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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處於雙重文化體系下的台裔女性,對於妻母角色扮

演及自我主體性,其認知模式與因應對策,如何產生互動。文獻探討部分主要以下

列架構之鋪陳，來探究移居美國之台灣女性高級知識份子，於異國所實踐之母職

倫理與教養態度，在融合於主流文化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文化與性別意函。首先，

了解台灣已婚女性知識份子的家庭與事業觀，及其在台灣成長之社會化的過程

中，建構了怎樣的母職概念 ? 其次，進一步探究，台裔移民在美國之新生活，

所產生「邊緣化」的適應心態為何。最後，企圖了解，當「台灣之母職建構」遇

上「邊緣文化情境」時，受訪者是否能在文化夾縫中，尋求其女性自我？本文透

過深入訪談，除了與文獻探討相互對照、呼應外，更企圖能回答以下問題 : （1）

當原生文化所建構的母職觀，遇上邊緣化地位的生活時，移民女性所選擇的因應

之道，在性別角色與邊緣文化之雙重邊緣化的不利地位之下，是否可能因其所受

之高等教育而有所改善？(2) 因移民所產生之雙重文化衝擊下的重新思考，台裔

移民女性是否能擺脫原有社會對於母職意識型態所建構的包袱? (3) 台裔移民女

性對於下一代在跨文化社會的教育方式與教養態度，對於邊緣化地位的改變，是

否可能產生助益？  

 

關鍵詞 : 母職倫理、邊緣化文化適應、台裔移民女性、族裔認同、 

 跨文化教養態度、文化反省 

 



 2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Motherhood and 
Parenting Attitude When Moving Between 
Cultures- Taking Well-educated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as Examples   
 

Yi-jiuan, Huang  
(Graduated 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an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concerned about how well-educated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practice their motherhood in America, and discuss the 

cultural meanings and gender role behind the way they hold their 

parenting attitude after they immigrant to America. First of all, review 

relative literature about Taiwanese women’s view on the dilemma 

between taking care their family and developing their own career life. Try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their concept about “being mother”. Secondly, 

understand how Taiwanese immigrants deal with their marginal status in 

a new environment and how they value this process. Finally, try to figure 

out when these well-educated Taiwanese women with the native cultural 

concept of motherhood fit themselves into the different country, how they 

find their female-self under double cultural and gender marginal status. 

Therefore, the thesis us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1) When the interviewees take the concept of 

motherhood from native culture to fit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are they 

able to make a better choice to overcome the double marginal status by 

their well-educated background ?  (2) With self-reflection by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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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hock, are Taiwanese women able to release the constrain from 

the concept constructed by the native culture ?  (3) Will it be helpful for 

Taiwanese women to take care of their American born children ?  Can 

they overcome the marginal status in the host country by these parenting 

attitudes ?  
 
 
 
 
 
 
 
 
 
Keywords : Motherhood, cross-cultural, marginal cultural 
          adaptation,  Self-reflection by culture shock,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        

       Parenting Attitude between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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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處於雙重文化體系下的台裔女性，對於妻

母角色扮演及自我主體性，其認知模式與因應對策，如何產生互動。具

體而言，本研究主要探究移居美國之台灣女性高級知識份子，於異國所

實踐之母職倫理與教養態度，在融合於主流文化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文

化與性別意函。首先，就研究動機，目的及可能的貢獻作一介紹。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為母經驗是女性生涯規劃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對於中國女性而

言，母職實踐幾乎佔據了女性最菁華的歲月，但在子女長大後，空巢期

的女性，卻很容易苦於生命被挖空的處境，在為家庭犧牲之後，也失落

了自我。 

 

    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第二波之後，母職倫理議題備受爭議，在女性

主義各流派的影響之下，西方女性已有能力擺脫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在私

領域的宰制（莊永佳，1999），將母職的選擇與實踐，視為一種自我實現

的管道，而不是必然與應然的義務。 

 

    但對受中國家庭倫理影響的台灣婦女，仍需面對 「傳宗接代」的觀

念所束縛，即使受高等教育之女性，受西方思潮所影響，享有較高的平

等性別意識水準，但是對於作為一個母親的實踐，仍存在「母職角色扮

演」與「母職角色認知」的衝突。甚且，當一個受高等教育之台灣婦女

移民到西方社會後，面對一個相對更為自由、開放的性別分工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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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處的情境與地位，是否得以藉由遷居而擺脫中國父權社會與家族主

義，對於婦女在母親角色上的社會期望與包袱，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主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貢獻 

    在台灣移民文獻中，不乏對於法律、政治與族裔意識及社會生活等

的變遷研究，但對於女性經驗，特別是為母經驗的討論，卻少見著墨。

台灣女性在移民之後，退居家庭，將教育子女視為最優先的工作，另一

方面，受儒家士大夫觀念的影響，對於子女教育成就的注重，也培養出

許多優秀的華裔科學家、政治家及各行各業優秀人才，而獲得模範少數

民族（model minority）的稱號（Tsai, 1998）。但是她們的作為支持者與

犧牲者的生活經驗，對於教養子女成為優秀人才的付出，卻鮮為人所注

意。本文延用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理論的概念，分析受訪者敘事式的深入

訪談文本中，受高等教育台灣婦女在美國文化融合的經驗，與其性別意

識之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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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及文獻探討 
    性別角色的相關議題，近年來備受重視，性別研究對於父權社會的

價值觀不斷提出批判，以備受「壓迫」和「宰制」等角度來看待與分析

女性的處境，經過女性主義者百年來的努力，女性在公領域的社會地位，

較以往具有長足的進步，但在私領域中所扮演的妻母角色，及因此而衍

生之在公、私領域之間的衝突與兩難，則仍難脫母職意識型態的箝制。

本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討論母職形象之意識型態，但並無意於建構性別

對立，只是還原女性的「主體性」，尋找女性在母職經驗中，久以失落的

自我。 

           

    「母職角色」成為「女性生涯發展任務」中的應然與必然，在 70 、

80 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第二波發展之前，並未受到社會價值觀的省思

與質疑。僅管女性的人權（包括自由、平等的基本人權）地位，在十九

世紀與本世紀初，經由女性主義者的努力，突破傳統包袱而有所斬獲；

爾後，舉凡女性受高等教育機會與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能力增加，遂而女

性的社會地位隨之攀升。然而，對於現代女性的角色期望，卻呈現只增

不減的負擔。根據莊永佳（民 88）的＜台灣女性之母職實踐＞研究指出，

透過教養書籍、大眾媒體所傳遞的訊息，台灣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將社會建構的母職形象內化成生涯規劃的一部份，造成家庭與工作之間

的矛盾與兩難，主體性備受限制。 

 

    從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民 85）的觀點出發，陳惠娟(民 87 )在其

＜母職概念的內函探討＞一文中剖析女性主義各流派，諸如：自由主義、

激進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派、社會主義等不同層面對於母職概

念的討論，皆可給予讀者重新思考女性母職意涵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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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女性主義各流派之母職意涵 

     以下各種對於母職概念的省思，隨時代演進或著眼點不同，可見各

論點中互見長短，正負面評價皆具，因此，各種不同主義之主張，在本

文，是齊頭並進的。重新統整各主義的目的，並非在於比較孰優孰劣，

而在於開發不同的角度，看待女性作為母親的困境與解放之道。 

 

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之母職內涵 

     陳惠娟（民 87）指出：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潮之興起，以洛克(Locke) 

為主要代表人物，主張民主政治，尊重個人自由平等及經濟自由，強調

「理性」是人類共同之本質。女性主義則沿用這個概念，主張女性與男

性一樣具有身為人（human being）的理性特質，應與男性一般，擁有個

人自由與平等。根據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精神，女性生存的目的，必須

能自我實現，發展自我潛能，並非為了成為妻子或母親而存在，應如同

男性一般，是為了自己而存在。 

 

    自由主義之於女性地位的主張，可視為女性基本權利提升之濫觴，

於此之前，女性在社會文化及法律制度的壓迫下，處於卑屈的處境，不

但被排除在公領域之外，甚至不具有和男性相同受教育的機會與公民權

利。此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Wollstonecraft （引自陳惠娟，民 87）認為

只要給予女孩與男孩一樣的教育，沒有性別差異，她便能成為和男性一

樣的「完整的人」。 Betty Friedan （李令儀譯，民 84）則在＜女性迷思

＞中指出：父權社會塑造一個女性形象，使得女性以為只有成為妻子或

母親才能擁有滿足感。但沉重的家務，徒使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陷入

空虛，使得女性在失去妻母的角色之後，竟找不到自我。自由主義雖然

帶動了女性基本權利的提升，擺脫法律制度對於女性的壓迫，促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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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在公領域為自我存在的可能，並且也達到鼓勵婦女走出家庭，發揮

所學，重新找到自我實現管道的目的。但是，女性從家庭走出公領域並

未等同於在私領域中得到「自由」，所謂女性角色的平等與自由只是外於

妻母角色之存在而存在，對於傳統觀念中母職角色的「應然」與「必然」，

仍視為「當然」。主要原因乃為，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仍以模仿男性的

價值觀為依歸，即使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女性工作分擔相輔相成，企求

達成一個平衡點，仍未脫「男性中心」的理念，對於女性角色隨之而起

之家庭與工作的衝突，並未達成緩解的目的。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強調女性與男性一樣，有揮灑自我空間的權

利，具有時代性的突破，但在其論點中值得商榷者乃為，以男性的理性

價值觀為認同對象而難脫模仿男性世界的邏輯，並未在母職的概念上提

供突破。而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截然二分，也侷限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

產階級」家庭結構的條件下，與「非中產階級」的女性之生活經驗或母

職倫理頗有差距。其所含蓋之女性經驗的論述範圍因此受限。然而，對

於重新思考女性被壓抑和犧牲的權利之出路，卻開啟了往後的女性主義

對母職議題的討論。 

 

貳 、激進女性主義之母職內涵   

    根據陳惠娟等（民 87）的概念，激進派對於女性受壓迫的看法，則

以父權體制所採取「生物性」差異之近似不可違的理由，作為鞏固男、

女性之間的支配與從屬地位的概念，進行批判，主張消滅此體系，女性

才能獲得解放。為了讓女性擺脫陰性特質的限制，更主張「陰陽同體文

化」（androgynous culture）。爾後，更主張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主

要代表者 Shulamith Firestone（1970），為了達到徹底消滅父權體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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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生物性差異」的概念，主張顛覆女性生殖的必然性，運用各種節

育技術及生殖科技，打破女性生殖角色。另一方面，主張由整個社會共

同負擔育兒的工作，徹底消除母職與生物性家庭的存在。準此，Firestone 

為女性成為母親之「必然」與「應然」的概念，提出釜底抽薪的解放之

道。雖然，從成為母職之近似不可違的根本原因進行批判，有助於破除

女性在母職形象框架中的迷思，卻顯然過於激進，並不符合社會現實與

實際需求。若是激進理論發展到極限，惟恐會像社會主義發展成共產主

義般，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另一位代表者 Adrienne Rich （1986），則將母職分為「母職經驗」

與「母職體制」，前者所指為母職所帶給女性的主觀經驗，而後者乃是父

權對母親的建制。她認為，只要將父權中養育子女的權力還給母親，則

母職經驗仍將是快樂而具創造力的。女性之所以被奴役的原因，並不是

生殖本身，而是父權對母職的控制。如果女性放棄生殖，而運用生殖科

技，反而讓男性剝奪了女性生殖的權利，加速女性與生殖工具之間異化。 

  

    激進派女性主義者 Firestone 對於男性為了宰制女性之從屬地位，而

以「生物性」乃至生殖角色為理由，使得女性無法擺脫母職形象的框架

之意圖，提出批判，企圖將男女性的差別連根拔起，不免參雜了過度的

憤世嫉俗。Rich 將「母職經驗」與「母職體制」區分的觀點，更澄清了

女性生殖角色本身的正面價值，不必然需要完全推翻。需要加以躂砝的，

應是父權制度，利用生物性控制女性權力的意圖。 準此區別，為激進派

女性主義之母職概念，提出客觀論證之平衡點，免於過度激進之論點成

為母職經驗的過度推論，而反遭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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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激進派女性主義對於母職概念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生

物建構論與決定論」的揚棄，擺脫「母職是女性與生俱來的天職」的包

袱，將母職概念的形成，引申為「社會建構或決定」而成，使原來不可

改變的生理性歸因，在概念上有了可能的出路。而社會所建構的母職形

象，又以父權體制的標準為中心，突顯了女性所遭受男性世界最大的宰

制並非僅止於公領域，男性利用母職形象的概念在私領域為女性設下的

桎梏，乃為女性主義者進一步要去擺脫的。 

 

三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之母職內涵   

     除了從公領域與私領域之社會建構的角度觀察母職的概念之外，風

靡一時的存在主義，亦提供了哲學的觀點來看女性主義者對於母職的省

思：西蒙.波娃所著的＜第二性＞，已被公認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經典。

她沿用沙特＜存在與虛無＞之存在形式的哲學觀點，指出男人為了自覺

存在，產生了自我與「他者」（others）的權力衝突，在肯定自我為主體

時，會視「他者」為威脅。女性被男性視為「他者」，而因此位於男性世

界中的「第二性」。舉例來說，婚姻並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則：男人在

婚後，可以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在做「人」和做「男人」之間沒有衝突；

但女人則必須為男子生育，照顧家務，但做「人」和做「女人」之間卻

充滿了衝突。然而，選擇婚姻是女子唯一與社會融合的途徑，女子無法

找尋屬於自己的存在意義，她必須要依附她的婚姻，她的男人而存在，

必須透過妻母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生殖角色而言，波娃和激進派的觀點相同，也否定了女性生育的

功能，她認為「女人天生具有母性」的觀念必須廢除，女性才有可能找

回失去的自我。準此而鼓勵女性要就業，在工作的過程中找回自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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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及超越感。波娃以經濟生產的參與作為女性找回自我的方式，又與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樣，落入以男性的價值觀為認同的常模之中，認為

男性主動、陽剛、具支配性的特質，優於傳統女性。她要求女性向男性

的標準調整，卻未要求男性調整角色，也從事育嬰與家務。但是，不可

否認地，波娃所沿用沙特哲學性的概念雖然抽象，相較於自由主義的人

權面與激進派的生物性等外在因素的探討，更深化了女性主義議題的層

面，從找尋「女性存在的意義」之角度突顯主體性的必要。 

 

肆 、精神分析女性主義之母職內涵 

    探討母職內在含意，使得議題更為深化的主張，除了波娃的存在主

義觀之外，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所提出原慾、伊底帕斯情結、閹割

情結（葉松濤譯，1993）等，皆與性和性別的問題密切相關，從性心理

的角度，揭開人類「本能」潛意識中，對於性別態度的情結：佛洛伊德

認為，男孩因有陽具形成了強固的超我，即良心與道德；而小女孩因沒

有陽具，無法建立超我的強烈動機。女性主義者認為，此陽具崇拜的性

心理，完全忽略了陽具被賦予的社會意義，故而批評此說根本就是建立

在男性優勢的假說上。 

 

     主要代表人物 Dinnerstein（1977） 認為，由於母親獨佔養育一職，

造成男孩畏懼女性權力，故而要在長大之後反過來壓抑女性權力，甚至

利用女性來滿足他生子的慾望。因此，主張男女兩性，不應再相互區隔

性別角色，應同時讓嬰兒感受到父職和母職相等的權力，以免導致其潛

意識地傷害。Chodorow （1978）則提出「母職再製」的概念：她認為，

女性想作母親的慾望，來自潛意識，這是由社會建構推演至心理建構的

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因此，Chodorow 認為母職並不是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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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及社會功能，而包括了複雜的社會、文化、經濟、心理及意識型態

間的交互作用。和 Dinnerstein 相同的是，她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撫育一

職由母親包辦，男孩從而引發對母權力的恐懼，在長大之後，興起壓抑

女性的意圖，另一方面，也期待女性表現幼時母親為子女自我犧牲的特

質。對女孩而言，在前伊底帕斯情結階段，女兒與母親是維持一延長共

生的狀態，女兒承繼了母親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性別社會意義，在女兒

長大後，也以相同的方式建構性別角色的認知。 

 

    代間的撫育模式，遂在潛意識的場域內，在性別與家庭勞力的區分

中，母親再製了女兒與兒子的性心理能力，使得男女兩性發展了性別分

工與需求。準此，突顯了雙親同時照顧子女，作為阻礙母職與性別分工

角色再製的可能，一方面避免男性掌控女性的心態，也避免男性失去作

為親職的能力，一方面解除女性將自我犧牲之母職角色視為當然，而無

法發展其獨立自主的個體性。 

 

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之母職內涵 

    與上述四種主義不同者，對於母職概念的分析，社會主義深受馬克

斯主義的影響，從社會階層、經濟勞務的概念出發，對於女性受壓迫的

觀察更為敏銳，不論是雙系統理論（將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視為兩種不

同的社會關係）或單系統理論（將兩者合而為一），皆批判資本主義與父

權制度。在資本主義興起後，經濟社會被分隔為公領域與私領域，男性

遂專職於公領域而把女性安置在私領域，藉由女性在物質層面對於男性

的依賴，掌控女性操勞家務和生養子女的過程，促使女性地位邊緣化，

宰制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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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將母職視為一異化的過程，所有的女性皆被隔離

在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之外，在為母的經驗中，懷孕、生產的過程都由專

業醫師來處理，她與自己生殖勞力的過程是疏離的。此外，育兒方式也

造成夫妻、子女之間的疏離：由於母親無法將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

而在男性建構的社會中，將自己物化，教養子女也無法視其為獨立的個

體，只能複製社會建構的價值。母子之間的關係也因此異化了。Harding 

（1986）指出，育幼多由女性負責，而女性是被貶抑的，幼童在成長過

程中，也進一步複製了父母性別的角色認同。準此，擔任母職的女性不

僅僅淪為物化的客體，喪失對於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在教養子女的過程

中也依照父權制度的法則進行，使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淪為工具。

Foreman （1978）指出，「異化」這個元凶，使男人在工作中退化成勞務

工具，使女人在家中成為讓男人歡愉的工具。 

 

      就社會主義的角度觀之，母職角色對女性而言，已不只是在「做

人」與「做女人」之間衝突。女性在被物化之後的地位，被視為生殖工

具、勞務工具、教養子女工具，甚至是滿足男性情慾的工具，這是父權

社會對女性進行壓迫的極致。 

 

    在此壓迫之下，母親的角色被分割，女性自己也因遵循男性建構的

價值，視自己被物化為理所當然，遑論女性自覺之可能。準此，社會主

義女性主義可以說是將馬克斯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女

性主義整合後，重新提出女性受壓迫的政治意函！ 

 

      綜觀上述，各女性主義流派對於母職概念的批判，舉凡從人權層

面（自由主義）、生物性（激進派）、哲學層面（存在主義）、性/心理（精

神分析）以至於社會層面（社會主義），皆一致突顯了女性作為母職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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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不平等待遇。各流派所提出的主張之中，可歸結為鼓勵女性掌握主

體性，鼓張男性應將權利還給女性，終止公、私領域對女性的壓迫：自

由主義與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以追求與男性相同的權利為目標，鼓勵女

性掌握自我，走出家庭，在職業場域追求自我實現，但也落入以男性世

界的價值為模仿目標的框架，並未緩解女性的角色衝突；激進派以放棄

生殖角色為主張，破除母職受宰制與壓迫的迷思，亦顯過度推論，不符

社會現實。惟將「母職經驗」與「母職制度」兩者加以區分後，母職角

色之生物建構與社會建構的概念也才得以區別，進而突顯父權制度對於

母職壓迫的社會意義；精神分析從潛意識之性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以母親

為主要撫育人之代間撫育方式，複製了男女兩性的性別認同，使得男孩

長大後本能地壓迫女性，女孩長大後也視自我犧牲為理所當然，因此主

張父母親應同時撫育幼童，重新調整男女性別認同的發展；社會主義對

於父權制度的壓迫以「異化」的角度，指出女性為母經驗中因父權社會

所造成的疏離，女性已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淪為一個生殖工具。如

上述各流派女性主義將性別角色的探討，衍生到作為一個母親的處境，

論述母職意涵，視為直指父權社會對於女性桎梏之最大困境。 

 

    準此，女性主義各流派的發展，方興未艾。值此世紀之交，科技文

明縮短了全球的距離，國界的模糊化與文化疆界的融合與衝突不斷上

演，性別議題也不再是單純的性別認同或性別迫害的問題，更可能牽涉

到一個多元文化脈絡下的困境。本文準此，從做為一個母親之基本權利

的性別議題出發，探討不同文化脈絡的母職倫理與其教養態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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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台灣已婚女性知識份子的家庭觀與事業觀  

壹、台灣已婚女性知識份子家庭與事業的兩難 

        台灣社會近年來，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激增，女性角色扮演與傳

統「三從四德」的社會之演進，相較於經濟結構與政治環境等之大幅變

遷，並不顯著。女性知識份子透過參與社會政治事務與勞動力的投入，

形式上改變了傳統父權社會的性別分工結構，女性知識份子在婚後仍維

持就業，在公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亦顯成長。然而，

在家庭事務之性別分工方面，「身為母親或妻子應為照顧子女、操持家務

之主要負責人」之刻板印象，仍顯然箝制著女性角色扮演的規準。未在

教育過程中所反思之母性實踐意涵，反而增加了因其所受的高等教育及

所從事的專業性職業，而面臨困境的可能。 

 

    根據學者高淑貴（民 78）研究指出 ：教育程度之高低與所從事的

工作，和負擔的家務與工作、家庭角色衝突有關：受教育水準越高的女

性，可能遭受的衝突越大；呂玉瑕(民 70) 之<婦女角色意識與就業態度

研究>則指出：大多數婦女秉持多重角色的看法，但若遇家庭與事業衝突

時，多以家庭需求為先。然而，社會體系尚未為婦女的新興角色，進行

相應的編制，並規劃它的權利與義務。假如她們符合了原來文化規定的

標準，在特殊需要的情境下照顧家庭，則因時間的分割產生對工作不利

的影響，反之，則為家庭帶來困擾。一項研究對台灣女性醫師的專業生

涯與家庭婚姻生活衝突時的選擇， 95.90% 的女醫師選擇減少工作時間

或暫時甚至永久放棄專業生涯，只有 17.33% 選擇外界協助，1.33%選擇

放棄婚姻(藍采風 1986)。 大多數受高等教育、高社會地位的女性遇到角

色衝突時，仍選擇妻母角色，而選擇對於職業工作妥協，但是除了這種

「角色-角色」（interrole）之間的衝突之外，更有一種嚴重的衝突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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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角色」之間的衝突 ，一個體在外在環境中所伴演的角色，與內在的

人格發生衝突（布朗恩，民 65）。一個女人雖然伴演了異於傳統的角色，

並不必然表示她也具備了異於傳統的人格特質，因為人格特質的形成，

歷經漫長而複雜的塑造過程（李美枝，1984）。人格-角色的衝突，正是

已婚女性知識份子所面臨困境的核心問題。高淑貴（民 78）的研究中指

出：對於工作要求方面，因教育程度及所從事的工作而異，教育程度越

高，工作要求越高，相對付出的心力也越多，下班後需要繼續進行與工

作有關事宜的程度也較高；然而，家務負擔與教育程度別差異卻未達顯

著水準，也就是說，不論教育程度高低，對於家務負擔所必須付出的心

力，沒有顯著不同；因此，在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衝突方面， 83.5% 的

受訪者都有心力交瘁的感覺，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心力交瘁的感覺， 67.2% 

曾考慮因照顧子女而停止工作，其中相關因素亦包括：對目前子女照顧

方式滿意與否有關，若對照顧子女方式不滿意，則越有可能選擇停止工

作；另與教育程度有關，越低者考慮此舉的比率越高。性別角色態度方

面，仍受「男尊女卑」觀念影響，也與教育程度有關，教育程度越低者

贊同率越高；事業觀方面，事業只是幫助家計、打發時間的傳統觀念也

與教育程度成反比，教育越高者，對於事業觀越要求獨立。由此可知，

高等教育程度之女性在事業觀、性別角色態度和子女照顧的要求相較於

受較低教育者而言，是更為孤立無援的。 

  

.    綜上所述，選擇不結婚或婚後專心家務或婚後不育子女之女性，比

又要事業、又要結婚、又要生兒育女者所受角色衝突更低。準此可知，

已婚女性知識份子的主要困境，在於尋求傳統刻板印象與追尋自我實

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除此之外，根據學者李本華（民 78）的論證，

其所面臨的困境可能成因包括了：女性安於現實，滿足於傳統社會中女

性性別角色，或所謂持傳統和現代雙重特徵的女性性別角色，即使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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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在社會化過程中仍形塑了傳統傾向的人格特質。.此外，男性中

心社會仍存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制和束縛，無形中強化女性對於社會性別

角色刻板印象之認同，或無力抵抗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社會壓力，以及

女性因此而產生之懼怕「成就」所產生的問題等內外夾攻之情境，使得

女性兼顧職業與家庭的艱辛與困苦，時間被分割，以致不能作整體性或

思考性的活動。而來自當前大環境的限制，使女性知識份子不能在更廣

闊的層面發揮影響力，以「家庭為重」便成為受社會認可且減少角色衝

突的退讓策略。李本華更提到了面臨此困境，女性知識份子所應採取的

「超越」上述困境之道，包括了：改變目前的性別角色與規範的社會化

方式，.從教養女兒的方式開始改態度，培養女兒獨自解決問題，培養成

就動機及提高女性自覺意識，因為對於現代女性而言，最大的敵人是自

己，應培養成功女性的特質，學習自我實現的特徵等。 

 

     然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女性婚後為了緩解角色衝突，所採取

「以家庭需求為主」的策略，是辭職或兼職，以便於照顧子女，即使受

高等教育或專業人士亦然。那麼，女性是否只能以退讓策略作為唯一的

可能？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又能兼顧家庭，又有主體創造性的三難情境

中，身為女性的出路是命定的嗎？果真如此，女性在自己都無法發展自 

己的主體創造，如何能教導下一代無掛礙地追求自我實現？這樣的角色

衝突，是否有可能消弭？ 

 

貳、台灣已婚女性知識份子的母職建構 

    據學者邱育芳（民 84）所定義的母職概念指出：「母職是一種角色、

功能，也是一種職務，是社會建構的一組活動和關係，包括撫育和照顧，

而且也是一種程序，是主要的傳遞媒介，使人們形成他們的認同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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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位置。廣義說來，也就是可能意函了女性作為母親的一切過程，包

括懷孕、哺乳等與母職事務，及作為一種社會身份的指稱角色」。余漢儀

（1995）則指出，就照顧（caring）而言，更可分為「勞務」（task）和「關

係」（relationship）兩個層面。 

 

    若進一步討論母職概念的內涵，則一方面它可以是女性受限的來

源，是執行指令的工具，成為父權價值的傳遞管道；另一方面，母職的

實踐也可能強化女性在家中與子女的連帶，提升在家中的地位權力，成

為家庭的實質核心（邱育芳，民 84）。準此，母職可以是女性的負擔，也

可能是資產。然而，根據莊永佳（民 88）的研究，<台灣女性之母職實

踐>中所呈現的主要特徵，包括了「結婚生子乃是女性自然的人生過程」、

「身為母親便應該要全心付出」、視「為家庭犧牲」為理所當然。為尋求

子女更好的教育方式，充分以專家建議為規準，並以「密集性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注二）為理想類型（ideal type），努力奉行之。而

在母職實踐的過程中，完全忽略了「傳統性別分工對女性的影響」；「女

性在工作中與家庭中妥協與讓步的機會成本」，以及「主體性受限所引起

生涯規劃的改變」等問題。包括女性自己本身，也對此概念習而不察，

使得母職的實踐只能成為女性受限的來源與執行指令的工具，而與母職

權力與創造性的實現漸行漸遠。 

 

     從台灣女性對於母職概念及實踐的研究，反應了女性主義之所以對

於母職的主張，從「反父權」的論述漸趨向肯定「母職經驗」之必然的

成因：女性在這點上面，是很矛盾的，她們一方面希望從反父權的批判

中，解放深陷其中的母職框架，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維持婚姻的幸福，而

不願意放棄母職，也不願冒著因完全不給她們的配偶留餘地，而成為婚

姻的孤軍之風險。然而，矛盾雙端拔河的結果，大部分女性仍選擇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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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妥協，也就是繼續在父權體制的規準下，建構自我對於母職的期待，

準此，如何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點：既能保有母職的權力，又可擁有幸

福的婚姻；或者既能充份在工作上發揮，又能享有為人妻母的樂趣，同

時，免於從屬地位等多重困難的情境下，成為探討母職議題必要的依歸。 

 

第三節、台美兩地社會概況比較 

     台灣社會中移民至西方社會的意願和作為，隨著政治情境不安定及

經濟因素考量，特別是受高等教育或中上階級人士，移民動向呈逐年增

加趨勢。對於處於西方社會的東方女性，性別角色隨文化建構的背景而

有文化差異。那麼，就台灣與美國而言，台灣女性在本土社會化的經驗

中所內化的性別認同，移民到美國社會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東

方女性的母職選擇是否會因所處西方社會結構與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呢？在回答此問題之前，筆者以為，有必要比較兩者社會中對於性別角

色之認同概念： 

 

壹、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性別角色的概況 

    自台灣光復之後，女子受教育的比例劇增，隨著經濟的起飛，台灣

社會也迅速地由農業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自 1950 –1980 年，越高層次

的教育，女性相較於男性增加的比例越大，而自 1970年代起，高中應屆

畢業生的升學率也是女性高於男性。由於女性普遍受高等教育及因此而

提高的就業率，台灣女性地位較過去也有明顯提升。但到博碩士階段，

因牽涉到婚姻、子女及社會的角色期望，則女性人數降低，且對於女性

職業的選擇，也還是難以脫離舊式的刻板印象。已婚婦女，仍多受社會

期望的影響，以家庭為主要考量，或在家庭與職業的矛盾間，過度負荷。

因此，婦女退讓內心的需求，以符合社會期望，常造成遷就家庭角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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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自我實現的態度，便是在此過度負荷下的權宜之策。然而，社會對

於台灣女性這種犧牲的態度並不友善，在法律上，雖然男女財產繼承權

平等，但實際辦理繼承時，女兒常須聲明放棄。離婚時，子女監護權仍

歸父方等。事實上，仍存有對女性不平等的待遇 。  

 

    但在另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較傾向於同時希望擁有家庭與

職業的雙重角色。而在就業態度上，高等教育女性也認為，不必要完全

以家庭為第一考量。以台北市的已婚婦女為樣本的研究發現，在家庭經

濟活動及子女教養上，主婦的決策參與高於先生，在置產主張權上，則

先生較高。在家務分擔上，半數先生會幫忙家事，一般社交應酬，多半

夫婦共同參與，先生也經常與太太討論重大事件的對策。顯示以核心家

庭為主的都市社會，其在家庭的依存關係中，性別之間較具有平等的特

質。故而，性別平等意識型態與女性地位，隨城鄉地理區域、女子教育

程度及家庭結構等不同而異。居住於都市、處於核心家庭之高教育程度

女性的地位相對最高。由此可知，高教育程度女性或居住於都市地區者，

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平等的性別意識型態的認知水準較高，在母職的選

擇上，也隨性別平等意識之水準而呈現選擇自主性。 

     

    就正式教育過程而言，舉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特別

是各專業領域的教育訓練，我國教育課程內容中，不乏移殖西方理論的

現象。如上述，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開放，台灣女性普受高等教育，而

在過程中，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漸漸能夠擺脫中國傳統女性角色的桎

梏，追求自我實現。而追求現代生活的態度，在台灣西化程度也逐年提

高，諸如平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尊重情感與兩性平等（楊國

樞等 1989 ）等現代性格，或說西化性格，已頗能為教育程度高者所奉行；

傳統性格諸如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份守成、宿命自保、男性優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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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在生活中並未完全消失，在與年長者之人際關係或社會期望上，仍

存在因傳統性格而導致的衝突。另一方面，對於移民或因留學，在美國

生存而具有高等學歷之台灣移民來說，受教育過程的影響，在現代性之

性格特質上，反而可能更認同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事實上，握有專

業知識和高教育程度的移民，很可能在美國政經條件下，反而會比台灣

提供更多可能的發展。在美國社會的台灣移民，不論男性或女性，最需

要面對的問題，反而是語言能力和生活技能訓練的不足。因此，對於受

高等教育之女性而言，在教育過程中因認同西方思想所帶來的現代性

格，在台灣社會中，相較美國仍顯保守的型態之下，是否會產生「角色

扮演」與「角色認知」的衝突？在美國社會下，台灣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之角色扮演與認知，是否也會產生文化衝突呢？在面臨母職的選擇時，

台灣女性如何受本土社會化與居住國的影響？ 

 

受高等教育女性所面臨之上述困境並非台灣社會所獨有，但相較於

西方社會，女性知識份子，在台灣社會，於傳統價值觀與現代需求之間

拔河而面臨的困境，在其移民西方社會後，面臨邊緣文化的情境，更使

其處於「追尋文化夾縫中之女性自我」的考驗，作為一個母親，特別是

曾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不再只是與傳統、現代需求拔河，更是在邊緣

文化與母職框架的夾縫中，尋求自我的定位！ 

 

貳、美國社會- 美國社會母職概念概況 

   以上西方女性主義各流派之母職意涵的觀點，經過百餘年來的努力，

西方社會對於女性地位與母職選擇之意涵，與往日已有長足進步。對於

世界上大部份的文化來說，母親所代表的形象是滋養子息，是人類尋求

安定（stability）的主要力量。如上所述，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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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女性主義者對母職角色的質疑與挑戰，母職迷思的議題被激烈討論也

漸被打破。就美國當代文化脈絡而言，雖然理想的母職形象仍離不開溫

柔與自我犧牲為主要特質，但「母職的擔任」已不再被認為是女性理所

當然的天職，而應作為制度化與意識型態的組合（Fox, 1998）。 就此而

言，美國女性成為母親與否可以是一種選擇，而非宿命。相對地，在世

界其他地方，身為母親與其他女性或較年長的小孩，分擔孕育小孩的責

任的機會高於美國女性。也就是說，美國女性在核心家庭的結構下，不

論是否為職業婦女，孕育小孩的責任主要由自己承擔。在中產階級家庭

的父親，受到「母職角色不只是女性的責任」的觀念影響，參與母職工

作的情形亦顯增加趨勢，但仍屬輔助的地位，母親仍為主要撫育者。時

至今日，對於美國女性而言，母職的選擇乃屬女性自我實現（ female 

fulfillment）的一種可能管道，甚至可以是法律上的一種特權（ privilege）。

舉例來說，Fox 論及（1998）法庭收養案件當事人 Joan G之陳述：「我

們不能只認定傳統那種家庭型態，作為唯一正確的選擇。有助於小孩成

長的環境，並不是只有親生母親才能作到。」 準此，筆者以為，美國文

化脈絡對母職迷思的打破，並不代表母職工作不再繼續，只是豐富了母

職形象的可能性。 

 

    相對於台灣而言，美國女性在母職選擇上，能在女性主義者百餘年

來的努力之下，呈現較高的自由度，原因之一，便是美國女性沒有中國

儒家思想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包袱。對於美國社會而言，女性

地位之被宰制，可從人權、哲學、性心理、社會、生物性等方面予以批

判，抽絲剝繭地指出父權社會的壓迫，在各派女性主義的論述後，女性

地位也因此而付諸變革。然而，受高等教育之台灣女性，受西方思想的

薰陶，性格上具有相當的現代性，但也同時受到本土文化的制約，仍難

以不在「已婚女性應以家庭為重」的社會期望下，免於家庭與職業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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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疲於奔命。對於中國女性而言，仍背負了儒家思想的包袱，是女性

主義尚未能提出顛覆與批判之處，家族主義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仍佔有

主宰性的地位，而家族主義加諸於台灣女性的母職包袱，至今仍是跳脫

不開的制約。那麼，投身到美國，一個對於女性之母職選擇，給予較高

自由度的社會，是否能使得台灣女性擁有更多自我實現的機會呢？或者

是否能藉由移民到另一個西方社會，跳脫出中國女性作為「傳宗接代」

的義務呢？這便牽涉到移民生活之文化融合與生活適應對於女性選擇母

職是否造成改變： 

 

第四節、台裔移民在美之文化適應-邊緣化的適應心態 

壹、美式多元文化社會下，融入主流的台裔移民 

       美國號稱民族大融爐，各少數民族的人口總和占總人口的四分之

一，在社會型態上屬於「多元文化社會」， 二十世紀初，Holinger(1998) 論

及 Horace Kallen’s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結合「種

族」(ethnicity)與「文化」(culture)概念，首先提出「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並以人類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來區別不同特質的族

群。依照美州移民的歷史進程，英裔、西歐裔等最早的移民客，已然在

美州這塊土地上成為主流，之後，愛爾蘭裔，甚至猶太裔和東歐裔的移

民也漸漸融入主流社會。但非裔、亞裔、印第安人及拉丁裔族群在美國

社會被接受的程度仍緩慢而有限（Holinger, 1998）。使得非主流的族裔在

此地求生存的壓力，更面臨了難以擺脫種族特質所帶來的阻礙 。因此，

形成各族裔內部高度凝聚的次級社會形態（subsocieties），以鞏固族群的

勢力。然而，各族裔於主流社會的階級流動仍存在許多可能，但各族裔

移民若為求同化（assimilation）於主流社會，放棄其歷史文化，而使自

己成為所謂「真正的美國人」（包括吃得像、說得像、穿得像、看起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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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當代美國人），並非打入主流社會的最佳策略：因為，他們為此所必

須付出的代價是，喪失認識自己文化的機會，喪失家庭與社會網絡的連

結，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根」（Sumida，1998）。所以，最佳策略是揉

合兩者文化精華。準此，隨著後代族裔漸漸揉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本

土族裔的特質，遂成為美國形成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礎元素。Holinger (1998)

論及 Randolph Bourne 因而提倡美國多種族、多元化的社會型態是美國

的一大資產，而非社會問題。美國高院法官 Louis Brandeis 也強調，同

時認同自己是兼具美國人與猶太人的特質，同時屬於這兩種族群是沒有

衝突的。準此，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意識型態，在少數族裔佔四分之一

的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共識（Holinger, 1998）。 

 

    然而，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移民家庭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建立經

濟基礎，為求在極端資本主義，高度競爭而優勝劣敗的社會中，穩定經

濟基礎，夫妻雙方在異文化情境中的生活仍存在著顯著的性別差異。新

移民之男性，在專注於勞動力部門以符合職場需求的同時，也為同化

（assimilated）成主流社會一份子，提供了絕佳的利器：職業可作為一個

當然途徑，以取得進入美國文明社會的敲門磚。而當男性可以藉由工作

的管道，理所當然地建構新的社會網絡時，女性，相對而言，則為使先

生無後顧之憂，更專注於家庭的照顧，而花較多的時間沉浸於原屬文化

脈絡的生活型態，包括語言能力、生活技能的不足，所造成的孤立

（isolation）而處於更邊緣的處境（marginalization）（Sumida，1998）。根

據一項研究（Liu，1997）受過高等教育並在本國擁有專業職業的中國女

性，在移民之後，轉為家庭主婦成為最可能的選擇，來美國最大的工作

就是生、養小孩，社會生活孤立，主要的生活場域就屬家庭和超市，在

生活上變成高度仰賴先生。由於語言能力與生活技能之不足，在美國找

工作不易，中國女性儼然以支持先生為主，在家庭主婦生涯中，自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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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機會便在子女的教育上，相較於在本國的專業工作而言，自我實現

的場域受到更大的限制。 

 

    綜上所述，台灣女性若不能改善語言能力與生活技能，或在異國的

職業場域中有所突破而獲取融入西方社會的機會，在移民文化融合的過

程中，更容易因扮演了支持者或犧牲者的角色，受到更大的桎梏。而在

台灣所受的高等教育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也難因移民至一個自由開放的

平等性別意識社會中，解放母職角色的扮演，反而面臨較本土更大困境。 

 

    然而，在移民文獻上，對於女性經驗著墨非常有限，特別是亞裔女

性的母職經驗，準此，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根據僑居美國的受高等教

育之已婚女性的為母或為妻經驗，欲呈現文化融合過程中的女性經驗：

其中，包括已婚但尚未有小孩與已有小孩，以及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

希望得知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下，她們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下一代

的教育？如何尋找自己與下一代在文化融合過程中的定位？在美國的台

灣女性又處於如何的母職形象之下？ 

 

     本研究之理論與文獻探討部分，以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存在主義、

精神分析學派、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等對於母職意念之討論出發，探討西

方女性主義發展對於西方女性之母職生活的影響。以美國社會為例，女

性主義對於父權制度的批判，以及爭取女性主體性的呼籲，已經內化至

美國女性的生活意識型態之中：做為一個母親與否，是女性生涯規劃的

選擇之一，並非必然也並非應然，母職的選擇是自我實現的一種可能。

但是，對於受中國家族主義影響的台灣女性而言，即使因受高等教育，

在平等性別意識上，具備較高的水準，仍背負傳統社會對於女性成為母

親之必然與應然的期望，在移民之後，面對生活壓力，台灣女性退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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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為支持者與犧牲者角色的可能性增高，在異國自我實現的機會反

而受到限制，甚至剝奪。準此，本研究經過由受訪者敘事式（narrative）

的深入訪談，呈現台灣受高等教育之女性在異文化情境下之為母經驗。 

 

貳、台裔移民邊緣化的文化適應與文化反省 

    從移民者適應新生活的心態，反應出台灣知識份子對美國環境的認

知：美國為相較台灣更先進的社會，使得在心態上，產生景仰、崇尚美

國制度與生活品質，在移民的動機上，「移居美國」這個行為本身即帶有

「追求夢想」的憧憬，或者因為政治不安定或經濟因素到美國求發展。

因此，從移民者在評估適應環境時所可能遇到的問題，可以發現，這些

問題反應了移民對於「自我」的定位，在此亦指「自我概念」和「自我

種族概念」。而在跨文化情境的適應過程中，「自我」角色的定位，也在

與主流社會文化差異的衝擊下，被認定是從屬而邊緣的，因此，移民族

在異國所實踐的生活模式，很難擺脫以「邊緣者」自居的心態。另一方

面，語言，是適應新生活與否最大的關鍵之一，一旦缺乏語言能力，便

無法進入異國文化的生活邏輯，始終是一個「他者」，一個「邊緣人」，

在生活上要突破孤立無援之苦，幾乎沒有可能。這對移民者來說，無疑

是雙重的邊緣地位！ 

 

    除了語言以外，最大的困難，就是面對心靈上孤單的挑戰。中國的

家庭功能，影響中國人在性格上與家人相互依賴與扶持的型態。因此，

在離鄉背景時，生活上凡事自己來的壓力，便將心靈寄託轉嫁到同族之

朋友或配偶身上。反而在革命情感中，增進友誼生活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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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否處在雙重的邊緣地位中，適應新文化卻可令移民者重新評

估台、美兩者的差異與優劣之處，有助於跳脫原本社會化的制約或對原

屬文化的批判。但亦易形成一種文化認同的矛盾：已經成為習慣的原生

文化的生活方式或思考模式，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跨文化情境之下的行

為，矛盾的是，雖很希望學美國人那一套，卻丟不開所想丟開的那些原

生文化的包袱，在文化認同的兩端掙扎不已。在日常生活上，移民者仍

沿用所熟悉的「文化規律」，例如：仍以中國菜作為飲食的主要型態等，

表示在異國生存時，仍擺脫不了社會化過程中所傳承之原屬文化的「深

層結構」或「集體潛意識」所形成的習慣，但在不同文化脈絡生存的壓

力之下，不得不找出兩者平衡點，成為一種「文化規律」更新的管道。

此種文化規律和在台灣的外籍新娘，或者和其他少數族裔不同者，是邊

緣化的情境和地位不同。台裔移民者在美國社會的邊緣化，主要是語言

和種族的非主流，但在文化資本和教育程度上，並未邊緣。若可培養出

美國社會所需的技能或在特定領域非常傑出的表現，仍可維持相當程度

的生活水準。也因此華人的成就壓力非常大，近似乎是「不成功，便成

仁」的不歸路，也弔詭地，成為找尋文化認同矛盾的一條出路。 

     

    在異國所形成的文化規律和道地的台灣人不同，和道地的美國人也

不同，是介於兩者之間。例如「吃中國菜」在以往社會中，是再簡單不

過的事，在異國卻必須要經特別的管道才能取得，其存在於飲食中所隱

函的文化元素，也因此突顯。那麼，與生長在原有文化規律之下，未經

跨文化衝擊者相較，將形成一種如何的面貌？在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

各式各樣的飲食文化廣為流行，舉凡日式、美式、泰式、歐陸式、港式

等等，可選擇者更為多樣化。這時，經過移民所形成之跨文化衝擊的人，

反而對於原有文化規律的保存有一份堅持。透過重新評估兩種文化優劣

的思考，對於原有文化的認同或依附，反而可能比一直待在台灣者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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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因為在本土許多「習而不察」的生活細節，於跨文化情境中突顯

出來，再現其可貴的價值。 

 

    另一種文化差異下所反省的實例，則是在本國價值觀社會化過程

中，可能因為中國式社會生活的特質，所產生過度模仿或與同儕比較競

爭的行為，本來也許是一種包袱而不自知，等到在新生活中有機會擺脫

時，才發覺過去為此所付的代價。例如：原本在台灣，同儕們形成對於

穿著競相比較的風氣，而必須花費一定程度的金錢、時間與心力在置裝

上，儼然已成一種生活習慣。但在美國，社會生活不如台灣密切，原本

的「服裝競技場」消失無形，突然發現自己減輕了許多負擔。如此一來，

便有機會因為生活情境的改變，放棄原有同儕團體的制約，改為新的、「較

為自由」的方式，透過跨文化的場域，也使得擺脫包袱成為可能。  

 

    近年來台灣受國際多元文化的影響，所呈現的多元文化現象，（此處

所指之「多元文化」，指的是不同國家的消費或飲食選擇被台灣人所接

受，呈現多元選擇的空間。）生活模式已與傳統迥然不同，所謂純粹的

「台灣生活模式」已頗難區隔與定義。但是，當移民後，雖處於更多元

選擇的美國社會，因生活仍多限於華裔自成一格的團體，移民者在生活

消費的選擇，與台灣本土相較，卻不見得更多元。準此可知，決定移民

者生活選擇與生活品質的，是在不同社會、不同制度、不同語言等多重

障礙與邊緣化的處境中掙扎的成果，要想達到與台灣生活一般的多元選

擇，必須突破生活環境的邊緣與孤立。而土生土長未曾移民的居民，則

在一切「視為當然」的生活中，享有多元選擇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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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裔女性在美的母職經驗 

    對台裔移民女性來說，在跨文化情境中，一方面必須獨立、會開車，

有能力在美國社會的體制下，掌握理家相關的一切事務，包括財務管理，

照料一家人的食衣住行，會處理和子女就讀學校有關的事務，包括了語

言的溝通，參加學校的活動家長會等等，一切必須在美國社會生活，所

必須要符應主流社會生活習慣之處。一方面也丟不開中國家庭文化在其

性別角色與母職選擇上的包袱。若是有工作，更要負擔職場上，種族與

性別不利的壓力。事實上，面對此番考驗，如果能夠在環境的要求下，

激發女性自我實現的空間，而訓練自己有能力處理生活不便的壓力，以

及處理孤單的能力，則跨文化情境反而是給予女性磨練的好機會。然而，

原生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角色壓力，卻在女性追求自我實現的路上，產生

了阻力。一方面因為社會化過程所型塑的性別角色並不因此而消弭，一

方面與原生家庭連結仍存在。許多時候雖然隻身在外，仍常常與本土的

家人，保持有形無形的聯繫，並非完全孤立，像是由一條很細的線所牽

引的風箏，飛的遠、飛的高，卻仍受控於拉線的那隻手，此指原生文化

的建構與家庭的牽引。因為在移民國的孤單和壓力，使其更為戀家，事

實上家裡的觀念和需求，對於這些移民者來說影響更甚，更可能會因為

要榮耀家人或照顧家人，更加強了成就動機，在此情況下對女性而言，

先配合家人的需求，才考量到自我需求的觀念，而成為自我實現路上的

阻力。 

            

     綜上所述，相關文獻對於母職經驗少見著墨的情況下，筆者遂根據

訪談資料歸結出，跨文化情境所形成之對於「雙重文化」內函的再省思，

給予移民者許多跳脫原有社會建構框架的機會，事實上，也是一個重新

為自己選擇的機會。有趣的是，台裔移民經過代間的傳遞，其不斷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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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化與新文化的「文化規律」之更新過程中，呈現「趨中」現象，越

來越難以絕對地區分兩種文化環境的差異，界限越來越模糊，漸漸從相

對地差異，走向融合。生活方式的融合，也使得上述的「自我」概念越

來越模糊，對於自我角色的定位亦然。相較其他美國社會之少數族裔而

言，台裔美籍移民與其不同之處，便是在代間傳遞之後，有能力擺脫上

一代邊緣化地位的複製循環，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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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筆者於 1999 年 7 , 8 月間實地訪問、並參與觀察移民且定居於美國

之華裔家庭，（樣本皆來自台灣移民），樣本地區分布，包括各華裔聚集

主要地區，紐約、波士頓、聖荷西等地，訪談對象為受過台灣高等教育

之女性，現為已婚，於成年之後移居美國，且定居至今。個案數為七人。

兩人尚未為母經驗，四人已為母，一人為小留學生之代理母親。年齡層

分布 30-35歲者 3 人；36-45 歲者 3 人；45-50 歲者 1 人。4 人目前為

家庭主婦，3 人目前為職業婦女；分就各受訪者之移民動機、生活適應

困難（包括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婚姻家庭生活），女性之母職選擇態度、

教養態度、生涯規劃等問題進行訪談。歸納由台灣來的移民第一代之受

訪者之移民動機，可得知：當初離開母國來美，乃以背後一股「追求夢

想」的成就動機所支持，而在預期語言障礙、文化藩籬的困難下，仍以

離開熟悉的生存環境及昂貴的花費，作為此動機的代價。惟在追求夢想

之外，亦呈現了個體發展與家庭利益不可分割的特性。另一方面，受訪

者在台灣受教育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也一併與受訪者投入新大陸，而以

原生文化的價值觀作為適應新環境的策略。從而，筆者欲自本訪談中探

索：在「美國夢」(American Dream )的魅力下，所吸引之台灣的高級知

識份子，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過程中，在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工作方面

及下一代教養態度上，所面臨的問題，從以下各個面向作討論： 

 

(1) 原生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在美生活的影響； 

(2) 在美國社會文化脈絡下生活所持有的態度和生活模式； 

(3) 台裔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如何為自己在異文化情境下定位； 

(4) 如何看待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及教養態度； 

(5) 已婚女性在異文化融合過程中，母職與妻職倫理的經驗及生涯規劃。 



 35 

     本研究以華裔家庭的已婚婦女為主要訪談對象，（在配偶同意之

下，亦對其進行訪談，作為輔助瞭解的資料，但若配偶不同意時，則否。）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如下（表一） : 

   表 3.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編號    職業  子女年齡 年齡  學歷    備  註 
1 玫 家庭主婦 無.  33  碩士  美國學位 
2 琪 家庭主婦 12 歲以下 30   碩士  美國學位 
3 蘇 家庭主婦 12 歲以上 50  副學士    
4 甜 家庭主婦

(代 理 母
親) 

12 歲以上  43  碩士  美國學位 

5 怡 職業婦女 無  30   學士  美國學位 
6 玲 職業婦女 12 歲以下 40  碩士  美國學位 
7 芬 職業婦女 12 歲以上  需特

殊教育   
42  碩士  美國學位 

 

   以上受訪者半數以上擁有美國當地碩士學位，且子女年齡及職業階段

有所不同，在實行母職倫理時亦呈現岐異性，筆者透過與受訪者敘事式

(narrative)的訪談，由受訪者述說自己的故事，分析自台灣移居美國的婦

女，在美國實行其母職倫理及教養態度的過程。 

 

第一節、抽樣、資料蒐集、資料分析技術 

壹、抽樣-滾雪球式之立意抽樣 

     質性研究學者（胡幼慧，1996）曾論及質性研究的抽樣重點：樣本

一般都很少，甚至只有一個個案，但需要有深度的立意抽樣性研究，抽

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廣度資料為標準，而非量化

研究中，以能代表人口並推論到人口母群體的樣本為抽樣原則。換言之，

一個是著重代表性，而傾向樣本的隨機特質，和統計推論所需的數目。

另一個卻是著重資訊的豐富內涵，而傾向從以往的經驗和理論的視角出

發的抽樣原則，而形成以理論或研究問題興趣為主軸的抽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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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frame），以地點、事件、人、活動或時間等來分類（胡幼慧等，

1996）。以立意抽樣為基礎，筆者所採取的抽樣策略為「滾雪球式」（snow 

ball），亦即由知情人士或友人，提供或介紹樣本源，供筆者進行訪談。 

 

貳、資料蒐集-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書信及電話訪問 

   筆者透過友人介紹，根據年齡、職業及是否育有子女，居住地區等原

則性的差異，與上述七位受訪者聯繫，取得同意後，於 1999年 7,8 月間，

陸續在受訪者家裡或受訪者覺得方便的餐廳等處，根據受訪者的情況及

所需的內容不同，而進行每次 2-4 小時不等，1-3 次不等的訪談。如受

訪地點為受訪者的家，則在訪談的同時，進行參與觀察，了解並紀錄其

與家人互動的情形。待筆者返台後，亦與各受訪者保持聯絡，透過書信、

傳真、email 或電話，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針對訪談不足處，隨時補充。 

 

參、資料分析技術-開放式登錄、範疇命名、主軸譯碼、 
    選擇譯碼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的技術上，基本上是採用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式與流程，以開放式登錄（或譯碼）、範疇命名、主軸譯碼、

選擇譯碼等技術作為整理資料的基礎。登錄或譯碼（coding），是指把資

料轉移成概念的過程。資料登錄的目的是藉著對文字資料逐字逐句的分

解，以便找出研究情境內重要、突出、屢次出現的社會現象，並且賦予

一個名字，可進一步轉移成較為抽象性的概念（胡幼慧等，1996）。研究

者藉著比較概念，而發現所指涉者，皆為同一現象時，就可以把這些概

念聚攏成為同一組的概念，而由一個層次較高、更抽象的概念統攝而成

為一個範疇（徐宗國譯，1998）。筆者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即循上述原

則，將受訪者的口述資料，轉成文字資料，再透過文字資料的分解、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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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綜合和歸納的過程，漸漸抽離出不斷出現的概念與範疇，再將範疇

與範疇之間進行比較分析。 

 

   主軸譯碼（axial coding）指的則是在開放性譯碼之後，研究者藉所分

析現象的條件、脈絡、行動/互動的策略和結果，把主範疇和副範疇間的

因果條件聯繫起來的過程。惟開放性譯碼和主軸譯碼，雖是兩個個別的

分析程序，在實際操作分析資料時，研究者常替換著使用這兩種程序（徐

宗國譯，1998）。不斷來回比較及概念化的過程，目的在於增加概念的稠

密性，和範疇與範疇之間的邏輯關係。 

 

    在主軸譯碼完成之後，便進行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將概

念化後的中心現象，按照事件的脈絡描述，而產生核心範疇。並將其他

範疇與核心範疇進行聯繫，驗證其間的關係，且把概念化尚未發展全備

的範疇，補充整齊的過程（徐宗國譯，1998）。 

 

    資料分類完成，以及範疇與範疇之間的邏輯脈絡浮現之後，基本上

達成了將概念立基於資料，而非文獻或統計數據之質性研究方法的初步

目標。然而，資料的分類過程之後，尚需進一步的詮釋與建構隱含於資

料之中，各種概念的內涵，而呈現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的意義脈絡。     

 

第二節、建構論與詮釋學 

壹、建構論-深入訪談內容的共同建構 

    作為質性研究派典之一的建構論，相信由於人類在生活環境週遭所

接觸到的任何現實，均需通過人類的感官知覺，而產生特定的詮釋或判

斷。因此，人類所感知的真實，並無法脫離人類以現有認知基模對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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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背景的詮釋。換言之，任何現實都是基於個人認知基模的個人建構，

或基於社會文化互動的社會建構的產物（吳芝儀，2000）。筆者在訪談過

程中，即以受訪者的生命事件為經，以受訪者對於生命事件的感受與詮

釋為緯，在受訪者述說過程中，建構並記錄其生命事件的「事實」（the 

fact），此處所謂的事實，並不在乎真實是否存在，而是在乎當事人如何

詮釋與理解生命事件的事實（the fact）。 

 

    根據建構論者所主張，沒有任何單一的方法能捕捉人類經驗的細微

變化，故研究者需應用許多彼此相關的詮釋性方法，尋求更好的方法，

以對所研究的經驗世界作更佳的理解。而建構論或建構研究派典，則涵

蓋了自然論、詮釋學、建構論等詮釋性方法論，假定「事實」（the fact），

乃個人心智建構之產物；「真理」乃人類在特定情境背景下達成共識的最

佳建構內涵。基於此一觀點，社會科學研究者，透過建構研究方法所呈

現的研究發現，亦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在研究歷程中共同建構的成

果。（吳芝儀，2000）。 

 

    筆者採取上述研究典範的觀點，作為研究進行的方法論背景之一，

因此，筆者與受訪者深入訪談的內容，亦即本研究所進行的資料分析來

源，乃是雙方以受訪者之移民生活之生命事件為主題，在彼此的互動了

解中，所共同建構的。 

 

貳、詮釋學-訪談文本之內在理解與反省 

    詮釋學者狄爾泰強調生命的整全性，無法化約為意識、思想或經驗，

因此不能應用經驗的方法來研究，而應該採取理解的方式，對於所研究

的生命現象，作一種整體性的掌握。經由理解的過程，可以讓生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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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圖像和符號，再度還原為生命鮮明活潑的特性，因為生命

的表現有其固定性，所以通過理解所建立詮釋學知識，具有並效性（梁

福鎮，2000）。因此，在與受訪者共同建構訪談內容之後，僅呈現將資料

分析統整後所浮現的脈絡，尚嫌不足，筆者遂進一步，將訪談文本作為

理解的文本，希望透過理解，能掌握受訪者生命現象的內在涵義，產生

因研究者與受訪者所存在的鴻溝，而衍生反省性的結論。 

 

    梁福鎮（2000）論及Habermas 提倡批判詮釋學，認為歷史詮釋學和

哲學詮釋學，都忽略了意識型態、工作與宰制等因素，在理解中的重要

性。因此，他把傳統詮釋學對於典籍和歷史事件的詮釋，擴大到意識型

態和各種宰制條件的批判。Habermas 主張在進行理解時，首先必須進行

自我反省，透過無宰制的溝通，獲得的共識以辨識真理。批判詮釋學的

目的，不僅在理解社會現象背後的意識型態和各種宰制關係，更在透過

溝通和反省所型成的共同意識，讓人類從各種不合理的束縛中解放出

來，追求個體人格的完整，成為一個自律的人，而重建一個合理的社會

（梁福鎮，2000）。 

 

    研究者與受訪者所共同建構的的訪談文本，在完成分類與譯碼過

後，筆者以批判詮釋學的觀點，作為與訪談文本之間視域的融合，進一

步探討文本內所蘊含的意識型態、工作、宰制等因素在受訪者生命事件

中運作的過程。 

 

第三節、生命史事件詮釋 

    自傳/傳記/生命史研究受到重視，首先是對主體的重視，承襲著Weber 

的傳統，社會科學界如符號互動論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焦點應該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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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性，相信人類是根據事件對其主觀的意義而行動的。因此，個人

的主觀生活經驗，應該成為研究的對象。現象學對社會行動的研究，也

指出自傳是了解個人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的重要方法，也是了

解社會互動中，個人心向意圖的方法。對於生命故事的蒐集重點，不光

是在了解個人的生命歷程，更在了解個人結構性的自我意識(structured 

self-images)（王麗雲，2000）。本研究的深入訪談架構，基本上是依照受

訪者的生命歷程為主軸發展訪談內容，在建構與詮釋訪談文本的同時，

也希望透過各個案的生命史整理與撰寫，了解個人結構性的自我意識。 

 

    本研究採取解釋研究典範，由傳主敘述，研究者只是針對傳主所說

的故事進行解釋，其目的只是在了解傳主的生命（王麗雲，2000）。作為

上述紮根理論方法中，以概念與範疇之邏輯關係所發展的資料分析之輔

助性的了解。 

 

壹、個案生命故事摘要 

     1. 玫，家庭主婦，尚未為母，33 歲  

    玫今年 34 歲，到美國的主要目的是求學進修，且能和弟弟相聚。與

玲和甜不同，玫並未因處於西岸，中國人大都為了將來的長治久安選讀

電腦科技業(computer science) 的環境，而改變專長領域，仍堅持延續在

台灣時的研究興趣，也因此找工作時遇到一些困難。剛到美國時，食衣

住行生活都盡量簡單節省。一群在校園的夥伴平衡了一人隻身在外的辛

苦與孤單。這其中成長與挫折並行，處於不再是凡事可以靠父母的日子

中，功課壓力反而是充實與精進的助力，美國文化差異並未導致生活上

適應的問題。反倒是當學業完成後，利用假期返台探親時，不能適應台

灣的環境。當時適逢建造台北捷運系統期間，玫發現自己簡直不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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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此提早回美國，準此可知，玫的生活習慣和態度經過求學時間的

適應，已經相當程度的「美國化」。 

 

    由於非屬電腦科技業(computer science)領域，又是尚未申請身分的外

國學生，剛開始找工作並不容易。但爾後經朋友介紹，仍然找到了工作

機會，且是至今唯一的工作經驗。隨後由於在職場上，女性，特別是中

國女性，被認為適合作輔助性（supporting） 的工作。相較於男性升遷或

調薪的機會較小，但是玫認為面對類似情境的因應策略，和個人的性格

及過去所受的教育有關。玫認為自己性格上不是非常積極力爭上游

(aggressive) 的人，並沒有爭取更高職位的企圖心，但當發現老美與老中

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時，也不致悶不吭聲，會向老闆抱怨。只是在工作

上最大的障礙，老闆的態度，反而是間接的因素，玫認為可笑的是，同

為中國女性之直屬上司的態度。她會向老闆抱怨其所表現的不公平態

度，卻用與老闆相同的模式，壓迫自己的同胞。事實上，身為主管的中

國女性，是可以在現有權限內，有所作為的。但因身為既得利益者，她

不願意淌這混水。此時，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職員只有兩種選擇，離開公

司或繼續接受不平等的待遇，但在尚未申請到合法身分之前，離開公司

的風險太大，所以只好繼續選擇後者。後來，在工作上較有收穫的階段，

反而是之後直屬於老闆之下時，因老闆盡心地教導，學習到老闆（猶太

人）精明的經營之道。最後，雖也離開公司，卻並非因公司的不平等待

遇所致，而是因為配合先生換工作後，需搬到另一個城市。玫在回憶起

當時工作的情境時，對於老闆所曾給予的培育仍持感恩之心，不平等待

遇對玫而言，所產生的困擾不及甜（詳見甜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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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的先生移民定居美國已達十八年之久，是在玫工作期間認識。玫

認為在婚姻生活中，兩個人生活難免要相互遷就(compromise) ，但彼此

互補長短，適應的還不錯。玫對於因先生工作轉換，住過幾個不同的城

市，無形中拓展了自己的視野，感到滿意。先生個性上對於工作及興趣

的持之以恆，則補償了玫凡事三分鐘熱度個性的不足。準此，玫的婚姻

生活並未為之帶來重擔，而是藉由婚姻，形成雙方共同成長的單位。若

談到婚姻中性別角色的扮演，由於先生的父母都很開明，從小就訓練男

生與女生都要分擔家務，因此，在家務分工上，兩人彼此相互幫忙，玫

也認為不致像其他的朋友一樣，處於女性因被視為家務分工的必要人

選，而有所負擔。惟一旦牽涉到生養小孩的問題時，男性所能分擔的就

非常有限了。此時女性仍被賦予為傳遞夫家家族下一代的義務，即使玫

認為自己還不夠成熟，生活也不夠穩定，還無法肩負教養下一代的承諾，

在小孩成長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諸如小孩若受外於家庭的環境所

產生之影響與衝突，並不確定是否有能力面對，也就是說，玫現階段暫

時沒有意願作母親，然而，此時母職選擇權，並不屬於玫本人所有，反

而取決於夫家父母的意願。來自公婆及父母的壓力越來越大，而受到傳

統家庭觀念中，子女應順從父母的影響，身為一個中國女兒及媳婦，玫

也不敢頂撞違逆上一代的期許，在兩端拔河的兩難中，玫與先生只好想

盡各種理由拖延，目前仍在拖延中。但是越是拖延，壓力卻是有增無減。

只是，玫所採取「拖一天，算一天」的策略，看來為了給公婆一個交代，

小孩遲早還是得生。玫認為，若是沒有來自公婆傳宗接代的壓力，玫和

先生並不覺得婚姻中教養小孩是必要的。準此，生小孩純然成為滿足他

人期許的選擇，也成為玫在婚姻中唯一所感到的性別角色壓力。 

 

    在社會網絡生活方面，相較於一般中國留學生，以中國人社群為主

要或唯一社交圈的情形而言，玫和先生的種族界限更為模糊。雖然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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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上，仍以中國人社群為主，但各種各類的人種，諸如日本、印尼、越

南、白人、猶太人、黑人等等也可保持友好且深厚的友誼，常常與外國

朋友一起運動，出遊等等。準此，玫和先生的社交網絡，由於轉換不同

的居住地點，符應不同的生活場域所需，而呈現多采的樣貌，並未感到

身為中國人而在主流社會上被孤立的困境。相對地，和當地美國主流社

群，及其他少數族裔互動機會多了之後，反倒認為一般中國人對於政治

或社區服務參予所持的冷漠態度，是融入主流社會的主要障礙之一，難

以突破自成一格的限制。 

 

   如上述，玫目前仍處於拖延「為母壓力」的階段，但對於教養子女的

態度方面，在主觀認知上，則認為美國教育小孩的方式，雖然在訓練獨

立思考，及鼓勵多元性發展上有其長處，但同時給了小孩太多自由，卻

是玫所不能認同的。玫認為，小孩尚未有能力判斷自己要的是什麼，方

便與隨便的一線之隔，常常導致過多的放縱，因此，仍須父母給予適當

的導引 (direction and choice)，特別是道德觀念的灌輸。 

 

    基本上，玫希望採取中美融合的中庸方式來教育子女。可以肯定的

是，不會在學業方面，特別督促(push) 小孩去達成某一種標準，反倒希

望小孩能在不同的興趣上多元發展。在台灣地小人稠，競爭壓力大，但

在美國地理空間和人際空間都比較大的情況下，希望小孩培養開闊的心

胸，才有比較好的生活品質。至於所謂「中庸」的判準為何，可能只有

到實際面對小孩教養時，才能漸漸地在錯誤中找到中庸之道。雖然，玫

在照顧小姑的小孩一小時之後，就已經知道自己擔任母親，幾乎是不可

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但面對「無後為大」的壓力，也只能從

積極面著眼(look at the bright side), 期盼屆時得以發揮莫大的潛能來應

付，把為母經驗當成是一種非常艱辛的，與小孩共同的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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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族裔認同而言，玫認為與其讓小孩長大後，處於找不到自我種族

認同的困惑中，不如從小就讓他習慣多元文化，說雙語，甚至多語。玫

認為，將來的世界會是一個沒有隔閡的網際網路(internet) 的世界，越有

多元文化背景的小孩，可以擁有更多取得不同資訊的能力，不論是爭取

金錢、地位、權力或是對於自我生活品質的提昇與反省，都能藉由多元

文化的比較，顯現更強的競爭力。 

 

    玫是一個非常有主見、有智慧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在美國生活的

適應，不論在婚姻、社會生活及文化差異的適應方面，皆稱順利，由於

先生對於家務分工的協助，未見如其他受訪者般，處於因中國家庭文化

對性別角色的期待而特有的負擔。由於夫妻共同定期參予各種社交活

動，且並不限於中國人圈子，而不因目前家庭主婦的角色，而顯得孤立。

惟來自夫家「無後為大」的壓力，仍是一不可違抗的義務，目前所採取

的「拖延」戰略，最後可能還是免不了「棄守」的結果。準此展現了，

中國女性即使移民美國，處於多元文化的情境中，且在社會、婚姻生活

適應良好，卻仍無法擺脫中國傳統傳宗接代的觀念所形壓力的一面，順

從父母的意願乃為唯一且必然的選擇。 

 

2. 琪，家庭主婦，已為母，育有一女，30歲  

    琪今年 29 歲，現居於波士頓郊區。大學畢業後一年，來到美國就學，

攻讀碩士學位，來美國這是第六個年頭。讀碩士期間，認識現在的先生，

他是她在美國唸書時的學長，琪在碩士畢業後結婚，大女兒已經 2歲半，

目前是全職家庭主婦，正在懷第二個小孩，預產期約 2000年四月。琪的

個性，乾脆俐落，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遇到困難，實事求是，觀念較

具傳統傾向，特別是家庭觀念，認為結婚生子是人生旅程必經之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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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並不認為女性在結婚之後，應死守家

庭，而不發展自己的事業，此處又顯出琪的現代性，傳統性與現代性兼

具的琪，其現代性表現在工作要求上，而傳統性表現在家庭角色扮演上，

琪非常注重榮耀父母，並且視之為是對父母應盡的義務之一，是一種孝

心的表現，和對家庭的眷戀。因為孝順的觀念根深蒂固，「父慈子孝」、「長

幼有序」的觀念也隨之而來，是為其傳統性特質的淵源之一。那麼，表

示她的傳統性主要來自於其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家庭氣氛，以及他本

身的個性。因此，她的生涯規劃，基本上是趁年輕，盡快結婚，盡快生

小孩，趕快把小孩帶到上小學之後，就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出去工作，

如果能在較年輕的時候結婚生子，當小孩較大時，也還有可能再創一番

事業，但是在這之前，當媽媽的人，「一定」要陪著小孩長大，給他們快

樂的童年，那是她作為媽媽的「天職」。琪的母職使命感讓她覺得，一個

母親若未能陪著孩子長大是一種「過失」。所以，她是對自己有計劃的，

只是優先順序，仍應先盡了家庭的義務，再做自己的事。琪在角色與人

格的衝突並不明顯，也是因為她的觀念簡單、傳統、直接、明確，因為

人格特質和角色認知上沒有明顯的衝突，完全接受了社會化過程，不疑

有他，而所受的高等教育，在專業技能上不斷成長與累積，對於人格特

質和角色認知的影響不顯著。有趣的是，她的特質並未呈現跨文化不適

應的情形。她認為，唯一的問題是語言，只要能克服語言的障礙，一切

都能解決。在這一點上，因為她的自信和充分認同於，應學習「在美國

社會生存之道」的心理準備，亦並未呈現太大的焦慮。 

     

    琪與家人的互動方式：她先生很以妻子為重，家務會主動幫忙，也

很希望太太能多多參與社交活動，非常體貼，覺得太太帶小孩很辛苦，

身為先生的他，有義務分擔太太的工作，先生的態度很支持，所以琪的

文化適應以及母職負擔較輕，但是太太若太活躍，當太太所參加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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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聚會活動頻繁時，先生也不太能適應，因此，在潛意識裡，還是希

望太太能以家庭為重。對小孩很疼愛，屬於事事都替家人安排地很仔細，

想的很周到的男人，目前正在寫博士論文，除了定期和教授互動(meeting)

和助教(T/A)， 研究助理(R/A)工作外，多數時間在家裡唸書，和家裡的

互動非常密切，基本上是屬於很戀家的男人，另一方面也呈現傳統傾向

的價值觀。 

     

    由於琪帶小孩的方式，幾乎是全天候待命(24 hours on-call)，（intensive 

mothering密集性母職（注一）小孩表現出很有安全感，卻不會過度依戀母

親，社交技巧良好，很容易和別人玩在一起，琪刻意營造遊戲的情境，

使她情緒上保持非常愉悅(happy)，每天早上起來第一句話就問：「媽媽，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玩？」，對她而言，遊戲就是每天的工作，即使是帶有

工作性質的事，例如，幫媽媽拖地板，琪也用遊戲的方式和女兒互動，

琪之所以能用如此的方式帶小孩，除了跟她從其他在美國的中國媽媽的

經驗吸取的觀念外，主要是因為她的心態是以小孩為重的，而在時間的

分配上也全職(full time)的全部照顧家庭，她認為現在沒有賺錢，在家帶

小孩也就是她主要的工作，琪的個性，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會全力

以赴的。以前在求學階段如此，後來在工作上也如此，現在帶小孩還是

一樣，只是對象和情境不同。琪對於美國的幼兒教育方式，非常認同，

她認為小孩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盡情地玩，不應該像台灣的小孩那麼

填鴨，準此，她對台灣教育的印象反應了她自己在求學階段的感覺。如

果會在美國留下來，子女的教育問題是考量的重點。她認為，小孩的認

知發展應在遊戲中培養，遇到什麼新奇的事物，都會很耐心地解釋給小

孩聽，或放手讓她嘗試。每天都會刻意地教她新的兒歌，才兩歲半，就

已經會唱英語、日語（琪本身有很不錯的日語能力）、國語、台語各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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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令人稱羨。在這過程中，她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從來不會覺得犧牲

了什麼，也不覺得喪失了自我。 

     

    琪的母職經驗基本上是正面的，和她本身的個性與信念有很大的關

係，當她對於待人處事各方面有很堅定的意志與主見時，她所需要的，

只是找尋適當的管道與工具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質疑問題或困難，為什

麼會加諸於自己的身上，而憑添不必要的情緒困擾。當然，除此之外，

她先生的支持也是讓她心甘情願對家庭付出的一大原因。而她注重和諧

的人際關係之態度，也使她能輕易地融入群體，而不致於處於孤立的小

圈圈之中，免於空虛之苦。在單調但穩定的家庭生活中，教養子女的態

度，也顯得非常井然有序，雖然辛苦也自得其樂。在代間、性別和文化

方面也適應良好。 

 

 

3 蘇，家庭主婦，已為母，育有一子一女，子女皆12 歲以上，50歲 

    蘇今年將近五十了，住在西岸的聖荷西，來美國是因為配合婚姻，

先生則是求學，之後在此定居，已將近二十年了。蘇主要的工作是家庭

主婦。剛來美國時的生活適應，在語言、食衣住行生活方面，皆以依賴

先生的幫忙為主，因為不會開車，總要等到先生回家後，才開始買菜，

辦理一些生活所需物品等等。小孩較大之後，開始到附近的成人學校

(adult school) 學英文，程度相當於高中(high school），漸漸培養在美國的

生活技能，夫妻相依為命，在家庭生活裡，凡事以先生的意見為意見，

則是彼此的生活模式。準此，蘇的個性溫婉，保有典型中國傳統婦女「以

夫為天」的觀念，而對於適應新大陸生活的態度，在先生的幫忙之下，

且受到先生的影響，顯得非常積極，在孩子出生之後，生活重心主要就

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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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先生是基督徒，生活場域除了先生、小孩、家庭之外，教會團

體讀經班甚至因社工員訪視而成為的朋友，都成為精神上的寄託，非常

有助於排解生活上的孤單，面對這樣的孤單，蘇並未提到任何的怨言，

一切逆來順受，反而是從朋友教會團體中體會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

朋友」的溫馨，海外中國人社群也是靠著這股力量，彼此支持。對蘇來

說，特別是與各家庭單位的太太們走的很近，和美國人的接觸，則僅止

於鄰居平日的寒喧。蘇認為自己的個性比較內向，主動認識朋友較為不

易，再加上語言的障礙，要和美國人交朋友更難了。對蘇來說，這一切

都像是必然的道路，凡事也就這樣順理成章、按部就班的走了過來，就

這樣接受了生活中的一切，本本分分的扮演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滿足於

現狀，認為自己很幸福，而先生小孩和其他有類似經驗的媽媽們，就是

蘇生活的全部，而對於美國生活的看法，則是帶來生命的成長： 

 

在台東教書，生活很清閒、單純，久了之後也很無聊，美國比較open ，

到美國來，成立自己的家庭，也要一些時間調整。好像一下子就要 grow 

up 起來，女孩子新婚時，難免要一些時間適應男方的家庭，尤其是男方

的家庭又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但是來了這裡，就不要抱怨，就要

抱著既然來了，就要想辦法克服面對問題，不要一天到晚說，早知道就

不要來了之類的話。當然人多少 up and down ，有時候會突然覺得，我

來這裡幹什麼，但一段時間又好了。 

   

    在訪談過程中，蘇對於每一個曾經發生的故事，都可以巨細靡遺地

詳述，就像是打開生命百寶箱一樣地，細細品嚐著曾經為先生小孩所付

出的每一件事情，事實上，這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剛開始對於小孩的教

育方式，還是較為中國傳統的，例如：捨不得小孩哭，小孩一哭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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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卻越哭越多，讓蘇夫婦兩神經緊張。在老美小兒科醫生建議，應採

取哭時不理他的政策之後，漸漸的受美國教育觀點的影響，先生的教育

方式偏於美國式，在這過程中，夫妻兩人在教育上也認同於美國而積極

涵化（acculturation），遂放棄過於保護孩子的方式，學習美式的放任發展

(let go) ！兩夫妻從一開始，就希望帶領小孩往融入美國社會的路上走

去，包括語言和思想的訓練，都希望將來能讓小孩在美國人的圈子中佔

有一席之地。但並不是全盤西化，認為中國父母對小孩的紀律要求

(discipline) 還是非常重要。例如，小孩求學過程中，美國同學的父母，

只要求小孩能盡力(do the best) 就好了，但中國父母還是希望小孩能夠追

求完美(do the perfect)。準此可知，蘇夫婦倆對小孩的期望之高！而為了

打入美國社會，一方面要學習美國人的語言思想，一方面還得加上中國

人的勤勞努力，用盡苦心的背後是望子成龍的宿願。透過這樣的教育原

則，小孩的人格所顯現出來的，仍偏美式的行為作風，從蘇談這一段故

事時的語氣看來，她一方面以小孩的成就為榮，一方面又在小孩美式作

風之下，看到親戚不太叫人的行為，顯得若有所失。身為一個中國媽媽，

心理上仍希望小孩能在中國人的圈子裡，在親戚朋友面前得到認同與讚

賞。然而，小孩能得到美國社會中所認可的成就所帶來的驕傲，仍是勝

過一切的。也因為蘇夫婦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美式的，在認同上，小孩認

為自己是美國人，蘇認為如果不讓小孩認同自己所生長的地方，小孩會

覺得很困惑甚至很痛苦，但蘇對自己的認同則是「從台灣來的移民者」，

家裡的擺飾還是很重的中國風。儘管如此，在心理上還是認定美國才是

生活歸屬的場域。她認為既然已經搬到美國來了，就要認同這裡的社會，

否則會很痛苦。 

   

    由於先生、小孩幾乎是生活的全部，對蘇來說，生活上最大的壓力

來自與先生的口角或小孩不聽話。除此之外，滿足於生活上的一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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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經到小孩的學校擔任義工以及助教(Teacher Aid)，是她外於家庭生活

中較有趣的一段經驗。雖然時間並不長，在學校中所觀察到的美式教育

法也進一步奠定了蘇教育小孩的觀念，即使到學校當義工的本身之出發

點也是為了小孩，能因此得到學校老師對她的肯定，也是在教育自己小

孩之外的一大成就。 

   

    只是蘇的大女兒，在認同美國社會的心態下，繼續成長，暑假過後

就要到 Boston 唸麻省理工學院(MIT) 。對蘇而言，自己的女兒能唸名

校，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但也發現自己的小孩越大越有優越感，甚至

漸漸和中國父母的文化特質格格不入。在外面的表現非常優秀，但不希

望母親到其工作的場所探望，因為怕被同事朋友看到她的中國父母傳統

作風中，特有的殷殷囑咐的一面。這對蘇來說，卻是在這「與有榮焉」

的背後，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是蘇在感傷之餘，還是與女兒溝通，告訴

女兒自己被傷害的心情，蘇認為和孩子溝通，多少還是有用的，女兒也

的確開始懂得設身處地為媽媽想一想，對蘇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安慰。 

     

    蘇全心全意地照顧家庭，無怨無尤，從來沒有懷疑過擔任一個賢妻

良母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可以說是實現了一般中國人對於傳統婦德的形

象。在族裔的認同上，也像對扮演好妻母角色的信念一樣，單純而堅定，

抱著「來到美國，就要認同美國社會」的信念教育下一代。從頭到尾，

或許在心情上有所起伏，卻未顯衝突或掙扎，她應付詭譎多變社會的方

式則是「以不變應萬變」。直到女兒所顯現出獨尊美式文化的態度時，受

傷害的蘇，仍不曾懷疑過往的信念是否有不妥之處，她始終認為作父母

的，對自己的孩子仍應循循善誘不能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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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最後一個問題，問及當孩子都長大，不需要母親時，她要如何

安排自己的人生？她沉默了許久之後，回答說，我現在還不知道，總會

有事情可以作的，種種花、做做家事、看看報紙什麼的 …..從蘇的身上，

我們看到了一個中國媽媽的韌性，不管在什麼環境之下，為了孩子，一

切困難都可以克服的。她的存在也因此是附屬於丈夫及子女的需求而存

在，值得進一步省思的是，當丈夫和子女有一天不需要她的付出時，是

否正是她可以為自己的志趣展開追尋的開始？準此，對蘇的人生規劃是

值得進一步觀照與關心的。 

 

4 甜，家庭主婦，5 個青少年的代理母親，43歲 

    甜今年 43 歲，居於美國西岸聖荷西，(San Jose)，也就是矽谷，來

美國主要是因為配合婚姻，至今已經十七年了。剛到美國時，對新大陸

非常憧憬，甜當時並沒有立即找工作或進修，每天的日子就是等先生下

班。而在美國的日子，由於匯率的關係，在經濟上相對變的拮拒，加上

因為剛開始沒有朋友，生活很孤單，整天沒有人可以說話。相對於在台

灣時，不論上美容院或是逛街、喝咖啡等活動都很方便的生活，新大陸

的生活幾乎是沒有樂趣可言，與預期的憧憬，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剛

開始心情很低落。對甜來說，由於與預期的落差太大，剛開始的生活適

應可以說是一段陣痛期，非常懷念台灣的生活，每天都想回台灣，回到

自己熟悉又可找到快樂的生活模式之中。特別是甜在台灣時，求學過程

非常順利，一直是名列前矛，由於生活相對優渥，且因為表現一直很優

秀，不論工作或求學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挫折，準此，剛到美國的衝擊，

顯得更難以忍受。在這個階段，先生扮演非常支持者的角色，因為甜的

心情非常不穩定，先生在很重的工作負擔之外，花了很多的時間、功夫

以穩定甜的情緒。甜日後對於先生這段時間的支持非常感激，也奠定了

甜將來希望對此有所回報的心態。爾後，漸漸地開始習慣美國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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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於美國的教育、交通及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制度，越來越欣賞，甜

準此進入了另一個對兩種不同文化反省的階段。雖然仍很懷念台灣的生

活，在漸漸習慣了美國生活的模式後，也碰到諸如種族歧視等問題，但

已經脫離了處處挫折或沮喪的日子，在當地中國人自成一格的社會中，

生活也過的平平順順。相較於琪、芬、玲，甜初到美國時的生活衝擊最

大，然而一旦克服了心理上的衝擊之後，甜開始繼續求學，選讀和芬、

玲一樣的電腦科技業(computer science)，作為打入當地社會的基礎，準備

積極涵化於美國文化。 

   

    工作之後，面臨了第二次的衝擊，在老美的公司上班，因受到歧視

以及語言能力的限制，諸如妨礙升遷，以及老美習慣上較為信任同為老

美的員工等等事件，在工作上頻頻吃暗虧，再度陷入低潮。從此，甜才

開始真正面對美國社會的挑戰。在老美公司任職時，一直無法改善工作

上非常不平等的待遇，最後離開老美公司，而與先生自組公司。從這個

階段開始，才在婚姻關係中，扮演起支持先生的角色，共同奮鬥，也開

始了甜對先生多年來支持的回饋。由於創業維艱，除了工作時間長，工

作壓力大的負擔之外，在工作上尊重先生的決策權，完全以先生馬首是

瞻，在生活裡可以說完全沒有自己。甜與先生的革命情感，也在此奮鬥

時期根深蒂固。一方面，由於工作太拼，一方面沒有時間，一直沒有小

孩，甜的婆婆有一段時間還建議甜及先生收養一個小孩，以便符應傳遞

香火的傳統。甜夫雖喜歡小孩，但當時實在沒有時間與能力顧及，一方

面也尊重甜不想要小孩的意願，委婉的拒絕了婆婆的建議。透過甜先生

的支持，甜是受訪者中，唯一能保有自己的母職選擇權且不受香火意識

制約的台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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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隨後在先生的公司與其他公司合併之後，回到家裡，過著自稱的

半退休生涯，作些股票投資。一方面配合公司的人事變動，一方面長久

下來，在緊張壓力，隨時枕戈待旦的日子裡，覺得精疲力竭，很想好好

的休息一段日子。此時，在經濟上已經脫離了剛到美國時的捉襟見肘，

社會地位和名利都有一定的水準，覺得自己也應該對親戚朋友們回饋。

同時，剛好兄弟姊妹處於新移民階段，一方面希望把小孩放在美國，接

受美式教育，男孩則希望免於兵役，一方面為了負擔美國西岸高消費的

生活，又必須繼續在台灣賺錢。此時，極需要一個對於當地社會很熟悉，

又有能力給予小孩幫助和輔導的人選，代為照顧。甜與先生，就在這樣

的情況下，成為五個青少年（15-18 歲），也就是所謂的小留學生之代理

父母親。 

   

    只是，剛開始以為只是在兄弟姊妹青黃不接的階段，短期照料，沒

想到事情後來變成是，小孩的父母們一直沒有辦法在加州安定下來，就

把小孩繼續寄放在甜的家裡至今，準此，原本預期的短期幫忙，遂成為

長期的照料，對於從來沒有母職經驗的甜來說，照顧五個青少年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代理母親和母親的角色與責任不同，但是甜很盡心盡力地 

照顧好每一個小孩，但是這個時候的小孩，各自有各自的問題，並不是

單純地照料生活所需即可。 

   

   自己的父母親都不在身邊，小孩有情緒困擾， teenager 對人生有很

多很多的疑問，因此有許多的個案要處理。第一批小朋友花很多時間（花

了許多時間了解美國教育系統，和老師很多的interface，得獎或畢業典

禮都參加，不希望小孩有那種「大家的父母都來了，我的父母沒來的心

情」，所以就盡量配合學校各式各樣的活動，學校的方式就教小孩子手抄

邀請卡，父母會不忍心去，父母如果去的話，小孩可以加分。在台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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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生父母親也不一定會如此 devoted ，覺得作的很多，但和一個 real 

mother比較起來仍有很大的不同， real mother is trying to cover 

everything ，我應該是一個輔助媽媽，她媽媽 help 不到之處，由我來

take over，等到小孩越來越多時，比較像 boarding school ，就比較

沒有那麼積極。第二批的小孩剛來時，一天到晚想玩，美國比較沒有辦

法provide 那麼多的機會可以玩。在物質上盡量support ，但小孩仍然

不 appreciated ，因此 feel hurt，feel frustrate。 當顧及小孩會

很懷念以前的enviornment，開很久的車，去吃台灣小吃，他們還覺得不

道地，甚至拒食，很hurt，很 frustrate。在這個困擾裏，suffer 很多，

花了很多精神，但回報很少。之後態度上有些修正，不再那麼detail take 

care 小孩的種種需求，而只掌握大原則，生活細節部分，則透過家庭會

議的方式和眾小孩討論，生活規約達成共識之後，雙方共同遵守。情緒

上適應的問題，要讓小孩自己去想辦法。 

  

    即便如此，甜總是在小孩需要時，打起精神來犧牲許多的時間、睡

眠、自由，其動機還是一樣單純的只是想要作些回饋，希望能讓眾小孩

在初到美國的階段，打好學業上及生活能力上的基礎，在將來適應美國

的日子裡，能更為順利，心態上頗有甜的先生當初無悔地照顧甜時的影

子。雖然照顧小孩的過程很挫折，但並不想因此放棄，只是盡量要求雙

方作調適，心情漸漸地不再被小孩的情緒所牽動。當朋友們以「偉大」

二字形容甜的壯舉時，她很高興能夠跨出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大步。 

 

     從剛到美國的衝擊，面對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挑戰與萃練，堅持自

己的母職選擇權，到擔任起五個青少年的代理母親，一路走來，就像甜

所說的「十七年來，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衝擊與轉變。」如果讓她再選

擇一次，她還是會選擇同一個先生。異文化的衝擊表現在甜身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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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生更緊密的革命情感。這一切的艱難日子，沒有先生無悔地支持，

她可能會沒有辦法順利走過來。 

       

5 怡，職業婦女，尚未為母，30歲 

   怡今年 30 歲，從 5歲開始就對於服裝設計抱持很大的興趣，在台期

間的教育過程中，表現一直非常耀眼。而來紐約就是為了追求世界級優

質的服裝教育，希望同時藉此訓練自己獨立，準此可知，怡在初到美國

時，自我實現動機旺盛。怡認為自己適應力很強，不論是語言、課業、

交友等方面，相較於其他留學生而言，剛到美國，在適應上幾乎沒有困

難，生活衝擊也不明顯。一方面在紐約原本就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大都會，

平常各族裔的人也很習慣和不同面孔血統的人接觸，不斷地遇到文化差

異已經是當地人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黃種人在當地又是一大族群，生活

上雖與其他族裔難有深交，卻也不致有所衝突。另一方面，自己的個性

乃屬樂天派之「神經大條」型的人物，凡事不會鑽牛角尖，對於週遭發

生的事通常也後知後覺，再加上原本是英文系背景，語言上沒有困難，

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對於父母親情的眷戀。 

 

    投入工作之後，怡面臨了夢想與現實的差距，工作上的壓力讓怡有

機會重新丈量夢想的內涵。怡在職場上工作四年之間，不停地拼命追求

表現，也為自己爭取到了相當的地位，但是過度消耗精力、智力以因應

極為競爭的場域，使得怡目前的倦怠感遠大於成就感，和當初來美時，

追求遠大夢想和旺盛的企圖心，形成強烈對比。每當怡的創意作出成品，

而得到市場銷售的肯定時，雖是工作上最大的成就感，怡卻因為長期以

來，必須付出太多心力以換取成就，而感心力交瘁。成就動機對怡的激

勵越來越薄弱，漸漸地被倦怠所取代。在工作上，怡認為所謂的「玻璃

天花板」（Ceiling）的確存在，但未必見得是來自對於族裔或女性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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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是自己受儒家教育文化包袱建構的個性影響所致。怡認為在工作

態度方面，比一般美國人更為謙讓、善良，難以拒絕不合理的要求，許

多需要出風頭，盡量表現的場合，又因為太過謙讓而顯得不夠出色。然

而，怡也認為，這種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她也認識許多來自其他國家，

諸如日本、韓國等，亦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同事，卻可以擺脫過於謙讓的

性格，表現突出，對她們來說，所謂的「玻璃天花板」(Ceiling) 可能就

未必存在或成為困擾，怡認為這只是自己的個性不夠積極進取(aggressive)

的緣故。從工作壓力和 Ceiling 的存在兩方面來看，工作對於怡來說，不

再是那麼重要的目標了，給予她最大滿足的來源，也不再是職場上的夢

想，反倒是家庭生活的樂趣。 

 

    相對於怡謙讓的個性，怡的先生是個非常積極爭取自己權利的人，

兩者在個性和生活習慣上堪稱互補，在婚後其對於怡的照顧，使得怡頓

時感受到一個人單槍匹馬在美國充滿競爭環境中廝殺的辛苦，終於可以

透過婚姻，與先生共組家庭後，得到慰藉而鬆一口氣。同時，也在工作

上產生倦怠感之後，有一個可以退守的地方。在家務分工上，先生認為

家是兩個人的，應採取平均分擔(half-half)的分擔。因此，怡在家庭主婦

的角色上並無明顯壓力。在婚姻中，主要的壓力是先生因為佔有慾強，

只想過兩人世界的生活，不希望有別人介入，甚至不太願意與怡的家人

互動。對於很重視朋友親情關係的怡來說，這是在婚姻裡主要的困擾之

一。怡也曾和先生溝通，但發現太逼(push) 只有反效果，只好靜待先生

隨著時間的經過，能夠漸漸地接受怡婚前的親友圈，怡相信，這個問題，

假以時日是可以克服的。另外，一大困擾，則是傳宗接代的壓力。怡並

不太想要小孩，認為生養下一代是很大的責任，覺得自己都還不夠成熟，

對於帶小孩的事情也不確定是否可以勝任，但夫家家族卻基於傳宗接代

的義務準則，一定要怡產生下一代才算交差，結婚三年一直沒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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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已經表示需要作檢查，以確定身體功能的正常。怡認為，兩老年紀

大，盼孫子盼了很久，怡為了取悅公婆，雖然知道這不是一個充分的理

由，還是會遵循公婆的意願，完成這個「全世界」對怡一致的期許。怡

以「也許時機成熟後，自己就會想要小孩」的想法，作為符應他人期許

所作的母職選擇合理化，並說服自己接受的方式。 

 

    怡至今尚未有小孩，在對於教養態度的主觀認知上，有別於一般華

裔母親，則是屬於放任式的。既不會強迫小孩一定要有甚麼成就，也不

會逼小孩到處學東西，只為了比人強。若是小孩對某些方面有興趣，除

了支持之外，其他的都由小孩自己決定，只儘量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

性向，但不會有任何的安排或勉強。怡認為小孩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應

該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在這一點上，怡與先生並沒有共識，怡認為

將來在這一點上，可能要花許多的時間與先生溝通。在婚姻關係中，先

生立場通常都是較為強勢之一方，但是將來在教育小孩時，怡希望屆時

能有較多的堅持，依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小孩。在族裔認同上，怡不認為

會有什麼問題。哪一國人無所謂，只要是個對自己負責，對生命感到滿

足快樂的人即可。 

 

    由於怡在很小的時候，父母親經常分隔兩地，小時候常與母親過著

幾乎是相依為命的生活。怡一方面很想成為世界級的名設計師，而負笈

求學，一方面又難以釋懷離開父母的不孝情結，因此，在美國生活上面

對夢想和親情難捨間的矛盾，反而是心理上最大的負擔。但為了不讓父

母失望，這份情結同時也是督促自己面對生活挑戰的一大助力。怡來美

至今約有六年，也已經結婚，但對於離開父母親身邊的愧疚感，仍未曾

稍減。在東岸的生活及工作一切穩定之後，仍積極尋求移居西岸的機會，

即使就服裝業界而言，西岸的環境不如紐約也無妨。由於兄姐都在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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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也因探望兄姐而常跑西岸，怡在東岸的生活圈，則與家庭的連結顯

得薄弱。準此，怡服裝設計師的夢想實現之後，並不能真正給予她心靈

上的安定，與其原生家庭緊密的連結，才是終極的願望。只要有機會到

西岸，即使待在家裡不工作，怡也相信能因常與家人相聚而過很快樂的

日子。 

 

    從一開始，怡在美國的日子，生活適應上幾乎不存在文化衝突的問

題。直到投入工作之後，發覺自己擺脫不掉受儒家教育影響而內化的謙

讓性格，的確在工作態度上造成某種限制，深層的文化包袱才準此浮現。

然而，在職場上打拼多年後，職場成就對怡來說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怡

對父母親情的連結，方為在美生涯的最大的願望，直到事業與婚姻都步

入軌道之後，仍因希望盡量多與父母親相處，而將多年建立起來的事業

與家庭，整個搬到西岸，為此，甚至願意放棄在職場上的成就，只單純

地過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子。此時，怡重新發現，自己原來並不是一個企

圖心強的女性，反而是偏好居家生活的平凡女子。在婚姻生活中，和玫

一樣，除了「無後為大」的壓力之外，並無家務分工上的負擔，但是生

養下一代的選擇，卻也是符應家人期望的結果，且是即使越洋到美國，

也不可逃脫的義務。怡對父母的情感眷戀，及在婚姻中依賴先生的生活

型態，顯示出其家庭觀念的傳統性，但經過工作上重新反省儒家教育所

背負的包袱之後，遂反應在其對於下一代放任式的教養態度上，希望下

一代能成為對自己負責但充分享有自由的獨立個體。 

  

6. 玲，職業婦女，已為母，育有一女，12 歲以下，40歲 

    玲今年 40 歲，女兒 8 歲，到美國已經邁入第十六個年頭，現居於

加州矽谷，在工作上成就很高，任職於當地頗具規模的一家美國電腦公

司，擔任資深程式設計師 (Senior Programmer)，就技術領域，主管位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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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學時代認識現在的先生，在台灣結婚，先生先到美國求學，隨後

就跟著來了，屬於被婚姻安排型，因此，當時，她的移居是為了配合先

生，同時也成為她選擇未來規劃的一個可能管道。來到美國之後，便準

備進一步攻讀碩士，選擇科系時，主要的考量因素，是此科系在美國的

出路，和玲之前在台灣所學完全不同領域。準此，玲的規劃反應了，要

在美國安身立命的打算，也就是說，當面臨生涯規劃的抉擇時，是尋求

能在此地生存的途徑為優先考量。事實上，中國人在矽谷的勢力，主要

是靠在電腦科技等相關領域的優勢而來的，隨後留美的留學生，也形成

了一股複製原有中國科技圈勢力的壓力，使得矽谷像一塊磁鐵一樣，吸

引越來越多的華裔技術人才，另一方面，若無法將自己訓練成技術人才

的留學生，在此地也很難找到好的工作，而難以在美國繼續發展。這也

是玲之所以選擇唸電腦科技業(Computer Science) 的背景因素。 

     

    玲的個性溫婉、和善、謙讓不失開朗，對目前的工作充滿熱忱，生

活上最大的滿足主要來自工作上的成就。她認為，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

時間、自己的規劃，不能只在家裡作全職媽媽，如果全世界的女人，都

將全副心力放在照顧家庭和小孩的身上，人類是不會有進步的。因此，

玲的內在存有強烈自我實現的慾望，並且全力地追求之。另一方面，她

也認為，生小孩是女性天職的一部份，不論在工作上的成就如何，小孩

好像還是不能不生。此時，玲在強烈追求自我實現和對工作熱忱的同時，

也受傳統的觀念影響，將「作母親」視為女人天職的一部份，她認為這

個觀念，一方面是自己如此認同，一方面是來自家人的期待，也就是說，

符應家人的期待，對她亦產生了價值觀與決策制約的壓力，準此成為中

國女性受到制約的最主要來源。當時，作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工作上的

壓力很大，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連睡眠的時間都不夠，生小孩和養小

孩的負擔，很可能會無法承受。隨著結婚年數增加，開始受到夫家與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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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在台灣）雙方長輩與親戚的壓力，所以，即使工作負擔很重，仍

然，硬著頭皮準備生小孩。準此，表現出中國女性的韌性。 

     

    玲的先生是非常傳統的大男人，工作性質和玲類似。他是家裡的獨

子，排行第八，上面有七個姊姊。他認為家裡的事情，都是太太的事，

包括所有的家務、煮飯、帶小孩。玲的先生，之所以完全不認為有幫助

太太的必要，主要與其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有關。而造成玲生活重擔的

主要原因也是，先生的大男人姿態，以及玲的退讓策略，如果不如此，

似乎只能放棄婚姻了。因為他是獨子，特別是生了七個女兒之後，好不

容易得的獨子，家裡又是地方上的望族，從小就過著幾乎是小王子的日

子。因此，玲生了小孩後很吃力，原本就很吃重的工作，再加上小孩的

事情，幾乎都在她的肩上，在此情況下，她並不考慮將工作辭掉，減輕

壓力。因為，工作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活泉，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另一方

面，全職媽媽的日子，對她來說，是一段很痛苦的經驗。舉例來說，在

產假期間，她全職照顧女兒，每天只要女兒一哭，就會非常緊張，常常

為了該吃奶的時間到了，而女兒怎麼樣也不肯吃的問題，心力交瘁，這

時，想辦法讓女兒乖乖地吃奶，對她來說，比解開一道複雜的電腦程式，

還難上好幾倍。和琪不同，女人應該要生小孩的觀念不像琪那麼強固地

內化，而只是符應別人的需求，因此，非常痛苦。為什麼她不能依照自

己的意願行事呢？。而那段時間，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圍著女兒打轉，沒

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作，對她來說，那些沒有成就與滿足，只有沮喪

和憂鬱的日子裡，非常煎熬。直到恢復上班後，情況才好轉。之後，她

白天上班時，將小孩扥給學校，特別為職業婦女(Working Mom) 設立的課

輔扥兒所(after school teacher)，但是只到晚上六點，學校規定，如果超過

六點來接小孩的家長，必須罰錢，遲到一分鐘罰一塊美金。這對她來說，

也是另一項嚴酷的考驗，這意味著，不論她的工作如何忙，是不是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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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半，是不是程式剛好寫到一個段落，都必須中斷，趕去接小孩，任

何未完成的工作，在接完小孩，回家煮完飯，直到小孩上床睡覺後，再

繼續奮鬥，通常都是挑燈夜戰，明天一大早，又得將女兒打點好後，立

即又往公司奮鬥。而此時，她認為先生主觀強烈的個性，根本無法溝通，

是不可能要求他分擔任何她身上的重擔的，她也不好意思麻煩朋友，因

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和朋友之間，平常也沒有太多的互動，

就這樣，她選擇一肩挑起，工作和家庭對她的期待。對於先生的態度，

玲是不滿意的，她認為這種情況下，除了一肩挑起外，別無他法，辛苦

也很無奈，同時，這也為她的婚姻生活，植入了難以預期的危機。之後，

當又有長輩向她暗示，可以再接再厲生第二胎的時候，她堅決地反對了，

這次她決不會棄守這個原則，任何的壓力和制約，都再也不能說服她選

擇生小孩了。 

     

    與女兒的互動上，只要能夠照顧基本的生活起居就好了，事實上。

也沒有太多的精力為她安排很多教育性的活動，例如：學各項才藝，在

功課上，只要能有中上的水準就好了，不一定要像她其他的華裔同事那

樣，要求小孩一定要名列前矛等等。玲在教養女兒的態度上不像一般華

裔父母般投入大量的心力，主要是不堪負荷，一切「順其自然」的態度，

對她、對女兒、對先生都是一個比較輕鬆的策略，事實上也是她「不得

不」的策略。她認為，小孩將來走的路如何，是她自己要去經歷的，做

人父母的，只能提供基本的幫助，即使為子女安排好一切，也未必會快

樂。對小孩的教育，只有一件事是絕對要學的，就是中文。她的女兒中

文講的非常好，一點都不像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就是玲堅持的結果。

因為，她認為即使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小孩，仍然跳不開華人的皮膚和血

液之屬性，她不能讓她的小孩長大後，無法找到自己的定位。由此可見，

在美國生活多年，玲的民族認同取向仍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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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適應方面，她認為在美國生活，凡事必須自己來的習慣，讓

她培養了更獨立的個性，不再像在台灣的時候，可以作一個嬌嬌女。這

對她來說，是一種成長。準此，呈現了她對於在美國生活的肯定。因為

加州矽谷中國人非常多，中國式的食、衣、住、行隨處可得，在工作場

合中國人的勢力頗為舉足輕重，白人也禮讓三分，大家相安無事。她認

為在加州幾乎沒有文化衝擊可言，也從來不會想到要打入白人的圈子，

因為在中國人的圈子裡已經可以生活的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對於美國

各種制度尊重人權與隱私的態度，非常欣賞，現在要回台灣過日子，反

而非常不習慣，因此，玲在日常生活的場域中，儼然成為思想很「中國」，

生活很「美國」的獨特型態。 

     

     玲在「傳統對母職的期待」與「追求自我實現」之間，選擇母職的

代價難以估量，主要的關鍵是丈夫的態度，如果先生願意分擔一點，便

會好一些。有趣的是，在先生認為沒有分擔必要的情況下，玲所選擇的

因應之道，是一肩挑下重擔，雖非無怨無悔，卻也無奈地接受了這個難

以承受的擔子。因此，玲在角色與人格上的衝突，幾乎是兩極化的。那

麼，能夠支持她維持偌大衝突之間的平衡點的力量是什麼呢？就她自己

所言，是工作上的滿足感。也正因為如此，她的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能放

棄的，她用「工作」這個沉重的負擔，來平衡「母職」這個不得不的任

務。而跨文化情境，對她來說，除了下一代的民族認同，是需要事先防

範以外，並未呈現文化衝突或生活不適應的困擾。 

 

 

 

 

7.芬，職業婦女，已為母，育有一子一女，女為12 歲以上，子為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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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42 歲 

    芬今年 42 歲，現居於美國加州矽谷，育有一子一女，女兒已經唸相

當於台灣的國中(Junior High School)，兒子還在唸小學，但因必須不斷地

往返各地進行治療，幾乎改變了她的一生。目前從事電腦工程師的職務，

已來美國 17 年。大學畢業後，在台灣換了幾份工作，老闆對她非常賞識，

因芬的自我期許相當高，是個完美主義者，在工作上，她並未因老闆的

賞識得到滿足感與成就感。富正義感的她，對於當時台灣的風氣，許多

地方看不慣，特別是職場上、商場上，男性習慣上酒家談生意等風氣，

非常不以為然。儼然是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不滿情緒的典型，認為在此地

並不會有什麼發展，出國求學，也就因此成為一個尋求更好生活的抉擇。 

     

    如上述，芬的個性追求完美、不服輸、富正義感、更富冒險精神、

充滿活力，剛到美國的她，不但沒有文化適應的困難，反而非常開心，

浸淫在幅員廣大，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好玩、有趣的事情中，其樂融融。

對芬來說，台灣的了無新意和美國的充滿挑戰，形成強烈的對比，也突

顯了芬的現代性格特質。在美國唸書時，認識了現在的先生。選擇科系

的考量與玲類似，電腦科學並非所學專長，全因應此處生存所需，由此

可知，芬也有在此長居久安的打算，再度呈現了，中國人在美國選擇安

身立命的模式。婚後的生活，漸漸與剛來美國時的充滿希望產生歧異，

產後繼續攻讀學位的時間過的很辛苦，一邊唸書、一邊生小孩，因為一

方面要唸書，小孩就先由媽媽帶回台灣，等拿到學位後再帶回來，這對

她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她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又重新找回「自

己的孩子」，她自稱自己是一個「為母則強」的典型，為了小孩，她可以

將自己的潛力激發到極限。準此，芬的母職使命感，讓她覺得，未能在

小孩最需要媽媽的時候，給予她一切最好的照顧，而全力完成學位，是

她的過錯。芬追求完美與挑戰的現代性格，在母職的概念上，仍深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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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價值觀的影響，認為作母親是女人的天職。 

     

    至於與家人互動的方式，她認為，先生常把「愛老婆」掛在嘴邊，

喜歡帶她吃大餐，對她的實質功效小於她先生確實為她作些家事，例如

吸塵。問題是，先生就偏偏不會以她最需要的方式，例如：作家事、減

輕她的負擔，以表示他的愛與關懷。芬認為，中國男性像是腦中缺少一

種幫太太作家事觀念的程式（program），從小受原生家庭重男輕女的影

響，對於性別分工的分際，已根生蒂固，即使偶一為之，也是因為取悅

太太，難以養成習慣。婚姻生活的認知差距也因此而生。芬曾經問及先

生，你給我們的婚姻打幾分？先生回答： A+，芬表示，但是我覺得是  

F ！同樣的婚姻有兩種極端的評價，主要也是對於性別分工的認知差距

所致。在改變不了先生的情形下，芬所選擇的因應之道，與玲不約而同

的，也是一肩挑起。傳統性別分工之價值觀所產生的生活壓力，遠勝於

文化差異之衝擊所產生的壓力，芬和玲的「退讓」策略（即一肩挑起重

擔），為她們在性別分工的衝突中找到平衡點，也在這個決策裡加深了自

己肩上的擔子。 

     

     在工作方面，芬和玲一樣，不願意放棄工作。一方面，沒有雙薪在

矽谷(Silicon Village) 很難生存，一方面萬一婚姻有什麼變化時，也是為

自己留一條後路，但是，芬在工作上的企圖心，漸漸受到美國文化的影

響而有所改變： 

 

工作不要太拼，能在適當的時候休息是很重要的，沒有太多患得患失的

心情，如此生活反而比較開心，努力工作的事，交給老公去做，我只要

part time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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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將工作擺在第二順位的心態，與當時來美國的冒險性格迥然不

同。事實上，也反應了芬在吸收美國文化與家庭生活上的重擔的雙重影

響下，價值觀改變的過程。準此，中國勤奮節儉的倫理，已在芬的身上

漸漸鬆動。有趣的是，當芬對於中國文化價值觀，抱持越開放不固著的

態度，越能進一步發現美式生活的正面價值並且與之融合。與玲不同的

是，她的生活很美式，思想也漸趨美式。 

 

     由於芬所選擇的地點也是矽谷一帶，屬中國人勢力範圍，再加上芬

初至美國時的冒險性格，生活適應地非常好。但芬也曾經對於是否留在

美國猶豫不決，特別是美國的生活和婚姻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時，

就有回台灣的念頭。覺得雖然適應生活沒有問題，但這裡畢竟不是自己

的根，她曾經為了「死後要埋在美國，還是埋在台灣」而困擾。這反應

了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人」的歸宿容易，但是「魂」的歸宿怎麼安

排？準此，在芬的潛意識裡，仍然難以對美國認同。但是，這樣的憂慮

與猶豫，卻在小孩的身上找到了答案： 

 

小孩需要 special education ，在美國較能提供好的environment ，在

這裏還有可能有 future，法律注重人權，非常照顧特教小孩。在台灣，

則無法提供相同的照顧，所以決定留下來，一方面到處找很多的 

resource， 到處找相關的書，一方面和人不斷地打交道，自己也在這過

程中 improve 很多，終於融入了美國社會。 

 

    芬的小孩，對於特殊教育的需求，因此成為芬進入「回升與重建」

階段（詳如後述）的主要關鍵，透過為小孩著想的母性使命感，讓芬一

併解決了「人」與「魂」的歸宿問題。中國母親與子女之間的親子連帶，

直接扣緊「為母者的靈魂」，也激發了中國女性的韌性。在確定去向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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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漸漸肯定美國社會的正面價值： 

 

在美國，比較有發展性，雖然工作上較為 high level 的，大部份是老

美，老中管人還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有能力，不需要太多的人事背景，

仍然是有前途的。另外， 在這裏，法律保障女人。離婚後一半一半，小

孩default 給媽媽。但在台灣， 離婚後什麼都沒有，女人只好忍氣吞聲。 

但是，中國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還是 carry 很大的負擔。（老美比較

會分擔家務，照顧小孩）。 

 

   基本上，芬的適應大致符合了「異文化 U 字適應過程」：1.起點 -搭

上飛機到抵達美國的這段時間，充滿了幻想、樂觀與興奮，雖然對陌生

仍有一絲害怕或擔心，然身邊全新的世界都新鮮而有趣。2 往下滑落- 一

但接觸真實的環境，屬於幻想的部分，開始面臨考驗，以前沒有預料到

的問題，像地雷般埋藏在日常生活中，一觸即發。c 摔到谷底  -生活上、

課業上充滿了挫折，令人沮喪的事，面臨新文化不同的價值標準，身處

在一個時時必須戒備的緊張狀態，明顯的癥狀有焦慮、無助、易怒、失

眠、沒耐性，想退縮回熟悉的環境。d 回升與重建- 與新文化接觸一段時

間，了解到其中可取的部分，學習到母文化未曾教導的經驗，逐漸適應

新文化的價值與法則，重建愉快的感覺（余德慧，顧瑜君民 80）。有許多

人並未能走過整個過程，可能在第二或第三的階段就失敗了，而變成退

縮或抗拒的生活。就芬來說，她不但順利的走過整個週期，且適應週期

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之主要原因，仍是她不服輸的個性，以及她的母職

使命感使然。在受訪者之中，她所受的挑戰最難，但卻融入美國社會最

為深入。 

第四章、訪談結果建構- 當台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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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職建構遇上邊緣化文化適應 

     
     本章自移民動機、文化適應、母職選擇、教養態度、生涯規劃等面

向來討論當台灣之母職建構遇上邊緣化的文化適應的因應策略，目的在

於以移民為起始點，鋪陳受訪者與筆者互動的訪談過程中，所建構的訪

談文本，以符應研究方法之章節中，所提到之立基於資料的紮根理論： 

 

第一節、 移民動機-  
        中國家庭文化與自我實現的十字路口 
 

    對先進國家的憧憬，或者對於現狀的不滿足，台灣以及各開發中國

家之知識份子，向美國等先進已開發國家之移民潮，方興未艾。移居先

進國家，象徵了一個「夢土」，一個可以實現夢想的國度，或擺脫心中不

完美社會的跳板。準此，在生涯規劃中，考慮異國移民或留學，其背後

的作用力，以高度成就動機為其主要因素。成就動機程度與受教育程度

成正相關，受高等教育者在教育排序上位於相對優勢，在本國社會能取

得高所得或高社經地位之職業的機會亦處於相對優勢。但高教育程度者

所處之相對優勢，遇上美國以吸收優秀人才為職志的國外留學生政策與

研究環境，使得高教育程度者具有心響往之的條件，遂推波助瀾而成優

秀人才外流的動機。留學，不論男性或女性，都是生命中的一大轉捩點，

台灣女性在此過程中，因為傳統性別分工的壓力，乃在追求自我實現的

縫隙中，呈現了異於男性的另一番面貌。最明顯之處，則是女性傳統上

對於家人需求的考量。女性為何會形成異於男性之於家庭需求之考量，

與中國女性的生涯觀息息相關。家庭需求之於女性的負擔來自於中國女

性的家庭觀。 

家庭需求-求學與照顧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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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求學，順便陪很小就來美國的弟弟（玫）； 

        

        玫在台灣的時候，是在高等學府佔首席地位的學校就讀，留學風氣昌

盛，留學儼然是順理成章的規劃，同時也符合自己「繼續求學」的成就

動機。身為長姐的玫，弟弟很小的時候，就已經來美國，因此，玫的留

學規劃，包含了「照顧弟弟」的責任，在異鄉共同生活的姊弟，姐代母

職的模式成為玫理所當然的負擔。中國女性的生涯觀中「長姐如母」的

觀念，顯示出中國家庭結構中，以「父子倫」為傳承軸心的產物，女性

在家庭的地位，基本上是依附而從屬的。隨著社會變遷，家庭傳統觀念

在現代社會中亦有所轉型，但深值於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所發展出來的

人格特質，仍在中國女性選擇生涯規劃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家庭連帶-探索未知領域與榮耀父母 

    一方面滿足探索未知的領域的憧憬，一方面回應父母的期待與榮耀（琪）； 

 

    在琪的動機中，留學美國主要是為了滿足「探索求知的領域」，充分

表現出高等教育者的成就動機。琪在求學過程中，一直名列前矛，其中

主要的內在動機，也和符應家人需求息息相關。在家排行最小，於來美

初期，她並未背負照顧家人的義務。琪在家裡並沒有因為身為女性而處

於從屬的地位，反而是備受寵愛的「小妹」。在她身上，仍可見另一類型

之中國家庭結構對學子追求自我實現的影響力。家庭的連帶作用，表現

在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子女以「負笈求學」作為榮耀父母的方式，也反

應了中國人「大孝尊親」的情懷。中國人的「香火意識」使得為人父母

者之人生終極目的，既不在於現世的榮耀富貴，也不見得是來世的寄託，

而是在於下一代的期待。子女是父母一生辛苦的最終目的，因此，對於

子女，在心態上除了強烈的依附之外，子女的成就也就是父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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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子女而言，夾雜著報恩與孝順的義務，不為個人也要為家族的心態，

形成積極向上的動力。 

 

    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照顧與依賴的習慣，是儒家倫理中的主要環節。

強固的家庭連帶關係和長幼有序的家庭倫理，與中國文化千年來的發

展，息息相關，諸如長姐如母或長嫂如母的自我期許，直到現代的今天，

仍佔女性生涯規劃的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成員之間彼此照顧，呈

現了性別上的差異。女性的生涯規劃僅止於對個體自我未來的經營是不

夠的，家庭倫理的考量，呈現於女性對於原生家庭的眷戀和使命感，而

男性則得以在由女性照顧家庭之無「後顧之憂」的優勢下，實現個體的

夢想。 

 

    不同的家庭型態形成不同的家庭連帶作用。原生家庭的眷戀和使命

感，除了長姐如母的責任之外，亦可能表現在以個體的成就來成就父母

的期望。表現型態雖有差異，中國人對於家族成員之包容性，以及香火

意識所形成的代間延續性，卻共同指陳了中國家庭文化的特色。對於家

庭的連帶效果，以不同的模式深值於學子心中，離鄉背景反而使得在孤

立的文化情境中強化了家庭的眷戀。 

   

 家庭需求-配合婚姻  

 因為婚姻，來到美國，先生主要來念書，來此主要工作是家庭主婦。（蘇） 

     因為婚姻，配合先生，來到美國，剛開始生活非常無聊，很想回台灣。 （甜） 

因為婚姻，來到美國，自己也覺得糊裡糊塗地就來了。(玲）。 

 

     

    與玫和琪不同的是，蘇、甜、玲三者在來美時，已嫁作人婦，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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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責任，也不僅僅是內在的眷戀和使命感所能涵蓋的。為人女兒或

為人姐妹，與為人妻，在角色認同和期待上的落差，明顯地表現在走入

婚姻後的女性。此時，對於家庭的責任，來自「出嫁從夫」的必然義務。

準此，移居異鄉則是被婚姻安排的結果，而玲的說法，「糊裡糊塗地就來

了」，正反應了非自主性決定的心情。對蘇來說，一開始的認知就是「來

此作家庭主婦」。婚姻對於中國女性生涯觀的地位是「歸宿」。作家庭主

婦更是理所當然的公差。將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家人的需求上，也因此成

為她們毅然決然的使命，在此使命感的背後，隱含了另一種非自主性決

定的結果。  

 

    另一方面，在婚前就有機會來美的女性，仍然伴隨著自我實現的動

機，留學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自己的發展，家庭的照顧或眷戀則仍是次

要並存在緩衝的空間。因婚姻關係，選擇留美的女性，則不然。她們的

選擇是依附著先生的選擇，照顧與先生所建立的家庭，是主要的責任，

行有餘力才考量是否有另求發展的機會。是否能在照顧家庭之餘，有機

會在當地繼續求學，仍由先生或子女的情況來決定。中國家庭文化表現

在已婚婦女身上，是以女性的柔，配合男性的剛，作為婚姻調適或家庭

需求的模式，已婚婦女被期待為了先生和子女，處於犧牲奉獻，永遠待

命(stand-by) 的地位。在尚未能有機會發展自己的生活時，異地生活對家

庭主婦最直接的考驗，就是孤單和無聊，「剛開始的生活非常無聊，很想

回台灣」（甜）面對思鄉情緒最高的階段，走入婚姻後移居異地的女性，

是否能順利適應新生活，除了自己心態上的調適之外，先生的態度則具

有決定性的影響。對甜來說，剛到美國時，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等

待」，等著吃早飯，等著吃中飯，等著看中文電視節目，等著先生下班回 

 

家，等待著一個沒有目標，沒有未來的生活。她並沒有像蘇一樣，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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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式的奉獻犧牲之母性地位，無盡的等待卻也掏空了生命力。 

 

    經濟的獨立，對於女性在婚姻裡的地位有顯著的改善效果。為了配

合婚姻，移居美國的已婚婦女，初至美國時以家人的考量為先的處境，

在婚姻裡的地位便已預埋了不利的遠因。在心態上，移居美國的非自主

性動機，一方面容易使得婦女一到僑居地，就將全付心力依附於先生和

小孩身上，作為最終的依歸，一方面使得處於支援地位的母親，面臨對

陌生環境的調適困難。改善此情境的關鍵在於，婦女是否能繼續在當地

發展出自己的生活圈，例如：繼續求學或工作，尋求除了家庭之外的生

活場域，平衡壓力。 

 

改變環境-追求理想- 

紐約是服裝業的世界級重鎮，想利用紐約的環境，訓練自己獨立，成為

一級的服裝設計師（怡）； 

 在台灣換了幾個工作，覺得沒甚麼意思，就到美國試試看（芬）； 

     

        追求理想之另一種可能的心理機制，則是來自對現存環境發展限制

的認知。對怡來說，她很清楚地認知到，想訓練自己成為一世界級的服

裝設計師，待在台灣是不夠的。因此，求學只是一個生涯規劃的中介點，

成為優秀的設計師才是遠程目標。對芬來說，初期並非具有明確的生涯

目標，「在台灣換了幾個工作，覺得沒甚麼意思」，但在職場上，幾經嘗

試後，未能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環境，而心生移居之意。兩者於初至美

國時，皆屬未婚，也皆未負擔任何照顧家人的責任，只是單純地為求發

展而來。準此，女性角色的壓力，因未涉及家庭負擔，而不顯著。就現

代社會之高教育程度之女性而言，已具有透過留學追求理想，跳脫原有

社會對女性刻板限制的窠臼之可能性，但是走入家庭後，面對家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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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性角色的期待，又回到原點，她們當初去國留學的理想，在家庭的

場域中，並不是實體，始終只是理想。相對地，尚未負有家庭責任的女

性，此時的美國，對她們而言，仍屬實現夢想的樂土。 

 

第二節、文化適應-中國家庭文化對於移民女性的影響 

壹、 日常生活 

  日常食、衣、住、行生活上的適應情形，因各人環境條件及背景不

同而異，但受訪者卻共同呈現了對於美國環境所提供個人發展可能的肯

定以及難捨親情卷戀的情結： 

 

1.「追求理想型」之生活適應 

    移居美國的動機，主要是為求個人發展的怡、玫、琪和芬，初至美

國時，生活適應，大致良好。相較於追求學業的目標來說，食衣住行的

簡約或差異，顯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學業上的競爭激烈，不落人後

的心態，激發了企圖心，也增強了獨自照顧自己的韌性。此時，他們的

生活主要場域在校園，課業壓力是生活上的主要問題，社交圈單純但緊

密，因此，只要能克服課業上的困難，思鄉情緒也在忙碌的生活步調中

淡化，或轉移至同窗好友的身上，文化適應的問題則未在此階段浮現，

女性角色分工的壓力，因處求學階段，也並未在此階段顯現。對於美國

社會也偏向於正面的評價，主要的考量仍是學業成就的表現以及在學業

上遭受挫折時，必須處理之午夜夢迴時的思鄉情緒。 

 

親情眷戀勝於生活壓力? 

    怡初來美國時，懷抱著旺盛的企圖心：「訓練自己獨立，成為一級的

服裝設計師」。在課業上積極求表現所消耗的精力，幾乎佔去生活的全



 73 

部，對於生活環境適應的問題沒有餘暇去煩惱。忙碌和繁重的求學生涯，

使得怡在不知不覺中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習慣。沒有無盡「等待」的壓力，

沒有「家庭主婦式之母性角色」的期待壓力，充滿挑戰的獨立生活，對

在家排行最小的怡來說，「唯一掛念的是父母」。 

 

 適應力很強，因為原來是英文系，在語言上 pick up 得很快，個性很後

知後覺，對生活沒有太多的 complain，唯一掛念的是父母（怡）； 

 

    中國社會的關係，值根於三綱五常倫理之基礎上。儘管社會結構已

在改變，但倫理仍是基本的維繫力量，對許多大小事情的考慮選擇，仍

要列入父母、兄弟、朋友的看法，甚至將其意見置於自己的意見之上。

若是不能履行三綱五常的義務，未盡子女責任，便產生了歉疚的心理壓

力，怡的「掛念父母」，便混雜了，在異鄉讀書，不能照顧父母的思念與

愧疚之情。準此，怡所要處理的問題，反而不在於如何接受或融入美國

新生活，而是如何處理離開父母所產生之不盡為人子女之職的心理壓

力。新生活可以在忙碌的課業壓力下，不知不覺的過渡，但中國式的家

庭眷戀感，對怡心理上的擔子，卻如影隨形，在異文化的新生活裡，愈

顯鮮明。 

 

    玫沒有提到對家的眷戀，生活只有全力唸書。和怡不同的是，玫在

家裡排行老大，個性本就獨立、幹練，在美國與弟弟相伴，她的生活一

部份包含了「照顧弟弟」。當課業壓力非常大時，反而可以彼此依靠，緩

解思鄉情結。 

 

 

一大堆書要唸，每天除了唸書，就是吃飯，根本沒有時間想，生活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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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的問題（玫）； 

 

   芬也沒有提到對家的眷戀，生活在於全力唸書。在台灣換了幾份工作

都不合意之後，終於到了美國樂土，心情上充滿了新鮮與擁抱新文化的

憧憬「房子大，路很大，很舒服，一點都沒有不適應」。個性獨立的芬很

快地就融入了美國的生活模式，文化衝突在此階段，反而是興奮的來源。 

 

      非常 happy， 房子大，路很大，很舒服，一點都沒有不適應，上課時學

生讀書都很拼命，很省錢。（芬） 

 

    琪很喜歡美國的環境，可以不用煩惱「怎麼打扮」，對她來說，少了

許多的負擔。但琪仍離不開對家庭的眷戀，「唯一的缺點是沒有親人在身

邊」。和怡一樣，琪在家裡排行最小。在台灣的家庭，心理上及生活上，

習慣備受家人呵護，面臨全部必須自己來的生活，第一次體會到家人不

在身邊的壓力。 

 

在美國可以穿得很輕鬆，不用每天煩惱怎麼打扮，在住的方面可以以比

台灣更便宜的成本，換得更寬敞舒適的環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親人在

身邊（琪）； 

      

     日常生活的適應，對於同屬「追求理想型」的怡、玫、芬和琪來說，

因個性或遭遇不同而有不同的過渡方式，基本上適應的過程大致順利。

其中，家庭的眷戀感強度對其適應的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家庭文

化中特有的「兄友弟恭」之傳統習慣，家裡排行最小的子女，易於成為

兄長與父母呵護的對象，人格上有較為依賴的傾向。而排行長姐或長兄

的子女，亦易於自然承擔對於家庭的責任，而傾向成為個性獨立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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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形塑受其家庭文化氣氛與排行的影響，在面對異文化適應時亦呈

現了如上述之不同的風貌。親情眷戀的心理壓力勝於生活壓力的情形，

發生在琪和怡的身上，兩者皆為排行最小的「么妹」，從家庭社會化過程

中，有形或無形所接受到的家庭網絡支援，驟然處於事事需獨立自主的

社會環境中，失落感明顯大於非排行最小的芬和玫。 

 

2.「配合婚姻型」之生活適應 

    隨夫而遷居美國的玲、蘇、甜，在生活上的適應，便產生了個體差

異，但面對異國生活適應，相較於單純為了求學的受訪者，則明顯感受

到調適的壓力。她們到美國之後，先生忙於工作或學業，處於類似前述

「追求理想型」受訪者的階段，而為人妻的她們，生活場域主要是家裡，

以及陌生的大環境。這意味著，無聊漫長的等待先生下班下課，便成了

生活中最大的挑戰，加上台灣隨處親朋好友迥然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

家庭主婦的心境，陷入了孤島，而缺少家人朋友之間互相幫助的網絡支

持，也不得不學習凡事自己來的獨立能力。此時，又因整個家庭處於剛

開始奮鬥階段，為了將來買房子，買車子的預算，財務上採取「節儉為

上」的策略，為人妻的生活可以說處於不斷被壓縮，以服務先生為目的

的型態。準此，先生對於妻子的支持與否，也就成為家庭主婦生活適應

的關鍵因素。 

 

母性角色壓力大於文化調適壓力? 

對玲來說，處於一個與熟悉的中國式生活差異不大的環境，生活上適應

問題不大，唯一需要費心的是「凡事都要自己來」。中國女性在家庭文化

中的從屬地位所呈現的另一項生活習慣之特質，便是「讓別人照顧或作 

 

決定」。即使隨夫移居異地的生活，基本上並未改變讓先生作決定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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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生活上「凡事自己來」，仍成為生活上主要的挑戰。 

 

加州中國人多，生活上很容易適應，平常和美國人也相安無事，只是凡

事都要自己來，不像在台灣，可以作一個「嬌嬌女」（玲）； 

 

對蘇來說，生活適應的難度更高，「凡事自己來」更明確地表現在語言與

開車等生活基本技能不足所引起的壓力，由於克服生活技能不足的需

要，更進一步地產生對先生的依賴。假以時日，語言和開車能力，有所

進步，對先生的依賴也隨著不斷需要克服的生活問題，有增無減，「先生

支持很大，夫妻相依為命」 

 

一方面期待到新大陸新生活，一方面語言不通，到處都要開車，沒

有腳、沒有口，很不方便，先生支持很大，夫妻相依為命，教開車、學

語言。（蘇） 

 

在新大陸奮鬥的夫妻，所面臨的問題，除了生活技能的訓練，和就

學就業的壓力之外，另一生活上的一大任務，就是盡量縮衣節食、開源

節流。在台灣社會，擁有高等學歷文憑，及一份固定工作即可維持一定

財富水準的生活，透過幣值轉換，變得相對拮拒，輔以驟減的社交活動

與無聊等待的日子，生活品質甚至不如身在台灣時，因此所導致的心情

沮喪反而是隨夫移居美國時，生活最大的壓力。 

    

      台灣的社會生活 active ，來這裡剛開始沒有甚麼朋友，很

boring。當時40 : 1， 一下子變的很貧窮，過的很節省，由奢入儉，心

情上不是太好。（甜） 

 



 77 

          生活適應的程度，與個體的個性、遷移動機、選擇的居住地，以及

來美的生活遭遇等皆相關。而對於女性來說，是否走入婚姻，成為決定

生活遭遇與型態的關鍵因素。對「配合婚姻型」的玲、蘇、甜來說，婚

前在台灣，婚後在美國，一方面要調適文化衝突與財務壓力，一方面要

調適在婚姻裡的性別角色，成為雙重壓力。準此，性別角色的調適壓力

與文化調適的壓力之間的消長如何，是值得進一步了解的。 

      

      貳、 社會生活 

       受訪者在美的社會生活，因為文化背景因素，仍以中國人圈子為

主，彼此相互照顧，自成一格，形成美國土地上的中國人社會，自行複

製社會關係與地位。與其他族裔之間的相處關係，只求相安無事，彼此

之間沒有深交的企圖；特別是女性在結婚之後，社會生活是以家庭為往

來單位，生活上最親密的人是配偶；友誼較為長久且要好的多為美國唸

書時的中國同學或是來自教會團體的力量，但是當處於必要的狀況或環

境時，仍可與白人互動： 

 

1. 以先生為主軸的社會生活 

    怡完成學業後，順利投入夢寐以求的服裝設計師的工作，並且認識

來美國長達八年的適，與之結婚。婚後生活很單純，每天固定上下班，

除了同事外，主要的生活就是先生，和家庭生活。怡的家庭眷戀感轉移

到婚姻生活，剛到美國時的失落感，在先生的照顧之下，得到一些補償，

生活反而是處於幸福而滿足的狀態。對於社會生活，要求不多，只要幾

個要好的中國同學偶爾聯絡，便感到滿足。 

 

    除了白天上班時的同事以外，幾乎只有一、兩個唸書時較為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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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朋友，結婚後，大部份時間都和先生在一起，我是一個比較容易活

在小圈圈的人（怡）； 

 

2.「媽媽經」式的社交生活 

    琪完成學業後，也結婚了。琪婚前的社會生活，主要仍在校園中，

多采多姿。婚後，離開校園，進入家庭的初期，處於社會生活的空窗期，

直到成為母親後才又與教會媽媽團體重新連線。蘇一開始就是準備到美

國擔任家庭主婦，一到美國就直接走入家庭。在社會生活上，仰賴中國

教會的支持力量，一方面藉著早期移居者的經驗談和幫助，可以更快進

入美國社會，一方面也扮演了心靈寄託的角色。此時，社交生活並非以

其本身訴求為主，也不再以個體為單位，甚或可以說是附屬於家庭的一

個母性角色為單位，人際互動的內容則以「媽媽經」為主，女性本身的

成長需求，則漸漸為先生小孩的需求所覆蓋而隱藏起來。 

  

當學生時，常和同學出去玩，結婚以後，朋友一下都不見了，那段時間

很無聊，直到有了小孩以後，才開始和中國教會裏婦女會的媽媽們，常

有機會交換心得，孩子也有了相當年齡的玩伴，我也盡量參與聚會（琪）； 

 

剛來時，教會裏的姐妹弟兄很願意幫忙，在生活上的照顧，是一股很重

要的支持力量，bible study church 朋友很熱心，彼此以家庭為單位往

來。女性私交多與每個家庭的太太互動（蘇）； 

 

3.夫妻雙方共同參與的社交生活 

    玫婚後的社會生活顯得較為豐富，基本上是與先生一起參與社交活

動。玫的先生社交生活非常活躍，和各種族的人都能交朋友。玫也因此

廣結善緣，玫擁有一群好同學，彼此常有往來，但主要仍以先生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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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為主軸。 

 

主要和在美國唸研究所的中國同學一起活動，只有住在南加州時，

中國人較少，才和白人有比較多的接觸（玫）； 

 

    中國婦女在進入婚姻後，其社會生活之變化，很容易從原有的社交

圈中漸漸抽離出來，轉入以先生為軸心的社交生活中，準此，再度強化

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從屬地位。女性不但在家庭生活中，處於「照顧者」，

也就是將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家人需求之上的地位，面對家庭以外的人

際互動，乃集合了處於共同地位的婦女，仍以「照顧者」為其自我認同

的對象，彼此相互支持，也間接地支持了她們背後的那個需要照顧的家

庭。另一方面，玫並未以照顧者的角色與外界互動，社會生活反而因為

能同時保持與老同學聯絡又融入先生的社交圈而得以拓展。 

 

4.中國女性之婚姻生活與社會生活，是相輔相成，還是互不相容?  

    不論是「追求理想型」的琪或「配合婚姻型」的蘇，在婚後所轉變

的社交生活，主要仍以配合婚姻裡的角色為基礎，形成「媽媽經」式的

團體。準此，成為媽媽們將家庭事務延伸至此類似互助性質的團體，尋

求寄託或協助的管道。這在異文化的情境下，的確為這些媽媽們解決許

多養育子女上的問題與困難，同時也進一步使得這些媽媽們，更難以跳

脫以家務及子女為主軸的生活方式，此社交團體的形成更強固了母性角

色的不可變動性。玫婚後至今尚未有小孩，社交生活較為多元化，一方

面打入先生的朋友圈，一方面將自己的朋友圈介紹給先生認識，雙方形

成互為圓心的交流方式，也因此而保留了彼此的獨立性。但仍以中國人 

 

圈子為主。對玫夫婦而言，活躍多元的社會生活，所形成的一套社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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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有效降低處於異國社會的孤立感。 

     

    甜和玲在初期那段家庭主婦的日子所面臨的調適壓力，在重新開始

進入學校攻讀碩士學位後，已有所改變。開始漸漸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和

重心。學位拿到後，也順利投入電腦工程師的工作，生活場域除了公司

就是回家。社會生活就是同事、家人、和同學，穩定而單純。同事基本

上屬於較為工具性公事的往來，私底下並未有太多的接觸。同學偶爾聯

絡，人際互動上主要的心靈寄託者還是家人。準此，非家庭性質的社會

支持網絡是非常薄弱的，當家人無法提供支持時，易處於互動的真空狀

態，也就是孤獨感。 

 

幾個比較好的朋友是在美國唸研究所的中國同學，除此之外就是同

事和家人（甜、玲）； 

 

5.「四海皆兄弟」式的社交生活 

    芬的個性開朗活潑，很容易交朋友，「有機會就到處玩」的心態，讓

芬交游滿天下，四海皆兄弟。此階段的芬，在美生活，除了課業，完全

沒有生活不適應的壓力。 

 

有朋友幫忙找房子，有機會就到處玩，即使是陌生人，也玩的起來。（芬） 

 

    社會支持系統功能之發揮可視為異國生活適應的關鍵之一，特別對

中國人而言，習慣處於人際網絡中的生活方式，如若在生活上遇到問題

或心理上的孤寂，親朋好友的關懷和照顧，常常成為緩解生活壓力的主

因。中國女性在步入婚姻之後，處於非主流社會之異文化情境的孤立之

下，主要緩解生活壓力者，則為配偶所取代。另一方面，受到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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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觀的影響，走入婚姻的女性，生活上若事事以先生為主軸而處於從

屬的地位，反映於其社會生活中，則成為如上述以先生為主軸的社會生

活，或媽媽經式的社會生活。家庭則弔詭地成為一個，同時可能緩解女

性生活壓力，且可能因此而產生性別角色壓力的場所。 

 

參、婚姻（家庭）生活 

    如上所述，女性在美最親密的人是配偶，婚姻生活的品質對於在美

生活的適應與滿意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以下受訪者對於婚姻生活的缺

憾或問題，以採取「退讓」的心態將其合理化，強調正面意義，或降低

期待，以減輕衝突： 

 

1.婚姻是女性的避風港還是囚牢? -已婚女性的「退讓」策略  

    「追求理想型」的怡，剛來美國時，經歷一段情緒上的獨立期，因

應環境的需要，強迫自己去適應生活上，「凡事自己來」的要求。但是，

婚後，凡事有先生幫忙，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得已訓練自己獨立的怡，

又回到依賴先生的幸福與感激裡，「被人照顧的感覺很好」。於此同時，

先生的佔有慾，和不喜歡與怡婚前親友接觸的態度，是伴隨著被人照顧

的幸福感而來的困擾。面對先生的態度，怡與之談過幾次，此時以先生

為主軸的習慣與默契已然形成，因此，改變自己與先生相處模式的認知，

在心態上採取「退讓」，「但我不想太 push 他，相信一段時間之後，這

個問題是可以漸漸改進的」，便成為怡處理這問題的策略。與怡不同的

是，蘇在來美國之後，立刻走入家庭，「凡事由先生做主就好，不問他不

習慣」遂成為婚姻裡的理所當然。 

 

先生是一個很 aggressive、負責，對未來很有計畫的人，使我一下又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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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必須獨立，變成一個嬌嬌女。被人照顧的感覺很好。他的占有欲很強，

希望生活在兩人世界，對於我的親友都不太接觸，雖然有些困擾，但我

不想太 push 他，相信一段時間之後，這個問題是可以漸漸改進的（怡）； 

依靠先生，也習慣以先生為主，凡事由先生做主就好，不問不習慣  （蘇） 

     

    玲並未提及婚姻生活所給予她的幸福，結婚十幾年的玲，在婚姻裡

最直接面對的，是與先生之間如何分擔照顧與教養小孩的問題。 

 

      先生是傳統的台灣男人，認為小孩的事情是媽媽的事情，不會參

加小孩的球隊或學校的活動。使得我有沉重的負擔，被小孩綁住，之所

以不試圖與先生溝通，因為他不太能溝通，只好自己take 下來（玲）； 

 

    面對先生難以改變的觀念，「認為小孩的事情是媽媽的事情」。玲必

須在一整天的職場工作之後，再全部負擔照顧小孩的工作。對玲來說，

與先生溝通，似乎比同時照顧小孩與兼顧工作的難度更高。「因為他不太

能溝通，只好自己 take 下來」。玲對先生的認知並未改變，在婚姻裡的

適應之道，仍為「退讓」。 

 

    女性在婚姻裡，以先生為主軸的生活習慣與態度，使其在婚姻裡不

知不覺地處於從屬的地位。對於彼此相處之間的問題，女性因此易於成

為婚姻雙方中，那個需要調整自己與配合男性主導地位之一方，凡事「退

讓」成為一種習慣性調適婚姻生活中衝突的方式。女性的「退讓」，可以

視為一種中國女性的韌性，於此同時，也在不斷「韌性地」退讓中，再

度確認了從屬的地位。 

 

2. 與新好男人共度的婚姻，是否需要「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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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婚姻生活品質的關鍵人物是配偶。女性面對著持傳統大男人看

法的先生，所採取的應對措施為「退讓」。然而，與非屬傳統大男人的婚

姻，也就是所謂與「新好男人」共度的婚姻，則有不同的面貌： 

   

先生是很體貼、很照顧老婆，關心老婆與朋友交往的情形，很孝順父母，  

很關心兄弟姐妹，對功課方面很努力，自己的事情規畫地很好，對小孩

非常疼愛，幫忙作家事，即使沒有一百分也有九十分以上。婚姻生活很

滿足 （琪） 

 

  相互 compromise ，要consulting each other 。我們兩個是互補型，

他比較 outgoing ，我比較沉靜。跟著他看了不少的城市，他學東西很

有決心，從大學時代到現在，尚在學太極拳。我比較三分鐘熱度。在美

國婚姻中的男女之間的平等關係應該比台灣好，家事分配很容易，但牽

涉生小孩就不容易分擔。有一個朋友在大公司作事和先生（新加坡人）

兩人都是UC 的數學博士，但覺得小孩家事都應該是老婆的事，雖然經過

溝通先生同意分擔，仍會在一旁等老婆把家事作完。我們兩人的個性屬

互補型，這種生活挺好的（玫）； 

 

    新好男人的特質，隱含了男女兩性在婚姻中處於準平等地位的邏

輯，「對小孩非常疼愛，幫忙作家事」，並未將子女教養的責任，以「屬

於媽媽的事」之類的觀念，增加妻子的負擔。女性也因此未處於婚姻中

從屬的地位。由於先生的體諒與照顧，為妻子的生活保留了未處於退讓

地位而擁有的空間，而能自彼此的互補性格中，相互成長。 

 

 

    另一種可能的看法，則是藉著理解男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所缺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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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家務的概念，而接受婚姻中男女兩性負擔不平等的事實，但並未因此

產生以先生為主軸的生活模式，婚姻中雙方仍處於準平等的地位。操持

家務只不過是分工的必然結果。準此，婚姻生活中「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it comes as a package」（芬）。沒有依賴、沒有從屬，只有分工的婚姻，

對於芬來說，「但心裡仍很不平衡，但是又不到quit 的程度。（為了這種

事分開，也沒有必要）因此常常 suffer」仍然在先生沒有「幫忙家務」

的觀念下，使其矛盾而不堪負荷，無形中也面臨婚姻中「退讓」的處境。 

 

認知到女性相對於男性，在婚姻生活上的負擔不平等，根據我的個性，

應該會 fight for it. 但是沒有用。如果我先生是不好的人，我一定會 

give up ，但是他很好，很疼小孩，又很愛我。（男人都差不多，別人也

不會比較好，他是一個千挑萬選中的人，個性互補）我覺得不要有「牆

裏牆外」的心態，享受你所擁有的，沒有絕對的好與壞，it comes as a 

package， 單身也要很能享受生活才行。他只是沒有那種認知， 那種幫

太太的習慣， 吵了半天也沒用，只好 take 。但心裡仍很不平衡，但是

又不到quit 的程度。（為了這種事分開，也沒有必要）因常 suffer。（芬） 

 

3.充分獲得配偶支持的婚姻，女性是否需要退讓? 

    甜的先生，體諒到甜在初來美國時，所產生的不適應，對其生活及

情緒上的負面影響，因而努力扮演充分支持妻子的角色，希望能幫助甜

漸漸地習慣美國生活。因此，婚姻關係對於甜初期適應異文化生活的過

程來說，可視為一股夫妻共患難時，共同支撐下去的力量，而成為女性

緩解異文化生活壓力的場所，彼此間的關係因未形成「主」、「副」的相

對地位，而未顯「退讓」的應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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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美國initial stage 時，先生工作很重，剛來時心情上很不穩定。

先生很 supportive， 作很多的努力及extra 動作在comfort我的情緒，

在生活上並沒有因為婚姻而 sacrifice 的感覺，只是生活上不適應。（甜） 

 

第三節、母職選擇 

受訪者的「母職選擇權」似乎仍難以逃脫「傳宗接代」的陰影，即

使理智上不以為然，且生活在國外，仍無法找到適當的理由或力量，擺

脫中國女性生育天職的包袱；同時，也有受訪者，對於女人擔任母職的

必然性堅信不疑： 

 

   1.「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與母職選擇權的交戰-女性的二度「退讓」？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直到現代對中國人仍具有一定

的影響力。移居國外的女性高等教育知識份子，對於傳統價值觀的評價

不一而足，受到現代教育及異文化情境的薰陶，受訪者對於傳宗接代之

較為開放的態度，仍在上一代對「抱孫子」之殷切的期待中，隔著太平

洋也不減壓力，「希望有小孩能讓老人家快樂，雖然知道不是很好的動

機，但似乎沒有更好的理由說不！」。使得預期產生沉重的負擔，也要想

法子撐起來的心情，便成為怡在婚姻之母職選擇上，第二度的「退讓」。 

 

我並不太想要小孩，因為生小孩是很大的責任，覺得自己都還不夠成熟，

對於帶小孩不能勝任，但夫家的說法：小孩一定要生，理由是要傳宗接

代（我並不認為是充分的理由，只是傳統上的包袱）但兩老年紀大，非

常愛小孩，盼孫子盼很久了，雖是強加在女方身上必須去履行的義務， 

 

但孩子還是會生，主要看在婆婆的份上，希望有小孩能讓老人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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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知道不是很好的動機，但似乎沒有更好的理由說不！（怡）； 

 

    玲與怡在母職選擇之認知上，皆視女性生小孩、當媽媽為一件重大

的責任，必須有萬全的準備，才得以行之，切不可輕率。怡在認知上非

常清楚「是強加在女方身上必須去履行的義務」，但因中國家庭文化對於

已婚女性的角色期待，此並非單純為其個人的選擇，必須考慮到家人的

期望，特別是夫家的期望。中國女性婚後，不但是在生活上，以先生為

主軸，在牽涉到「生小孩」的選擇時，成為主軸的不只是先生，更可能

是先生所屬的整個家族。 

 

    對玲來說，她在中國女性不得不的母職選擇中，為自己設下了底限，

「只要有一個小孩，因為尚可將一半的時間，做自己的事」，作為兼顧母

職與工作的停損點，也是一份保留自我空間的堅持。在玲的堅持裡，她

認為，女性除了當母親以外，也必須透過投入職場，對人類文明有貢獻。 

女生應該還是要有個小孩，有當媽媽的渴望。（一方面 by nature, 一方

面因應家裏的要求），但只要有一個小孩，因為尚可將一半的時間，做自

己的事。若有兩個的話，可能會被迫放棄工作。 ….. 女人不應該為了小

孩，來 totally 犧牲自己，等到他長大後，又為了她的小孩犧牲自己，

代代相傳人類如何進步？（玲）； 

 

    玫在母職選擇的認知上，並不認為自己具備作媽媽的能力，面對來

自夫家長輩的壓力，只消極地拖一天算一天，並不正面衝突或據理力爭。 

 

 

 

我覺得自己很沒有耐心，也不夠成熟，帶小孩一定帶不來，但是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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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獨子，公婆天天明示、暗示，還托朋友長輩作說客，只好想各種

理由拖延目前為止，還在拖（玫）； 

 

    中國女性在母職選擇上的壓力，之所以並未因移居美國而消失，乃

是受到女性在婚後，面對夫家對其孕育下一代的角色期待，並未如其他

各種生活上的抉擇般，擁有獨立作決定之權利的影響。移居美國之夫妻

雙方計劃採取的教養子女之方式，對夫家之在台家族來說，是可屬生活

於異國之夫妻自行決定的範圍，但生不生小孩的抉擇，則不然，此時，

在已婚女性仍負有為夫家傳宗接代的義務之前提下，移居異國後的母職

選擇仍必須受中國父權社會傳統的制約。 

 

2.母職選擇與女性之自我實現，是衝突，還是融為一體？ 

    和處於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交戰的怡、玫和玲不

同，作母親對琪來說，則是自我實現的管道，否則生命便無法完整，「沒

有小孩就不像一個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作母親是琪的自我意願，「我

自己很想要作mother」，而不是「不得不」被迫的決定。對於母職應有的

職責，琪將之視為一種人生成就，「小孩的成就是父母的成就」，但不因

此成為琪人生唯一的成就，「小孩小的時候以小孩為主，但等到大了之

後，會想要自己的事業。」母職與事業因此成為人生不同階段的目標，

準此利用「時差」的規劃，而緩解了兩者間的角色衝突。 

 

女性有權利選擇要不要做母親，但我自己很想要作 mother。結婚後就應

該要有小孩，一個家庭裏就是要有小孩，將來女兒若不想要小孩，會努

力規勸她生小孩。 … …母親最重要的工作是小孩人格發展的養成，母親一

定要陪著小孩成長，母親為了子女犧牲自己的自由時間和事業是理所當

然的。小孩的成就是父母的成就，教育小孩做人成功更重要，小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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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以小孩為主，但等到大了之後會想要自己的事業。 …但是作一個中

國媽媽最大的壓力是不知道怎麼教小孩了解美國文化，（因為對美國文化

的了解不夠）生活上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文化上無法掌握應對進退的分

寸。解決之道是一方面 improve 自己的語言能力，一方面把小孩放在美

國的情境下薰陶。（琪）； 

 

3.母職與自我實現的兩難？-親情分離的考驗 

    小孩在學業未完成時就已出生，為了專心學業，只好把小孩帶回台

灣拖媽媽帶。經過兩年親情分離的痛苦，芬花了更大的心血「才把小孩

的心重新找回」，去彌補她所認為之當時錯誤的決定。對芬來說，在與小

孩分離的過程中，體會到親子之間的情感是遠比追求自我實現更重要

的。因此她才會選擇以「畢業之後，沒找工作，一直在帶小孩，花了整

整一年的時間」的代價來彌補心理上的罪惡感。 

 

    因為學業未完成，媽媽把小孩帶回台灣帶，剛帶走時很痛苦。帶回來時，

小孩凡事一直要找阿媽，更痛苦（很痛），好像不是自己的小孩，覺得自

己make a big  mistake ，應該要把小孩keep 在身邊，（因為剝奪小孩

的親情）有一段時間，很想把小孩送回阿媽帶算了。但怎麼說還是自己

的孩子，會一直 try。 很慶幸兩歲就帶回來。畢業之後，沒找工作，一

直在帶小孩，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把小孩的心重新找回。（這一年在 

mental 上很辛苦）（芬） 

 

4.身為小留學生之代理母親的抉擇，視為一種成就與回饋 

    新移民在初期，面對種種日常生活、婚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壓力，

主要的重心仍擺放在打拼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的企圖上，汲汲營營地

在事業上奮鬥。當此階段告一段落後，面對下一代的成長，伴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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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歲漸長及事業上一定的成就與地位，移民者才真正開始面對異文化衝

突與反省的軸心問題。對甜來說，婚後十八年來，並未育有自己的子女，

這樣的問題則反映在其兄弟姊妹之子女的教育問題上。由於甜移民美國

的年代甚早，如今對其有意移民的兄弟姊妹來說，受中國家庭文化與結

構的影響，便成為後者在移民有關問題上，當然的嚮導與支援者。心態

上，甜選擇作為小留學生之代理母職的出發點，在於移居異國多年後，

回饋家人，「現在在名利上已有一定的水準，覺得也要做一些公益的事

情，應回饋一些，助人為快樂之本」。準此，台灣家庭文化所產生的連帶

關係，在甜深根於美國生活後，仍未見斷線，家人成為回饋的主要對象。 

 

    另一方面，美國仍被認為是提供較好教育且對小孩的發展有益之

處，近年來，新移民者之移民動機，隨著生活品質與經濟能力的提高，

也漸漸產生小留學生的風潮。由於父母仍需留在台灣賺錢，小留學生之

代理媽媽，就成為早期移民婦女之一種新的生活模式。 

  

受母親過世的影響，對於生命的態度，有很大的改變，不一定要局限在

名利上，現在在名利上已有一定的水準，覺得也要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應回饋一些，助人為快樂之本，剛好，此時房子大，程度也不錯，自己

兄弟姊妹新移民，希望小孩有發展(小孩子們在台灣的成績都不太好，若

是在台灣教育體系的競爭下，很難唸到好的學校)但因加州的生活費太

高，一下子沒有辦法負擔，剛好目前沒有太多的事情，環境可以provide 

姪子姪女一個好的發展，剛開始時是短期的，但後來父母實在沒法負擔

加州的消費，只好繼續放著到現在。動機上幫助他們的父母與他們提供 

一個正確的生活態度與方向 ，equip with a better education， 程度

一定要好，趕上當地的程度才會有較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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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教養態度 

壹、 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受訪者對於小孩的教養原則，呈現不同的觀點，但基本上乃尊重小

孩自己的選擇，作父母的應該做的就是盡量提供足夠的嘗試機會，幫助

小孩找到真正有興趣的事。在人格方面，希望小孩能培養有自信、獨立

思考判斷的能力，並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不給予過度的保護： 

 

1.中國式的教養觀-孩子，我不要讓你輸在起跑點上！ 

      移民到美國的台裔女性，在對下一代的期望上，透過美式教育理

念中，訓練小孩獨立、負責觀念的薰陶，與傳統悉心為子女安排一切，

甚至咬緊牙關為子女奉獻犧牲一切的態度，已有明顯的差別。對琪、玲、

芬來說，孩子過的快樂是最重要的，但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

態，仍在蘇將全部重心放在小孩身上的生活中，不知不覺地制約著蘇的

教養觀，蘇怕自己的小孩會趕不上人家，將來就無法找到較好的工作，

即使在接觸美國自由的教育風氣，認知到美式父母對子女的要求，有助

於小孩自由思考，並養成對自己負責的習慣的同時，仍然抹不去自己「孩

子，我不要讓你輸在起跑點上」式的母職義務： 

            

           中國式需要 discipline，功課上要求每一題都要會，需要較多的 

guide ， 否則怕會趕不上別人。美國式不見得要 perfect， 差不多就

好了。好處是比較沒有「框框」，中國式的父母比較容易責難。但是，完

全放任自由也不好，一定的discipline 還是需要的，這樣孩子才能在最

好的環境下，健全地長大（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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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將全付的心力放在子女身上，相對地，生命中最大的滿足也在於

小孩的成就，視作為一個母親應有的付出為理所當然。當面臨小孩長大

不需要母親，甚至因為認同於美國文化中，長大後就應該離開父母的觀

念，而不希望母親到其工作場所探望時，蘇感到很失落。產生失落的原

因，可以視為其在付出全部心力的同時，無形中對小孩產生依附甚至黏

結，以至於難以面對親子分離，被掏空的生命景況。一方面蘇是一個家

庭主婦，自然而然會將生活重心放在先生和小孩身上，一方面也因為身

為一個中國媽媽的文化包袱，遠比美國教育理念，更根深蒂固地影響了

蘇實踐母職倫理的行為模式。  

    

   2.放任式的教養觀-父母的義務應僅止於支持者的角色 

        不認為母親應為小孩付出一切的怡，認為小孩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應該學習為自己作決定，並且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必須讓小孩學習承擔

所有的後果，父母的義務僅止於一個支持者或建議者的角度，不認為父

母應該把小孩當成是成就自己的工具，也不必要為了小孩犧牲或安排一

切，兒孫自有兒孫福： 

  

     如果小孩對某些方面有興趣，會予以 SUPPORT，但會讓小孩自己

決定，只儘量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性向，多嘗試，但不會有任何的

安排或勉強，對於小孩的職業，沒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他要當一個沒飯

吃的畫家，也無所謂 ，如果逼著小孩走某一種路，對小孩來說是不公平

的，許多父母對於安排子女的生活，主要在於金錢上面的成就，但有錢

不一定快樂，因此不認為父母有必要為子女安排他們的一生（怡）； 

     

    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當媽媽的實際經驗，等到真正當媽媽時，是

否會像蘇一樣，產生不可抹滅之中國媽媽的天性，尚有待觀察。但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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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認知而言，怡所希望採取之教養觀，則屬放任式的，希望親子之間

都有自由輝灑的空間。 

     

    玲與女兒的互動中，充滿了挫折，常常處於希望孩子往東，她卻偏

偏跑西的難題中。反省過後，玲修正了她的教養觀，認為小孩能有一個

快樂的人生是最重要的，「所謂的好壞得失很難說」 對父母來說好的事

情，對於子女來說，可能是沒有意義的，與其因為希望在子女身上完成

自己所希望達成的目的，而讓雙方都不快樂，不如讓孩子選擇她所要的，

只要不太離譜就好了。   

 

  父母對於小孩作最好的安排，但不一定就對小孩來說是最好的安排。 

更何況，每個人的個性不同，不一定會 follow 父母的期許，父母費盡

心力安排也不見得有效。 所謂的好壞得失很難說，小孩 happy 就好。

基本的安排：中文學校、學畫圖，不要太差就好了。（玲） 

           

             怡和玲對小孩都沒有太大的期望，特別是怡「如果他要當一個沒飯

吃的畫家，也無所謂 」，怡與玲皆為職業婦女，深知在美國社會打拼的

辛苦，了解到在這個社會中奮鬥，父母對於子女所作的安排不見得有用，

這是個必須靠自己的社會，對小孩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從小在錯誤中

學習獨立。       

 

       3.中西合璧式的教養觀-培養小孩健全的人格是父母的義務 

    相較於怡和玲的放任，琪的教養態度則是有計劃地，希望提昇小孩

將來的競爭力，提昇的方式並不是加強小孩的學業成就或才藝能力，而

著重在人格上面的培養。琪認為在美國社會要能佔有一席之地，把書念

好不是最重要的，他必須是一個常識豐富、社交活躍又非常有家教、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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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自信，甚至很懂得如何去玩的小孩。這些能力是可以透過父母的培養

而型塑的，這正是琪目前正在作的工作。 

 

     培養小孩的自信是最重要的，長大會有自己的方式，打入美國社

會。父母所能作的，則為盡量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 培養讀書的習

慣，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來的。如此一來，對於政治、日常生活上

的事務，有較多的想法，和別人聊天更有內容，也知道如何應對進退；

培養她如何去玩，從和小朋友玩的過程，學習社交；培養有禮貌的觀念；

知道甚麼是危險，訓練女孩子應該會的事情，例如學習作家事等（琪）； 

 

      琪對小孩的教養態度可以說是中西合璧的，一方面重視小孩全方

位的能力，一方面讓小孩能有盡情享受生命的本錢，這其中透露著為母

者用心良苦的經營，從這個角度看，是傳統中國媽媽的面向。另一方面，

琪並不希望小孩長大後，像一般中國人一樣，容易退縮，而刻意培養一

個充滿自信、大方，做人處世得體，能侃侃而談的健全人格，從這角度

而言，琪的教養態度則是具有中西雙文化融合的特質。 

  

    芬和琪一樣，採取中西融合的教養態度，一方面希望小孩有一定程

度的學業成就，一方面希望小孩能以享受生命的方式學習新事物，死讀

書對於將來在美國社會的競爭，並不能有太大的幫助。但是如何才能培

養在「生活上注重 fun」的能力，也是需要父母去經營的。 

 

    先生採中國式教育，例如一定上中文，學校數學一定要好。芬本身

就採美國式，不要小孩死讀書，也學游泳。生活上注重 fun ，因為不放

心先生的安排，和小孩有關的事皆自己打理。但中國式的思想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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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注重 academic 的成就，即使不用 100 分也不能太差，小孩是一張白

紙，父母給什麼就收什麼。所以父母對於子女的培育，必須用心經營。（芬）   

 

4.親子互動是父母與小孩一起成長的過程 

           玫也是尚未有實際當媽媽的經驗，就主觀認知而言，她認為美式的教

育固然是啟發小孩的思考能力，但也並不應採取完全的放任，「適當的 

direction and choice」（玫）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父母也應在親子互動

的過程中，和小孩一起成長，父母應該是參與小孩的生活且與之共同經

營，而不是成為他們生命的指揮官。 

         

           欣賞美國人教育小孩時，訓練獨立思考多元性發展，但同時也給了太

多的自由，自由不應該太早給，也不應該給太多，因為小孩還沒有能力

判斷。父母親要給適當的 direction and choice，使他們能從錯誤中學

習。許多朋友教小孩時給予許多道德上的灌輸，至於如何取得中庸，父

母就必須要不斷地在錯誤中學習，這也就是為什麼別人說養小孩是一種

自我成長的過程（艱辛的）（玫）； 

      

       5.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身為代理媽媽的甜，覺得美國競爭激烈，若不能出類拔萃，是不會有

機會立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品學兼優，有頂尖的學業成就，待在美

國才有意義，否則還不如在台灣發展就好了。而頂尖的學業則必須靠勤

奮不懈的毅力，她覺得現在寄居在家裡的青少年，都在台灣保護的太過

了，危機意識不夠，也不太吃得了苦，但因自己不是親生媽媽，也不好

太逼，只好盡力教，其他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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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孩在美國求生存，一定要用功才會有發展，兄弟姊妹的小孩來美

國無非就是希望有比較好的發展，但是他們來此的心態比較像夏令營，

不夠用功。剛開始，我花了許多時間在幫他們看功課、看英文，現在就

希望他們比較能自己自動唸書，五個小孩的功課都要看，實在很累（甜） 

         

            除了怡極為放任式的教養態度之外，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子女都是

中西合璧兼而有之，並且都是以能在美國社會立足為前提考量。對一個

中國父母來說，要作到極端放任並不容易，雖不一定站在「香火意識」

的立場，要達成「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強」的目標，但是對於如何經營

小孩的將來，都不敢掉以輕心，特別是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即使

是土生土長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之中國人的地位，仍是較

為不利的情境下，更為重要。準此，也在充滿競爭的異地生涯中，更為

突顯中國父母對於子女期望之殷切，並不遜於本國居民。 

 

貳、 族裔認同 

    父母對子女族裔認同的教養態度，反應了第一代的自我認同，以及

與美國文化融合的歷程與經驗；分別包括了：以「永遠都是中國人」、「在

美國長大的中國人」、「族裔無所謂，只要是快樂的個體就好」、「既然土

生土長在美國，就是美國人」等方式，作為下一代的族裔認同模式： 

 

1.哪一國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快不快樂！  

    怡在教養態度上選擇放任式，在族裔認同上亦然。對怡來說，任何

一種文化都沒有絕對的優劣，不一定非要找到一個認同的標的物，最重

要的是活的快樂。不管是哪一國人，「尋求快樂」是人存在的基本權利。

她的生活圈雖以先生及家庭生活為主軸，但是和當地人相處起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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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上沒有障礙，從不覺得有什麼隔閡。在心態上，她並不刻意區別美

國人與中國人的差異，而是以好人或壞人作為分類標準。因此，對於下

一代的族裔認同，也採取相同標準。 

 

     當中國人或美國人無所謂，只要是快樂的人即可。但不論那一國

人，都不希望有不好的習氣，例如：美國人較為虛假的一面，或中國人

文化包袱的一面，只要他是一個快樂而獨特的個體就好 （怡）； 

       

     2.不管走到哪裡，永遠都是中國人 

        玲因為身兼工作與家庭的沉重負擔，在教養態度上基本原則是較為放

任的，但是中文卻是非學不可，是玲對女兒唯一的堅持。因為玲認為，

像黑人已經在美國這麼多代了，受歧視的情況仍非常普遍。不管你再怎

麼努力地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化，再如何地融入主流，你永遠改不了皮膚

的顏色，也改不了血統。一個人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血統，這一生所有

的作為，都沒有意義。既然無法改變，就必須要學著去接受，否則會非

常痛苦。而接受自己成為中國人的方式，就從說好中文開始。 

       

             之所以刻意教小孩講中文的原因，不論中國人、日本人、黑人，即

使是ABJ (American Born Japanese), ABA (American Born African),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 不管再幾代，即使平日相處非常和諧，還

是無法改變皮膚、血統的屬性，如果小孩不能認同其父母的文化，會活

得很痛苦。恨不得自己皮膚變白。 （玲）； 

 

3.在美國長大，就是美國人   

             蘇夫婦從一開始就用認同於美國社會的模式教育小孩，既然已經移

民到這個社會，就要設法融入，成為其中的一員，而融入主流社會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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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心理機制，就是把自己也當作和當地人無異的一員。芬則認為，小

孩和父母這一代畢竟是不同的，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已經自然而然的

投入美國文化的情境，接受美式的生活模式，中國文化對小孩來說，可

能根本是沒有意義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強迫他去接受對他來說非常陌

生的文化？如果他不喜歡，還要逼他去學習，又能代表什麼樣的認同呢？ 

       

             我女兒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土生土長在美國就是美國人，自己則是

從台灣來的美國人（例如從高雄搬到台東，也認為自己是台東人，對於

台東有感情）父母認為既然在美國社會，就必須要認同自己是美國人，

否則會很痛苦。（蘇）； 

         

             她生在這裡，長在這裏，就不必局限在原來文化那一套了。第一代

很難了，但第二代已經處於這個社會，又要她一定要會中文，一定要嫁

中國人等等，又何必呢？（芬） 

  

3.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 

         琪認為小孩已經不是絕對的中國人或美國人，他們應該就是，在美

國長大的中國人。他是一個既無法擺脫中國人的特質，也必須要接受美

國人生活模式的個體。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應該擷取兩者的優勢，互補

長短，將來在美國社會可以有立足之地，在中國社會一樣可以藉由其語

言能力及跨國跨文化的人脈，取得兩地發展的雙面優勢。二十一世紀真

正活躍的領袖人物，不是那些在任何單一的國家打拼而有所成就的人，

而是有能力掌握與運用中國及美國資源的人，而最有潛力達此目標者，

就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  

 

         小孩必須認知到自己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長大後的衝擊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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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方面保有中國人的特質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但也能在美國教育

的薰陶下在社會上能佔有一席之地，中英文都很好，希望截取兩種文化

的優點。（琪）； 

  

         對於族裔認同的態度，受訪者之間形成較大的歧異。父母對於中國人

與美國人之間的界限（boundaries）強弱的分野觀念，通常也是決定下一

代在認同上成為哪一國人的原因，其中較為明顯的就是蘇的小孩和玲的

小孩。蘇認同美式的作風，小孩就活脫脫地美國化，一點也沒有和中國

人打交道的感覺。而和玲的小孩交談，則完全感覺不出她是美國長大的

小孩。這兩個完全不同認同模式下長大的小孩，誰比較快樂，可能無法

比較得知，尚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父母族裔認同的態度，可以視

為代間傳遞價值觀對於文化融合過程的機制。 

 

參、.雙文化衝擊教育的利弊得失 

    受訪者認為中美兩種文化各有優缺點，但要有真正的優勢，是要能

同時吸納兩者的特質： 

 

1.美國是天才型人物的天堂， 一般人基本訓練卻比台灣差 

        美國教育鼓勵自由式的思考，對於資優生來說是如虎添翼，但對非

資優生來說，則成為教育制度下被犧牲的一群，連基本的常識都不足。

問題是天才型畢竟少數，一般人則是大多數。因此，玲認為完全學美國

那一套並不是萬靈丹，得要看自己的孩子程度如何，如果不是非常頂尖

的水準，基本的填壓仍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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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比較不填壓，比較有創造力，但台灣小孩基本訓練底子較好，

也較能吃苦，此地對於天才型人物來說是天堂，但對一般的小孩來說，

基本訓練相較於台灣來說較差。可能也是為什麼，移民來的人基本上都

是母國社會的精英（玲）； 

 

2.萃取中美雙文化精華，乃為上策 

     由於琪曾經帶過中文學校的小孩學中文，發現這些在美國長大的中

國小孩，都不屑學習中國文化與語言，來學中文只是符應父母的要求。

琪成長於中國文化情境，又在美國求學，她深知各個文化各有其優缺點，

最佳策略，應該是各取其優點，倒向任何一面，都是不夠完整的。但是，

前提是必須認清自己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才能在攝取雙文化精華

時，站穩立場，當遇到美國人有可能會發生的歧視時，也能認清自己與

他人的定位，不致困惑。 

 

     單一文化比較容易定位，雙重文化族裔認同會 confusing，從小就

要和小朋友講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待以後遇到時，比較不會衝擊，且從

小就要灌輸：我們是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及美國文化都

要 pick up ，不能因為在美國長大就完全不接受了解中國文化，根據教

中文學校小孩的經驗，他們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講中文是很 stupid， 只

要會講英文就好。 真正的優勢是兩種文化同時pick up 起來時，等於有 

double capital （琪）； 

 

   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琪和玲對於美國文化的看法，已經脫

離了「夢土」崇拜的階段，開始反省到雙文化之間的差異，和各有優劣

之處。就教育而言，美國特意地培育天才型人物，並不代表經過美國教

育之後，所有的人都會成為天才。而認清美國教育的缺失之處，遂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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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式的訓練與要求取而代之，不能為這群在美國長大的小孩所接受，可 

以視為是其並未真正體驗雙文化的優劣，而以主流強勢文化的眼光詮釋

判斷優劣所形成的。 

 

第五節、生涯規劃 

       在美的高等學歷台裔已婚婦女，如前述，從進入婚姻開始，就離不開

性別角色及母職角色的壓力，不論是不是覺醒到自我實現的必要，真真

切切地為自己活一次，在家庭場域之外，處於一個非照顧者角色時，受

訪者的生涯規劃與選擇，卻仍難與「家庭」裡的角色分離： 

 

1.小孩和自己的事業一樣重要，只是先後順序不同 

    事業和家庭都是琪生涯規劃的一部份，但是可以分別在人生不同的

階段經營，雖然琪在一畢業後即投入家庭，作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對

於未來的事業卻充滿信心。對於琪來說，照顧小孩和發展事業都是一種

自我實現的方式，女性並不一定只有在工作上表現的好，才是能幹的女

人，只要時間安排得當，兩者同等重要。只是女性養育小孩，有其生理

年齡的限制，必須擺在年紀輕的時候解決罷了。 

      

        等到小孩大了之後，會想要自己的事業，只要有勇氣，時機晚的問題

可以克服，（因為專業是電腦，較容易 catch up 只要花一點時間就可應

付市場上的需求），工作上不care” ceiling “的問題，因為企圖心不高

（琪）； 

 

 2.工作是成就的來源，決不會因為小孩而放棄 

    玲因兼顧家庭與工作，又因在工作上位階高，工作壓力不僅止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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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完成工作，更包括了領導屬下的責任，可見，工作上的成就感是

玲追求自我實現的驅動力，養育小孩則是不得不，而且沒有相應報酬的

義務。準此，即使工作的負擔越來越重，只會讓玲因為征服了挑戰性的

工作，越挫越勇，「等我退休之後，還是想在家裡繼續接 case 寫程式。

我會一直工作到不能作為止」，因此，工作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即使在老

美大公司上班，會有一定的Ceiling「職業天花板」（指女性有色人種在美

國職場上的升遷極限），但對職業婦女卻有較為人性化的制度，可以讓玲

兼顧到小孩，這是在盡母親責任的同時，可以享有工作空間的助力。玲

可以接受Ceiling 的存在，但不能接受放棄工作。 

 

    時間騰不出來，不像全職媽媽有時間為小孩安排很多的活動。平日

小孩上床後，還得加班。在美國，工作上的壓力和男生一樣，不因為是

女生就會從事較輕鬆的工作，回家之後還要照顧小孩，相較於男性是

double burden，但不願意放棄工作上的成就與滿足感。若放棄了，在家

裏做的越來越多，卻並不一定能得到相當的 appreciation，反而可能更

低 。作為一個母親是符應別人的要求，作為一個 career woman 是為了

符應自己的需求，因此不論再怎麼累也要堅持工作，在工作上，只要努

力就可以穫得相應的報酬，但在家裡，所有付出的都被視為理所當然。  

Ceiling還是會有，剛開始機會較平等，層級越高越難，即使中國人在高

科技領域勢力大，仍存在  ceiling， 但相對於其他州好些，主要原因是

越往上需要更多social 的能力，technical 的能力相形較少，這方面中

國人較吃虧，也沒有這樣的野心。IBM 對 working mother 有制度上的

保障， 只要能 catch 進度，工作上是挺平等、自由的。若是小公司，

就無法 handle小孩。 但是如果沒有小孩就會試試看在小公司衝事業。

等我退休之後，還是想在家裡繼續接case 寫程式。我會一直工作到不能

作為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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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職場上已感厭倦，當一個家庭主婦就好 

            怡在初來美國時，滿懷著企圖心，一心想要成為世界頂尖的服裝

設計師，在職場上的表現也一直是可圈可點。但是，面臨無止盡的挑戰，

以及隨時都考驗著怡耐力毅力的挫折，接踵而來，工作上所產生的成就

感，已不為倦怠所敵。現在對怡來說，在工作壓力之外的家庭生活，反

而是避風港，是歇腳的好地方。 

        工作壓力很大- 服裝業的SEASON 汰換的很快，TIME SCHEDULE 在很

短的時間內，要做出很漂亮的東西。同時又有市場銷售成績的壓力，在

工作上又要應付BUYER 和 COWORKER，但從一個IDEA 作出成品後，又有

很好的 RESPONSE 就會很有成就感，但不會因此有更大的動力，投入更

大的心力作出更好的東西。工作上 Ceiling 仍存在，但並非因為黃種人

或女性，而是儒家教育的背景所內化成的個性：太 nice、 humble， 不

會適時的說 “No”.(然而， Ceiling 是文化包袱造成的，但也因人而異。

並非一概而論-仍然有東方女性，不具有文化包袱，而表現突出的case。)

例如：在 presentation 時，表現就不夠出色。在紐約工作四年後，發

現比較喜歡在家裏的生活，心態上從一個女強人的企圖心，到只要當家

庭主婦即可， 原因是對於業界的真實面目了解之後，期望變低。（怡）； 

 

    怡和玲都在工作上闖出一片天，卻在工作壓力下顯現兩種完全不同

的心態，有趣的是，兩者一進一退的心態，與當時來美的企圖心正好相

反。怡剛開始企圖心旺盛，現在卻有歸隱之意，而玲在來美時，並無特

別的計劃，只是配合先生來美，現在卻執著於工作上的成就。正如琪所

認為的，自我實現沒有一定的模式，怡現在的退隱心態，可能在有為母

經驗後會有所改變，玲也可能後來會對工作產生倦怠。不論將來的生命

抉擇會如何改變，性別角色的扮演，是否成為一種負擔，端看女性本身

的主觀認知，如果就其主觀認知來說，扮演母職是一個充滿成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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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麼母職工作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實現，反之亦然，重要的是，其所

處的家庭或工作環境，是否給予女性自由選擇的權利。 

 

4.種種花，種種菜，生活可以很悠閒 

    蘇畢生將全副心力放在小孩身上，之後，對她有意義的日子也只是

恬淡悠閒的生活，不必要什麼特定的形式，自得其樂就好。曾經為小孩

所作的一切，也不覺得有什麼失落  

     

    當然，小孩唸大學之後，也要想一想自己要做甚麼，但是到現在還

沒有idea ，可能去找一個part time job 去作，喜歡作菜，蒐集 cook 

book，種花、種菜、園藝，很多事情可以做，再回到 community college 

去修一些 program 。在這裡要發展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機會，小孩長大後，

應該不會無聊，可以 keep myself busy ，有朋友去打太極拳、作義工，

一般都有積極安排自己生活的習慣。（蘇）； 

     綜上受訪者之實際生活經驗的陳述得知，到一塊新大陸追求理想的

婦女，在求學或職業的路上獨立自主，面對異文化情境下語言障礙或日

常生活的挑戰，找到應對之道並非難事，一段時間過後便得以適應。但

當作為一個妻子或母親時，仍脫不開傳統的包袱，甚至找不到「合理」、

「有力」的理由說「不」！不論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做為母親的義

務卻是殊途同歸的，這包袱之下所載的是許多的身不由己。在受訪者漸

漸在此安身立命之後，開始面對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其所展現的教養態

度反應了第一代對於其原生文化價值觀與異文化衝擊下的反思，和對自

己及下一代的認同與定位。當面對下一代受美國教育脈絡洗禮所投入的

美國社會的種種問題時，這移民的兩代才在吸納雙重文化的情境下，學

習找到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平衡點（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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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訪談結果詮釋- 
原生文化價值觀的性別角色意識型態 

 
    筆者於第四章的鋪陳，在於訪談文本的脈落建構，第五章則是進一

步對訪談文本進行理解與歸納，探究台裔女性原生文化價值觀體系下所

建構的性別角色意識型態，在其跨文化生活中的內涵意義： 

第一節、台裔女性性別角色意識型態與跨文化適應 

壹、 移民動機中所展現之台裔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性別 
    角色意識型態 

          

1. 個體生涯規劃與家庭利益不可分割 

     個體的生涯發展和家庭利益或名譽之不可分割性，凡事以家庭為主

要考量因素，本為東方集體主義社會，習於將家庭生活與家庭關係置於

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之特色（Lin，1988；Wang，1995）。準此，「考量家

庭需求」，諸如榮耀家族，或是符應父母期待等內在心理因素，常成為個

體選擇移民（或留學）時不可或缺的動機之一。對女性而言，以進入婚

姻與否作為一分水嶺，若移民（或留學）時仍為未婚之女性，對於考量

家庭需求的方式，仍以原生家庭的成員為考量。此時的角色為姊妹或女

兒，由於家族成員互相照顧依賴的習慣，原生家庭仍會給予符應個體發

展所需要的協助。由於各原生家庭歧異的角色與地位，而有不同的互動

模式，例如玫為長姐，在決定留學時，同時將照顧弟弟，視為應然的責

任，若非為長姐（如琪），則以榮耀父母，作為成就動機的內在機制。若

移民時為已婚女性，則其考量家庭需求的對象，則以婚姻（以夫為主）

的家庭成員利益為考量（如表一）。因此，生活在中國式家族主義的社會 

 

文化之下，個體生涯規劃與整體家庭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特別是在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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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生涯規劃甚至必須依附於整體家庭利益才有意義。 

 

2.女性是家庭中當然的「施予照顧者」 

     生活在中式家族主義的社會文化之下的女性，在中國式重視家庭倫

理的社會化過程中，被灌輸以「照顧者」角色自居的觀念，（Wang，1995）。

「照顧者」，隱含著「為了照顧家人（不論是原生家庭或婚姻家庭）奉獻

犧牲視為當然」的涵義，且在照顧關係中，隱含著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

間，義務大於權利的關係。中國家庭成員本有互相照顧依賴的特質，而

女性則被期待為一個「施予照顧者」的角色。包括女性本身，也以此「照

顧者」作為自我認同，成為生命的一部份，如果無法履行，甚且會有罪

惡感的產生。因此，女性之以「照顧者」角色的價值觀，使得中國女性

成為增進家庭利益的實踐者。 

 

    身為女兒，特別是長女時（玫），施予照顧的對象則是弟弟妹妹，但

未涉及婚姻中的妻母角色，其成就動機與照顧家庭需求仍是並進的，兩

者之間仍以自我成就為主。（如表 5.1） 

     

    而非為長女的女兒，乃視追求自我成就，為孝順父母的方式，則在

未婚時期，並未以照顧者自居，經過家庭社會化的過程中，考量家庭需

求的方式並非「施予照顧者」，而是服從與榮耀父母（如表 5.1琪）。準此，

當成就動機旺盛，自我意識高漲時，未婚女性亦可能擁有原生家庭的支

助，對於家庭需求的考量亦可能在移居，或留學初期，被忽略不談，此

時，其留學動機則是以個體成就為取向（如表 5.1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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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初期若為已婚女性，不論排行如何，因走入婚姻，為人妻甚或

為人母，則其「施予照顧者」的角色被視為必然，照顧對象是先生及小

孩。婚姻成為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就，以照顧先生和小孩的成就等同於自

己的成就，相對而言，女性本身的成就動機是隱藏在家庭成就之後。乃

至移居異地，亦為依附先生的選擇-配合婚姻。自我成就則是附屬於婚姻

的附加價值。兩者之間，則以照顧家庭先於自我成就。準此，施予照顧，

對於已婚女性而言，乃為第一優先的工作 

     

3.台裔女性受文化建構的角色認同，並未因空間的移動而改變 

    服從、榮耀父母與「施予照顧者」的女性角色，皆為台裔女性在家

庭社會化中所型塑之性別角色意識型態。在原生家庭中所內化的意識型

態，並未因為空間的移動而改變。走入婚姻之後，照顧者的角色負擔，

有增無減。不論已婚或未婚，從受訪者的移民動機中，仍可推知，台裔

女性受母文化所建構的角色認同，仍主導了台灣女性在跨越到另一個異

文化情境下的生活適應與文化適應。面對異國生活衝擊的策略，仍繼續

以「照顧者」或「考量家庭需求」的妻母角色認同作為生活準則。 

 

   綜合上述，正如表 5.1 所呈現，配合婚姻移民的女性隱含著「出嫁從

夫」的性別意識，角色是絕對的照顧者。而未婚女性，亦難以純粹的追

求自我實現作為求學的動機，「照顧弟妹或榮耀父母」，和其個體發展是

不可分割的。然而，若自我意識高漲，在未婚階段，完全以自我實現為

動機，亦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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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 移民動機類型中所展現之性別意識型態類型 

類型 代 表

人物 

當時已

婚/未婚 
性別意識

型態 
衍生意義 性質 

家庭需求- 

求學與照顧家

人 

 

玫 

 

未 長 姐 如 母

（ 照 顧 家

人） 

未婚女性在自我生

涯規劃中對家庭需

求的考量 

以照顧者角色自居 

家庭連帶- 

探索未知領域

與榮耀父母 

琪 未 光宗耀祖 未婚女性在自我生

涯規劃中對家庭需

求的考量 

社會取向成就動機 

 

家庭需求- 

配合婚姻  

 

蘇 

甜 

玲 

皆已婚 出嫁從夫 已婚女性在自我生

涯規劃中對家庭需

求的考量 

以照顧者角色自居 

改變環境- 

追求理想- 

 

怡 

芬 

未婚 自我實現 未婚女性對在自我

生涯規劃中未考量

家庭需求 

個體取向成就動機 

 
 

   貳、台裔女性之妻母角色意識型態成為跨文化生活適應關鍵 

一、日常生活 

 
1.走入婚姻與否決定了女性地位附屬性，而成為跨文化適應的關鍵 

  

     如上述，未婚女性與已婚女性在移民（或留學）初期，因應新環境

之策略，因是否走入婚姻而有所不同，當追求自我成就先於家庭需求考

量，或兩者並行之未婚女性，來美動機主要為留學，心理上已做好迎戰

的準備，學業成就即為當時生活上最大的壓力。食衣住行以及課業上的

壓力，經過一段時間，通常不須太長，即可適應，難以克服的是親情的

眷戀，由於習慣於原生家庭的支持，一旦離開親人，面對凡事必須自己

來的獨立壓力，而產生對於原生家庭成員的依戀感。特別是在原生家庭

排行么女的怡和琪，習於原生家庭充分支持的生活所型塑之潛在的依賴

性格，使得家人不在身邊的壓力，較非排行么女者更為顯著。由於，此

時沒有家庭妻母角色的照顧者責任，只要全心全力放在自己的課業上，

因未婚而身為「追求理想型」的受訪者，顯現的適應力仍較此時為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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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配合婚姻型」的受訪者更強，對新環境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如

表 5.2怡玫芬琪） 

     

2.婚姻，成為女性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的一道柵欄 

  已婚：從原生家庭直接進入以先生為主的家庭生活，處於附屬的角色 

    「配合婚姻型」的已婚女性，來美的目的即為配合先生與照顧家庭，

面臨語言與生活技能的不足，在生活上，高度依賴先生，家庭地位從屬，

亦即凡事處於照顧者與「配合」家人需求的地位。在經濟上，為了將來

購屋買車等的預算，先生負責開源，為「配合」先生節流，財務方面盡

量節衣縮食，生活品質相對台灣更為拮据。在新環境社會生活網絡未建

立之前，等待先生下班是生活中的大事。面對語言、文化皆為陌生的新

大陸，因「配合婚姻」而移居美國的女性，生活中充滿了壓力源，生活

場域封閉，唯一的宣洩管道是先生的支持，而先生不論是工作或求學，

正處於奮鬥期，面對外在極端的競爭壓力，大部分心力放在自己的課業

或事業上，加上心理上期待妻子之「施予照顧者」的角色，希望從妻子

處得到支持，較自己支持妻子的期望更多，因此，面對充滿壓力源，卻

必須對先生及家庭施予照顧的已婚女性，在跨文化生活適應力較「追求

理想型」為弱，生活中充滿了挫折與孤立。（如表 5.2甜蘇玲） 

 

未婚：有機會從原生家庭網絡抽離出來，實現自我 

     移民（或留學）初期若為未婚者，乃由原生家庭的支持網絡中抽離

出來，此時不需擔任妻母角色，遂以獨立個體面對異文化的衝擊與考驗。

初期，在原生家庭中所型塑之潛在的依賴性格，仍為受訪者的異文化生

活帶來親情眷戀的壓力。一段時間之後，漸漸習慣美國的日常生活步調，

以及獨自處理生活事務的型態，則漸脫離存在於家庭支持網絡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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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在尚未走入婚姻之前，乃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不僅為照顧

家人需求而存在。 

   

   3. 若未能經過自原生家庭網絡中抽離出來，在異國獨立生活的階段，而直

接從原生家庭進入跨文化情境下的婚姻家庭，則衝破個體與異文化情境

之間這道柵欄的難度更高 

 

    「婚姻」，本屬夫妻雙方共同履行的社會責任，彼此應享尊重與平等。

然而，受母文化的建構，而產生的「施予照顧者」的角色認同，台裔女

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是「配合」先生而存在的。若移居初期，即直接從

原生家庭進入婚姻家庭，面對不同文化的陌生環境，中間並沒有經過自

原生家庭網絡中抽離出來，獨立面對異文化的階段，則如上述，先生處

於學業或事業的衝刺階段，妻子處於「配合地位」，因而壓縮自我需求，

以「配合」先生發展為優先。準此，婚姻，成為女性身為一個個體，與

外在環境接觸之間的柵欄。若自始至終，皆以照顧家庭為考量，則面臨

家人需求隨時間經過，不斷累積，永遠沒有完全滿足的一刻，對為妻母

角色的台裔女性而言，將更難以衝破柵欄，而成為雖然生活在國外，卻

生活在更狹隘與傳統價值的空間。 

  

   表5.2 跨文化生活適應-日常生活壓力 

類型 適應問題 代表人物 當時已

婚/未婚 

生活壓力源 衍生意義 現象 

「追求理想

型」之生活

適應 

親情眷戀

勝於生活

壓力 

怡（么女） 

玫（長女） 

芬（次女） 

琪（么女） 

皆未婚 離開親人 台裔女性潛

在之依賴性

格 

1.只需負責課業壓

力，生活適應力強  

2.對新環境的評價正

面多於負面 

 

「配合婚姻

型」之生活

適應 

 

母性角色

壓力大於

文化調適

壓力 

 

甜 

蘇 

玲 

皆已婚 照顧家庭 照顧者的母

性角色以家

庭或先生需

求為先，地

位從屬於家

庭 

1.生活必須依賴先

生，適應力視先生態

度與能力而定，但較

追求理想型為弱 

2.生活中充滿挫折與

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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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會生活 

 
 1.配合家庭需求而自成一格的華人團體，對女性而言，是跨出個體與

異文化環境之間的另一重障礙 

     

    走過剛到美國調適的階段後，生活進入穩定期，影響生活品質最

大的，則屬社會生活和婚姻生活。當時為「追求理想型」的留學身分，

在受訪者完成學業，離開學校，投入職場並走入婚姻之後，生活型態

隨之改變。此時，因走入婚姻，在異地之生活適應，又從自原生家庭

抽離的獨自生活階段，走入婚姻家庭，而進入台裔女性妻母角色的扮

演階段，受母文化建構而成的妻母角色認同，順此而成為女性投入婚

姻生活後，必須面對的轉變。 

 

    此時，完成學業之追求理想型的台裔女性已取得當地學歷，作為

進入職場的條件，因此在進入婚姻之後，與一來美國就配合先生的情

況有所差異。由於，婚前求學階段已在美國適應一段時間，語言與生

活能力皆有一定水準，在生活上有自主能力，不必然全部依賴先生，

反而是在一段離開親人獨立生活的經歷之後，在婚姻裡重新找到親情

的溫暖。因此，婚姻不全然是挫折與壓力的場域，由於從強迫獨立的

異國單身生活，到相互照應的婚姻生活，潛在的依賴性格，容易在婚

後發展出凡事以先生為主軸的互動模式（如表 5.3怡）。經過獨力應付

異國生活的階段，進入婚姻生活而尚未擔任母職的階段，女性不全然

以「照顧先生」為生活主要目的，而更為強調夫妻之間的相互依賴與

遷就。 

 

    準此，進入婚姻之後，台裔女性所更重視夫妻之間的相互依賴，

仍易於自原有的社交圈抽離出來，在社會生活方面，處於「以先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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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的社會生活型態。在成為母親之後，則「施予照顧者」的角色

認同，再度浮現，而發展成以「家庭照護需求」為主軸的「媽媽經式」

的照護子女諮詢團體（如表 5.3琪蘇），其中，成員皆以各個華裔家庭

（包括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台灣等地的華裔家庭）的妻母

為主，彼此互動的模式，仍圍繞於各妻母之家庭事務的交流，乃為以

「家庭為軸心，向外擴散」的社交型態，（如表 5.3琪蘇）此由女性成

員所集合的團體，女性的獨立空間，仍是「配合」支持家庭需求的延

伸，而形成符應家庭需求自成一格的華人團體。對女性而言，由於此

時的家庭照護需求，因成為妻母之後，開始躍升，若未發展事業或學

業，則走入家庭成為母親之後，為母的角色認同，再度使其成為「必

然的施予照顧者」，而成為個體與異文化環境之間的另一重障礙。 

 

  2.以女性個體為主體之社會支持系統，成為抽離家庭場域的管道 

      以女性個體為主體之社會支持系統，可成為抽離家庭場域的管

道。在進入婚姻之後，仍保有與婚前好友聯繫的社會網絡，而發展為「以

家庭為主軸，知心好友為副軸」的社交型態（如表 5.3甜玲玫），知心好

友可成為家庭生活壓力紓解的管道，那麼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則可相

輔相成，而不致因以先生及家庭為優先的生活，完全喪失女性的獨立空

間。若能在進入婚姻之後，將婚前好友與先生的社交圈相互交融，則可

發展成「夫婦雙方共同參予社交生活」以雙方互為軸心的社會生活型態，

惟夫妻軸之間仍有主副地位，而以先生的社交圈，為夫妻雙方共同的主

要交友圈（如表 5.3玫）。以上的生活型態在家庭場域中妻母角色的扮演，

並未完全處於封閉的場域，透過知心好友或非家庭需求而集合的同伴，

必要時能夠抽離家庭場域妻母角色的壓力源而達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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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婚女性的社會支持系統，因未處於附屬地位，而呈開放式發展 

    若尚未進入婚姻，則台裔女性的單身交友圈，則可發展成「開放

式的社交」軸心（如表 5.3芬），以「四海皆兄弟」的胸襟拓展社會網

絡，惟因未涉婚姻生活的妻母角色，附屬的社交地位未顯。 

 

    從上述各式的社會生活型態可知，受母文化價值觀所建構的妻母

角色意識型態使得女性在婚姻中扮演從屬或附屬的角色，台裔女性之

為妻母，表現在其社交生活上，則使得以家庭為先，自我需求為後的

型態，成為應然與必然。若能保有女性非家庭需求為導向的朋友圈，

或夫妻雙方的交友圈相互交融，女性尚可在婚後保有獨立空間。未婚

者則因未呈現附屬的地位，社交圈呈開放式的發展。 

 

    由於美國的生活型態重視家庭生活的隱私，故各自處於獨立的家

庭單位之中，人與人彼此間的界域（boundary）明確，社會生活基本

是疏離而孤立的（ isolated）。因此，女性在家庭中施予照顧的地位所隨

之而來的壓力，也因此是封閉而孤立的。她必須能尋求外於家庭的管

道，尋找重心，例如：工作或求學，以及找尋可以紓解壓力的社會支

持網絡系統，以達到平衡。 反之，若社會支持系統仍為家庭需求而存

在時，則來自家庭封閉場域的壓力，便無法得到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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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跨文化生活適應-社會生活型態 

類型 代 表

人物 

當時婚

姻狀況 

社會生活

軸心 

衍生意義 現象 

以先生為主

軸的社交生

活 

 

怡 已 先生 兩人世界 從凡事獨立又到有人照顧的幸

福感,婚前好友與先生沒有交

集，為妻子的潛在困擾 

「媽媽經」

式的社交生

活 

 

琪 

蘇 

已 家庭照護

需求 

以家庭為軸心，向外

擴散 

   心靈寄託的管道,.照護子女的

相互諮詢團體, 女性仍沒有獨立

空間，是以家庭需求出發 

夫妻雙方共同參

與的社交生

活 

玫 已 夫妻互為

軸心 

夫妻共同經營，但仍

有主副地位 

夫妻雙方生活圈相互交融，但

仍以先生社交圈為主 

中國女性之

婚姻生活與

社會生活的

相輔相成  

甜 

玲 

已 以家庭為

主婚前知

心好友為

輔 

家庭為主軸知心好

友為副軸，好友可成

為家庭生活壓力紓

解管道之一 

保有女性婚前好友圈，婚姻生

活與社會生活可以相輔相成 

 

「四海皆兄

弟」式的社

交生活 

芬 未 開放式社

交軸心 

無疆界，不限於自成

一格的圈子 

.交遊滿天下，社交活躍 

 

 

 
貳、 台裔女性妻母角色意識型態在跨文化婚姻生活的展現- 
    「退讓」策略 
 

1. 女性在跨文化情境中婚姻生活中所採取的「退讓」策略，成為衝破個
體與異文化之間柵欄的另一個困難 

 

         自走入婚姻開始，台裔女性的妻母角色意識型態-「照顧者」自居，

凡事以照顧先生和家庭為主，在社交生活方面也以先生和家庭為主軸。

婚姻生活中的互動模式，則因此成為生活的重心。準此，因先生在婚姻

中處於主導地位，而妻子相對處於附屬地位，使得先生對婚姻生活的態

度，決定了婚姻的互動模式及女性妻母角色的負擔程度。 

         

         當先生採取傳統大男人態度時，認為「照顧小孩是媽媽的事」，女性

雖不是無怨無悔，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面對先生的態度，妻子以接受

一切或以先生的意見為意見，已維持婚姻和諧之「退讓」策略，妻子在

婚姻中的從屬地位，因為妻子本身的退讓策略而進一步被強化（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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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先生因妻子的退讓策略，繼續地維持其主觀的看法及其主導的地

位。準此，受母文化所建構的妻母角色意識型態，對女性來說，像是一

道攻不破的牆，只好退一步，接受現狀。因此，生活環境空間的改變，

處於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女性，由於生活場域的封閉，仍生活在原生文化

的價值體系之下，並未改變妻母角色在家庭中的地位與意識型態，此時，

反而是先生的態度及為妻母者自己本身的因應策略，對於妻母角色的扮

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2.先生的支持態度，主導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適應策略與地位 

    先生的支持態度，主導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適應策略與地位。若

是先生以體貼、照顧或相互遷就的態度經營婚姻生活，且在行為上予以

實踐，則夫妻間的主副地位不明顯，也未顯出身為妻母者，須為維持婚

姻和諧而採取「退讓」策略（如表 5.4玫）。先生的支持態度，諸如疼愛

小孩、幫忙家事，或彼此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的態度（如表 5.4琪），此

類婚姻生活的和諧，不需由為妻母者的「退讓」而達成，而是因先生未

存有性別意識型態而達成的和諧狀態，婚姻生活的滿足，則使得家庭不

為一個封閉的壓力源，而是彼此支持與相互成長的動力。當先生在態度

上，願意體貼照顧妻子，但在行為上無法實踐（如表 5.4芬），為妻母者，

還是採取承擔一切的「退讓」策略，準此，婚姻氣氛和諧，但女性在婚

姻生活中的負擔卻未減輕。 

 

    當妻子為「配合」婚姻來美，而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備受壓力，處於

極度不適應的生活之中，家庭的封閉場域，是主要的壓力源，惟若先生

對妻子充分支持鼓勵，反而有助於妻子度過生活適應壓力的階段（如表

5.4甜），故先生的支持態度，在母文化建構下的妻母意識型態作用之下，

有助於女性跳脫家庭照護需求的負擔，累積較佳的生活適應能力。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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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則成為共患難的基石，夫妻雙方並不需要任一方的退讓，來維持婚

姻的和諧。此時，先生的態度反而比女性自覺更能影響女性本身的地位。 

 

表 5.4 跨文化生活適應-婚姻生活中的退讓策略 

  類型 先生對家庭

與婚姻的看

法 

代表人

物 

妻子相應策略 衍生意義 現象 

先生為傳統大

男人之已婚女

性，在婚姻中

無盡負擔的源

頭 是 退 讓 策

略?  

婚姻是兩人

世界，不喜

歡與太太的

婚前朋友接

觸 

 

怡 相信先生的態度

漸漸會改變的-

退讓(怡) 

 

不想改變先生

的看法 

 

習慣性以接受一

切來維持婚姻的

和諧 

 凡事先生做

主 

 

蘇 凡事習慣以先生

的意見為意見-

退讓（蘇） 

呈現出以夫為

天的意識型態 

 

在婚姻中的地位

乃為從屬 

 

 照顧小孩是

媽媽的事情 

 

 玲 因為先生不能溝

通，只好自己承

擔 一 切 -退 讓

（玲） 

 

當先生不願意

分擔時，再累

也只好自己承

擔，雖不是無

怨無悔，但並

沒有更好的辦

法 

.溝通不成，就算

了，未進一步的堅

持 

 

 

 

 

與新好男人共

度的婚姻，是

否需要「退

讓」？ 

 

    

體貼照顧妻

子，疼愛小

孩，幫忙家

事 

 

琪 

 

先生給予許多安

全感，減輕照顧

小孩的負擔-未

顯退讓 

 

夫妻相互尊重

與平等對待 
 

婚姻生活滿足 

 

 相 互 遷 就

Compromise 

 

玫 個性上互補，可

以向先生學很多

新的東西-未顯

退讓 

 

夫妻相互學習

成長 

 

 

共同經營婚姻生

活 

 

 

充分獲得配偶

支持的婚姻，

女性是否需要

退讓? 

充分支持妻

子，幫助她

適應新環境 

甜 並沒有因為婚姻

而犧牲的感覺-

未顯退讓 

夫妻共患難培

養，革命情感 

緩解異文化生活

的壓力 

婚姻沒有 

絕 對 的 好 與

壞，它是一個

套 裝 的 產 物

(package)，你

必須全部接受 

愛妻子，對

於 家 務 分

工，口頭上

願意分擔，

但說的比作

的多 

 

芬 先生也不是不願

意幫忙，但是就

是作不來，家務

方面也就承擔下

來-退讓 

先生在態度上

願意分擔，但

在行為上並沒

有如其態度實

踐 

婚姻沒有絕對的

理想，必須全部接

受也是退讓自我

需求符應先生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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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裔女性妻母角色意識型態與 
        跨文化母職選擇 
 
1.母職選擇臣服於孝道文化的壓力-No better Choice 

       如上述，在跨文化情境下的婚姻生活，台裔女性受原生文化妻母角

色意識型態的影響，即使生活在美國，仍受原生文化的制約，在家庭地

位為從屬。女性本身的退讓策略，更加強了附屬的地位，先生的態度反

而成為改變或提升地位的主要力量。在台裔女性之母職選擇方面，亦受

到妻母角色意識型態、香火意識及孝道文化的影響，作為一個母親乃是

為了符應他人期待，特別是夫家的期待（如表 5.5怡）。在台裔女性主觀

認知與夫家「無後為大」壓力相左，並不想生小孩的情況下，仍難以擺

脫「父母命，不可違」的孝道文化，即使採取拖延戰術（如表 5.5玫），

還是處於必須實現生小孩的天職，以及「給公婆一個交代」的義務。傳

統對女性傳宗接代的期待，並未因轉換新環境而拋開，母職選擇的自由

更臣服於孝道文化的壓力，台裔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則因此再度壓縮自

我的需求與意願，為符應家庭的需求而「二度退讓」。 

 

2.找到母職選擇與夫家要求的平衡點- One Child Only   

     既然完全拋開上一代傳統，延續子嗣的價值觀，幾乎是不可能的。

惟堅持保有自我發展空間的台裔女性，仍試圖在兩者衝突之間找尋平衡

點，也就是不完全推翻，也不完全符應夫家公婆的期待，小孩只生一個

（如表 5.5玲），其他的時間必須留給自己，無法再滿足公婆更多的要求，

諸如一定要生男孩等等，則是企圖把自我的空間放在意識型態中允許的

範圍之內，找到平衡點與壓力的緩衝策略。但是孝道文化和妻母意識型

態的本質並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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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全認同於成為母親的必然性，徹底內化母職角色認知，沒有主體性

與母職選擇的衝突 

 

    上述兩者，乃是在女性自覺到成為母親的責任和承諾之重大，而不

太想作母親的情況下，面對夫家要求和孝道文化的壓力，無力抵抗，只

好二度退讓。若完全認同於成為母親的必然性，將妻母角色實踐徹底內

化成自我實現的管道之一，充分地享受母職經驗的樂趣，則沒有母職選

擇與主體性衝突，和為了符應夫家需求，必須退讓主體性的困擾，由於

母職選擇乃出於自我意願，反而能全心全意照顧小孩，享受天倫之樂（如

表 5.5 琪），正如 Rich 強調的，女性在擺脫父權社會的制約後，所體驗

到的母職經驗的喜悅。或若徹底內化母職角色期待，而將繁衍下一代視

為婚姻裡的理所當然，並視給予子女足夠的親情，為母親無可避免的責

任，則母職選擇與主體性的衝突亦不存在（如表 5.5芬）。但是，當工作

與母職角色產生衝突，而無法履行母職形象時，女性所產生的心理焦慮，

乃是由於「照顧小孩」應先於「自我需求」的認知所致，使得台裔女性

仍面臨了工作與小孩之中，必須擇一的衝突困擾（如表 5.5芬）。準此，

徹底內化的母職形象及強烈的責任感，當面臨任何與母職角色衝突的選

擇時，都以實踐母職工作為第一考量，讓台裔女性仍選擇了以照顧小孩

為先，而放棄工作等其他生活的選擇。 

 

    把母職的概念，成為自我實現的一部分，而未顯母職實踐與主體性

的衝突。但是，在「照顧小孩，優於任何其他選擇」的概念之下，也可

能因此喪失與外界接觸的機會。特別是在一個異文化的社會，喪失與外

界接觸的機會，事實上隱藏著將來面對下一代成長過程中，代間衝突的

危機。不論女性是否自覺到母職選擇的自由，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壓力，

使得作母親成為台裔女性不得不承擔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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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完全認同身為中國母親無私奉獻的形象，且身體力行傳統女性的韌性 

    甚且，若將母職角色進一步內化成中國媽媽無私奉獻的形象，則一

方面不處於母職選擇與主體性的衝突困擾，同時，身為一個中國媽媽，

甚至不必在母職與工作之間的衝突尋求平衡，因為，投注所有的心力在

小孩身上是中國媽媽的當然工作（如表 5.5蘇），母職的自由選擇，對奉

守中國媽媽形象作為女性職志者而言，似乎是沒有必要存在的。實踐中

國媽媽的無私奉獻，意味著為了保護子女，不惜犧牲自己一切需求的角

色。內在衝突的不存在，則被傳統女性面對困境的「韌性」所取代。惟

在異國生活情境之下，下一代在美式環境下長大，尊崇個體應保有獨立

自主生活空間的原則，亦可能因母親的過度犧牲，隱含著代間衝突危機。 

 

 5.延伸性的廣義母職，整個家族都在照顧之列 

    在美國，另一種特殊的為母型態則為小留學生之代理母親，是延伸

性的母職角色，其動機仍為符應照顧他者的需求，透過照顧兄弟姊妹的

下一代來支助宗族親友的新移民生活（如表5.5 甜）。施予照顧的範圍，

擴及整個家族。準此，對一個移民女性而言，母文化所建構狹義的妻母

角色意識型態尚且不夠，在照顧婚姻家庭之外，還必須拓展成為廣義的

妻母角色，負擔所有親族成員的照顧責任。 

 

6. 若將自我需求放在家庭利益之前，似乎是一種罪過 

    準此可知，不論台裔女性對於母職擔任是處於認同或不認同，不論

是否經過心理上的掙扎或焦慮，最終的選擇仍為符應家人需求為優先考

量。母文化所建構的妻母角色意識型態之根深蒂固，不但在生活空間的

移動之後並未改變，甚且在主觀認知上，若將自我需求放在家庭利益之

前，似乎是一種「罪過」。 準此，台裔女性最終仍選擇以家庭利益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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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處於「自我說服而認命」或「不認命卻無可奈何」的退讓情境。（利

翠珊，1999） 

 

    如上述，即使移居異國，母文化所建構的妻母角色意識型態，仍然

影響著女性作為母職選擇的考量，面對「無後為大」的孝道壓力，除了

認命或拖延，也難以找到更好解決衝突的因應策略。堅持不想要小孩的

選擇，在母文化所建構之妻母角色意識型態下，女性只能再度退讓。而

在未能踏出家庭場域，接觸到異文化的意識型態情況下，異文化的影響

力非常薄弱。若是未再進一步投入工作或求學，則在未面臨到下一代接

觸美國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之前，更可能固著於本土文化的價值觀。只是，

當女性不斷地退讓自我需求，為了照顧子女放棄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假

以時日，當下一代長大時，兩代之間雖居於同一屋簷下，卻處於不同文

化脈絡的價值觀，代間衝突的危機，必須在彼此找到共同文化脈絡的認

同點上，才可能予以解決。 

  

 

 

 

 

 

 

 

 

 

 

 

 

 

 

 

 



 120 

 表 5.5 台裔女性妻母角色意識型態下的跨文化母職選擇 

類型 選擇母職(或代

理母職)的動機 

代表

人物 

當 時

為 母

狀況 

相應的策略 衍生意義 現象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與母職選擇

權 的 交 戰 -

女性的二度

「退讓」？ 

符應夫家的香

火意識需求 

怡 

 

 

未母 

 

為 了 讓 老 人 家 快

樂，孩子遲早還是會

生 

 

 

 

父母命不可

違的孝道文

化 

 

 

 

成為生活主

軸的不只是

先生，更是先

生所屬的整

個家族 

 一方面有當媽

媽的渴望，一方

面因應夫家的

香火意識需求 

玲 母 只要有一個小孩，其

他的時間必須做自

己的事 

在符應家庭

需求與保有

自我發展空

間之間找到

平衡點 

不完全以夫

家的需求為

主，也堅持自

己的停損點 

 符應夫家的香

火意識 

玫 未母 不方便直接忤逆公

婆的意願，但又不想

太早生，只好拖一天

算一天 

父母命不可

違的孝道文

化 

拖延戰術，用

時間換取空

間 

母職選擇與

女性之自我

實現融為一

體？ 

 

 

自己很想作媽

媽，視為一種人

生成就 

琪 母 全 心 全 意 照 顧 小

孩，樂在其中 

徹底內化認

同傳統妻母

角 色 的 期

待，反而沒有

衝突 

將母職視為

自我實現的

管道之一母 

母職與自我

實 現 的 兩

難 ？ -親 情

分離的考驗 

繁衍下一代是

很自然的過程 

芬 母 小孩是婚姻中必然

的產物，但小孩在學

業 未 完 成 時 就 有

了，只好先把書念

完，再把小孩帶回

來，但是很後悔 

徹底內化母

職角色的期

待，以至於不

能履行時，面

臨極度的心

理焦慮 

工作與小孩

之中必須擇

一的衝突 

身為母親，

是一個女人

理所當然的

路 

身為母親是女

人理所當然的

路 

蘇 母 全 心 全 意 照 顧 子

女，視奉獻犧牲為當

然 

徹底內化傳

統母職角色

期待，從不質

疑 

完全實踐傳

統中國媽媽

無私奉獻的

形象 

身為小留學

生之代理母

親的抉擇，

視為一種成

就與回饋 

 

幫助兄弟姊妹

的子女能有更

好的環境 

甜 代 理

母親 

提供姪子女一切生

活照顧與教育所需 

延伸性的母

職角色，將照

顧親友的小

孩，視為一種

成 就 與 回

饋，滿足利他

性的需求 

早期移民者

透過照顧下

一代來支助

宗族親友，照

顧弟妹的小

孩，一樣是照

顧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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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傳遞代間文化價值觀的鬆動與固著 

           -經跨文化反省的教養態度 
 

   從一、二節台裔女性之跨文化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婚姻生活及母職

選擇中可知，受訪者本人在生活適應及角色扮演上，即使在主觀認知上有

異於傳統文化的看法，也常因為顧及上一代的期望等因素（受孝道文化的

影響），而難以擺脫原生文化之角色意識的制約。但是，受訪者婚後，先後

走入美國社會，工作或求學，在工作的過程中，原生文化漸漸受到主流文

化的衝擊，包括感受到自己的態度太過謙讓，而吃悶虧等，開始有機會跳

脫原生文化的框框，從後設的立場重新看待/評斷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優缺

點，遂漸漸修正原有文化價值觀。且在下一代的教養問題上，面對無可避

免地下一代的文化衝擊，台裔女性已經開始反應出主觀認知上可較為自主

決定的空間，此時，在一段跨文化反省的階段之後，已認知到下一代處於

異於自己所成長的種族、社會文化脈絡之下，母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已

經不適用於下一代身上。自己本身所背負之母文化價值觀的制約，諸如以

家庭需求為考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

為人妻母的照顧角色等觀念，在移民之後，雖經過文化衝擊之後的反省，

但要全部予以擺脫既有的行為模式，仍面臨無法改變的固著性，因此希望

改變傳統文化中不適用於跨文化情境的部分，改以擷取中美文化優點的態

度，作為教養態度，找出雙重文化平衡點的行為模式。 

 

壹、 跨文化教養態度-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1.反省母文化與異文化價值觀的結果之一-更堅持中國式的教養觀 

    經過一段時間中美跨文化的衝擊之後，台裔女性重新反省雙重文化

的優劣之處，表現在對下一代的教養態度上，成為傳統意識型態鬆動的

可能。惟經過文化差異的重新省思，台裔女性的教養態度，則可能更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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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國式的教養觀-面對競爭更激烈的美國社會，望子成龍的心態不減反

增。（如表5.6蘇） 

 

    跨出家庭場域與外界接觸時，中國人的生存條件由於種族地位的邊

緣化，在生涯發展上事實上是相對不利的。因應不利地位的方式，一方

面可能集結同為中國人的團體，以加強政經勢力，一方面可能培育中國

人在美國相對擅長領域（如電腦科技業Computer Science）的能力，取得

生存的一席之地。在此過程中，成就壓力被強化，因此，傳統價值中，

父母保護子女的義務，被外在環境的不利而強化，為確保下一代在當地

生存有保障，上一代反而對於下一代的教養更為戰戰兢兢，認為作父母

的應全力支持，特別是作母親者，對小孩的完全付出與犧牲，視為理所

當然（如表5.6蘇）。 

 

    至於身為小留學生之代理母職時，因並不是親生母親，小孩也是在

台灣完成中學教育後始來美，只是暫代為照顧，反而因承擔更重的擔子

和責任，對小孩許以更高的期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定要出人

頭地。因為代理母職所面對的，不僅是小孩在美國的成就表現，更要面

對小孩在台灣的父母，對代理母職的交託，雙重的成就壓力，使得放任

式或中西合璧式的教養空間成為不可能的策略！（如表5.6甜） 

 

    2.反省母文化與異文化價值觀的結果之二-中西合璧式的教養態度 

    另一種移民者面對外在不利條件時，所採取的因應方式，則認為傳

統中國父母過度保護的態度，培養出下一代被動、畏縮、無法獨立自主

等人格上的缺點，始為處於主流社會不利地位之真正原因。遂修正過於

保護的態度，認為父母不需對子女過度照顧，只要維持基本的需求即可，

給予子女足夠的自主空間，才是得以在美國生存的能力（如表 5.6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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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第一代的教養態度，亦可能仍持中國父母的傳統心態，視精心經營

子女的人格發展和享受生命的態度為己任，但已擺脫「唯有讀書高」的

期望，在期望的內涵當中，更重視全方位的發展，然而，子女全方位的

發展，仍需繫於父母的培養，並非透過給予子女自主空間而可得，小孩

還是需要父母的指導，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如表 5.6玫）；抑或反

對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權威態度，強調父母應重視小孩的自主權，而認為

在小孩成長的過程中，親子雙方應該互相學習，共同成長（如表5.6玫）。 

 

    如上述，不論是第一代對第二代的期望態度上作修正，或是在期望

的內涵上作修正，皆為第一代移民，於移民初期，以母文化的價值觀適

應新環境，面對困境與瓶頸後，漸漸調整原生文化價值對教養子女態度

的結果。但是，基本上仍以母文化價值觀為基礎，再自美國文化的優點

中，擷取母文化所沒有的特質，諸如給予子女自主權、教導子女全方位

的人格培養等等（如表5.6 玫）。從這個角度看，則是更豐富了原生文化

之教育子女態度的內涵。 

 

3. 反省母文化與異文化價值觀的結果之三-完全放任式的教養態度 

    較中西合璧式更極端的態度，則是全盤接受美式父母的教養態度，

視子女為完全獨立的個體，而採取完全放任，完全西化的方式，重視小

孩的自主空間（如表 5.6怡），讓小孩學習為自己負責。對於中國式的期

望或培育，採取反對的看法，徹底丟棄傳統價值觀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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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省母文化與異文化價值觀的結果，反應了第一代對於不同文化優缺

點的擷取方式-反而比在台灣社會未經文化抽離而直接全盤西化的勢力

之中，更容易保存傳統文化的精髓 

     

    在美國成長和在台灣成長的小孩，其父母在教養態度上的差異，最

明顯的就是父母經過不同文化的衝擊，而在脫離原生文化脈絡下，對原

生文化價值觀，進行抽離與反省的階段。因背負原生文化價值而在美國

社會中所遇到的瓶頸，會在下一代教養態度上作修正，而擷取兩種文化

優點融合而成。另一方面，父母在美國社會所培養的世界觀，亦對子女

的期望層次提高，著重全方位的培養，學業成就只是一部份。在大環境

方面，美國教育制度也提供更多元的發展途徑，從哪一方面發展都有機

會，其中較須謹慎處理的問題，則屬族裔認同的態度。 

 

    如上述，移民第一代，反省母文化與異文化價值觀的結果，反應了

第一代對於不同文化優缺點的擷取方式，反而比在台灣社會未經文化抽

離而直接全盤西化的勢力之中，更容易保存傳統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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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6 跨文化教養態度-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類型 文化反省的內

涵 

代 表

人物 

當 時

為 母

狀況 

相應的策略 衍生意義 現象 

中國式的教養觀

-孩子，我不要讓

你 輸 在 起 跑 點

上！ 

 

成就壓力因外

在環境的不利

發展條件而被

強化，而堅持

中國式對子女

的期望 

蘇 母 怕小孩趕不上同

儕，無法找到好工

作，應該在小孩成

長過程中，全力支

持，這是父母應盡

的責任 

望子成龍心

態不減反增 

中國父母有義務

提供給小孩最好

的環境，母親的

付出是理所當

然，即使很累，

也不喊苦 

吃得苦中苦，方

為人上人   

 

極端期望子女

的成就 

甜 代 理

母 

在美國一定要有

頂尖的表現才有

前途，只有勤奮不

懈才能達到目標 

希望辛苦努

力會有成果 

由於不是親生的

媽媽，只能不斷

的耳提面命，也

不敢太逼 

中西合璧式的教

養觀-培養小孩

健全的人格是父

母的義務 

 

以對小孩人格

發展的精心經

營，實踐父母

對子女的期望 

琪 

 

 

母 

 

中國父母應為子

女經營一個全人

的環境 

仍為望子成

龍的心態，但

成就的內涵

已不只是唯

有讀書高，而

是更全人的

發展 

小孩的表現須是

常識豐富、社交

活躍又有自信 

 以對小孩教育

的精心經營，

實踐父母對子

女的期望 

芬 母 死讀書沒有用，父

母應要培養小孩

懂得享受生命 

仍為望子成

龍的心態，但

成就的內涵

不只是唯有

讀書高的觀

念，而是享受

生命的態度 

小孩的表現，一

方面要有一定的

學業成就，一方

面要能在自己的

生活中找到樂趣 

中西合璧式的教

養觀-親子互動

是父母與小孩一

起成長的過程 

 

反對中國父母

對子女的權威 

玫 未母 父母給予小孩適

當的 direction 是

必要的，但是不應

成為小孩服從的

權威 

重視小孩的

自主權 

父母不斷在錯誤

中學習，與小孩

共同成長 

放任式的教養觀

-父母的義務應

僅止於支持者的

角色 

反對中國父母

對子女過度期

望 

怡 

 

未母 

 

中國父母不需要

為子女安排一生 

 

完全西化，完

全放任 

小孩是獨立的個

體，須學習為自

己負責，父母僅

止於諮商或建議

者即可 

 對子女期望過

多，只是徒增

父母的困擾 

玲 母 中國父母只要幫

助小孩學會基本

的中文即可 

重視小孩的

自主空間 

子女的表現只要

不會太差就好

了，父母不用太

操心 

 

 

     

貳、跨文化教養態度-下一代族裔認同 

    美國社會乃為多元文化社會，以白人為主流，少數民族人口雖不斷

攀升，但種族地位基本上仍屬邊緣者。台裔族群亦屬少數民族之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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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種族共同生存的文化脈絡之下，族裔認同是文化反省過程中不可避

免的思考，也是台裔移民在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方式。對於下一

代的族裔認同教養觀，也決定了代間文化價值觀傳遞的基礎。和教養態

度一樣，族裔認同觀也是在文化衝擊與反省之後的產物，自極端我族認

同至極端他族認同，或在兩極之間選擇開放式認同與雙重認同。（如表5.7）

詳如下述： 

 

1.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之一-極端我族認同 

    經過文化衝擊以及價值觀修正的過程，移民第一代之個體，因應生

活競爭而發展出不同的適應當地生活的方式，也發展出主流文化與原生

文化之間相對地位的價值標準。若認為不論移民多久，多遠，永遠都是

台灣人，在白人的社會中永遠都是異族，則屬於「極端我族認同」（如表

5.7玲），事實上並沒有意願融入主流社會。那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

文化價值觀傳遞，則以原生文化為依歸，成為異國領土下，台灣本土價

值的延伸。可能存在的隱憂，則是第二代成年之後，仍存在與主流社會

的隔閡，難以融入。 

 

 2.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之二-極端他族認同 

    與極端我族認同完全不同的自我定位，則認為既已移民到美國，就

已經進入了美國社會制度的範疇，應該盡量融入，不只是學習美國文化，

還要變成美國人，則屬於「極端他族認同」（如表5.7蘇），盡量把自己視

為與當地人無異的成員。第一代雖經過文化衝擊與反省，仍承襲與保留

部分本土文化的價值觀，但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則盡量培養子女符應

美國制度的要求，原生文化價值觀，對第二代的生活情境而言，則因不

適用，而不再延續至第二代，待其成長之後，也沒有意願接受自己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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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特質，與中國文化的關連。可能存在的隱憂，則是第二代成年之後，

若遇到當地人仍把其歸類於中國人時，心理上不能接受的衝擊。 

 

 3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之三-雙重認同 

    另一種介於極端我族認同和他族認同之間者，則是認為移民的定

位，本是同時牽涉到兩種不同文化的背景，而承認兩種文化的特質兼而

有之者，則屬「雙重認同」（如表5.7）。移民者認為，中美文化各有其優

缺點，不應該因為生活在美國，就完全認同於美國文化，過度的自由放

任，下一代很可能產生迷失困惑的困擾。中國文化對於親子連帶以及學

業成就的重視，可以幫助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更多的諮詢對象，更能適

應美國高度競爭的社會，但中國文化過於謙讓、呆板、被動不知變通的

固著性，也可透過學習美式的幽默與自由思考予以彌補，兩者互補長短，

恰是培養全方位人格的最佳組合。 

 

4.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之四-開放式認同 

    若認為既已投入美國文化，便不需再固著於遵循本土文化的價值觀

與語言能力，美國是一個比台灣社會更為開放自由的社會，正是應該好

好利用，以拓展生活領域的場域。應該藉此環境汲取各種文化特質的優

點，不僅僅限於台灣本土的價值或者美國主流的特質，世界各地的文化

在此聚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容易接觸到全球性的文化，則屬「開放

式的認同」（如表5.7芬）。第一代完全打破不同文化之間的藩籬，從世界

觀的眼光來培育下一代，開發無限的可能性 

 

     「極端我族認同」與「極端他族認同」的堅持，係將中、美文化的

界域（boundary）作一個明確的劃分，而各自在兩極端，找到應屬自己的

定位，並且盡量要求下一代達到所屬界域的標準；而持「雙重認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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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認同」觀的台裔女性，文化界域的劃分並不明確，或認為文化

模式本身沒有優劣之分，或認為雙重文化各有優劣，涉獵不同的文化領

域，可以擁有更寬廣的視野與資源。惟雙重文化的認同仍有主副地位的

差異，而以美國特質為主。擔任代理母職者，則因姪子女仍處於新文化

的適應期，而採取積極學習美國文化，融入當地生活模式的策略。 

 

    準此，經過跨文化的反省，以及融入當地社會的經驗，台裔女性所

認知之傳統意識型態，並不期望在下一代身上展現，下一代的社會文化

脈絡與其生活經驗不同，是否需要予以傳遞或複製，則視其對於原生文

化與主流文化或世界性文化之間的相對關係與界域的價值觀而定。 

   

 表5.7 跨文化教養態度-下一代族裔認同 

類型 文化反省的

內涵 

代 表

人物 

當 時

為 母

狀況 

相應的策略 衍生意義 現象 

不管走到哪裡，

永遠都是台灣人 

必須接受自

己的血統來

源 

玲 母 既是中國人，一定要

把中文說好 

極端我族認同 不論如何地設法

融入主流，決不

能忘本 

在美國長大，就

是美國人 

設法融入主

流 

蘇 

 

母 

 

把自己當作與當地

人無異的一員 

極端他族認同 不只是學習美國

文化，還要變成

美國人 

哪 一 國 人 不 重

要，重要的是快

不快樂！ 

不必侷限於

中國文化價

值觀的認同 

芬 母 不必強迫小孩接受

對他來說非常陌生

的文化 

開放式的認同

觀 

不強迫認同任一

國的文化，由小

孩自己決定 

 

哪 一 國 人 不 重

要，重要的是快

不快樂！ 

文化本身沒

有優劣之分 

怡 

 

未母 以好人或壞人作為

分類標準，而不是中

國人或外國人 

沒有文化界域

（boundary）的

限制-開放式認

同 

 

和當地人相處起

來沒有隔閡 

在美國長大的台

灣人 

 

既是台灣人

也是美國人 

琪 母 兩 種 文 化 都 要 學

習，不偏不倚 

雙重認同 擷取兩者的優勢 

 具有美國文

化特質的台

灣人 

玫 未母 兩 種 文 化 都 要 學

習，但以美國特質為

主 

雙重認同，但美

國為主 

以學習美國文化

為主，但兩者可

互補長短 

新世代的台灣人 有潛力成為

具有美國文

化特質的台

灣人，但目

前有待努力 

甜 代 理

母 

積極學習美國文化

特質 

希望吸取美國

文化的優勢 

姪子女仍處於新

文化的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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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跨文化教養態度-雙文化衝擊下教育的利弊得失 

    不論移民者個體採取的族裔認同態度或教養觀，是處於中西合璧，

或極端中式，或極端西式，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前提條件仍必須將個體

置身於美國整體的教育制度之下來考量，從總體的脈絡，反觀個體在雙

文化衝擊下，接受教育的利弊得失與自我定位。 

 

1. 在美國崇尚資本主義競爭下的社會，必須要成為頂尖人物才能生存-

「不成功，便成仁」的不歸路 

    

   如上述，由於認知到中國人在美國社會種族性的邊緣地位，必須透過

強化個體的成就動機，盡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精英，以作為自我期

許的目標。換言之，在美國崇尚資本主義競爭下的社會生存，如果不能

成為頂尖人物，就會成為整體教育制度下，被犧牲的一群。（如表5.8玲）。

當移民第一代承襲「出人頭地」的觀念，而認為在美生活最重要的，是

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才能彌補種族性的不利地位時，為避免第二代處

於種族與專業能力雙重不利的地位，不論是採取哪一種教養態度，諸如

給予小孩必要的基本訓練，或督促子女努力不懈，或刻意培養雙文化的

能力，皆以培養子女成為專業精英人才為目標。準此，移民第一代為第

二代所舖設的，是一條「不成功，便成仁」的不歸路。在美國的邊緣地

位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壓力，反而比在原有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更

能發揮努力不懈求表現的精神，有更大的空間展現才能，傑出表現甚至

可能超越邊緣化的地位。 

 

2. 享受美國社會的開放自由，享受生命為要 

    第一代移民的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中國人處於美國社會，並非處

於不利的地位，而只是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成員之一。處於不同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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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對跳脫原生文化的框架，是有利的場域。處於美國社會的中國人，

應不再固著於原有的那一套出人頭地的價值觀，而應該好好地享受自由

開放社會下，所給予每個個體自由的發揮空間，享受生命。準此，移民

第一代為第二代賦予了完全的自由選擇。 

 

    上述兩種態度恰好形成強烈對比，前者是更加強中國儒家倫理的努

力不懈特質，後者則是放棄孜孜不倦的精神，享受生命。 

 

       表5.8-雙文化衝擊教育的利弊得失 

類型 利弊得失 代 表

人物 

當時婚

姻或為

母狀況 

相應的觀念/

策略 

衍生意義 現象 

美國是天才

型人物的天

堂， 一般人
基本訓練卻

比台灣差 
 

美式教育缺

乏基本訓練 

玲 已母 智力中等的小

孩受美式教育

可能會被犧牲 

非頂尖人物是資

本主義社會競爭

下的代價 

在家時應多給

予小孩必要的

基本訓練 

要努力成為

頂尖人物，

才能突破種

族邊緣困境 

擅用中國人

的勤奮 

甜 代理母 以中國人的勤

奮彌補相對主

流文化的不利 

為了能在美國資

本主義社會中生

存，非成為頂尖人

物不可 

盡可能逼小孩

達到頂尖水準 

盡量利用美

國的開放制

度拓展生活

領域 

盡情發揮興

趣享受生命 

芬 

怡 

已母 

未母 

自由放任開放

的學習，乃為

上策 

是不是成為頂尖

人物不重要，重要

的是能不能活的

很豐富 

支持子女任何

的興趣與嗜好 

 利用美國環

境多元發展 

玫 未母 希望子女能培

養更開闊的心

胸 

是不是賺很多錢

不重要，重要的是

培養多元文化的

能力 

不會特別要求

學業成就，重要

的是能與各種

不同文化語言

溝通的能力 

 

 

第四節、台裔女性外於妻母角色的生涯規劃 

 

    如上述，經過一段文化衝擊之後，不論是教養態度、族裔認同或對中

美文化的優缺點反省，台裔女性自台灣生長環境中所持有的文化價值

觀，已漸漸在下一代的教養態度上鬆動了原生文化的意識型態，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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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的價值體系下，擷取美國文化的優點，而趨向中西合璧的教養模

式。然而，經過一段文化衝擊之後，台裔女性對於自己本身的定位，則

可從外於妻母角色扮演的生涯規劃中得知。   

 

1.妻母角色的扮演仍是女性的第一職責，生涯規劃不可能全然外於妻母 

角色 

      一方面受原生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異地的生活，皆以家庭為單

位，女性走入家庭之後，妻母角色的扮演已不可能與生涯規劃分離，又

礙於女性生養小孩的生理限制，女性的生涯應從完成妻母角色之後才開

始。但並不因此而產生兩者的衝突，就重要性而言是等同的，只是先後

順序的不同罷了。準此，女性的生涯規劃仍有發展的空間，但必須在完

成母職的責任之後（如表 5.9琪）。當妻母角色的扮演，事實上是生活主

要壓力源，但又不可能避免時，以工作上的成就感來平衡帶小孩的挫折

感（如表5.9玲）則為另一種將自我實現與妻母角色扮演同時兼顧的因應

策略，惟必須面對兩者兼顧時的心力交瘁。 

 

2.以妻母角色的扮演來平衡工作壓力，妻母的扮演等同於一種休息狀態 

    美國社會工作的壓力，使得女性常承受過大的壓力，而產生職業倦

怠感，此時，妻母角色的扮演，反而成為一種休息狀態，而以妻母角色

來平衡工作壓力。此時，家庭則成為退守之地（如表 5.9怡）。惟此休息

狀態，可能只是暫時的（如表5.9玫），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可以再出發， 

重新投入職場。準此，妻母角色的扮演，不全然是一種不得不完成的義

務，亦可能作為休憩的中點。 

 

3. 恬淡度日的退休心態 

     將母職當成終身職志的女性，在小孩長大之後，反而可以功成身

退，心態上只要過恬淡度日的退休生活，（如表5.9蘇），已將一生奉獻給



 132 

兒女的母親，卸下重任之後的規劃，只是「休息」而已。其母職角色已

與其生涯規劃合而為一。 

 

4. 妻母角色的昇華 

 

    若生涯規劃不限於個體，更希望昇華於回饋美國社會，而拓展生活

圈，將從事公益活動作為無止盡的自我成長。即使處於多元文化的社會，

妻母角色已不會成為其跨出自我成長的藩籬（如表 5.9芬），反而是重新

融入主流社會的踏板。 

     

    準此，妻母角色的扮演，可能是一種負擔，必須靠工作上的成就感

來平衡；也可能是一種休息狀態，一種恬淡度日的模式，或者以公益活

動回饋社會。經過跨文化情境的洗禮之後，女性對於自己生涯規劃與妻

母扮演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呈現更多元的樣貌。並不以走入婚姻，就必

須照顧家人或以家庭利益置於個人之上為惟一的可能。原生文化價值觀

中，對於妻母角色意識型態的建構，經文化的承襲、抽離、調整與傳承

之後，女性妻母角色的必然性也開始鬆動與抽離，成為一種成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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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9-妻母角色與生涯規劃  

類型 主要概念 代 表

人物 

當時婚

姻為母

狀況 

相應的觀念/

策略 

衍生意義 分析發現 

小孩和自己的

事 業 一 樣 重

要，只是先後

順序不同 
 

妻母角色與

自我實現皆

不可放棄 

琪 已母 先完成妻母的

責任再發展自

己的生涯 

生涯規劃不可

能全然外於妻

母角色 

女性生養小孩有

生理年齡的限制

必須在年輕的時

候解決 

工作是成就的

來源，決不會

因為小孩而放

棄 

 

透過自我實

現來平衡妻

母角色壓力 

玲 已母 以工作上的成

就感平衡帶小

孩的挫折感 

工作上的成就

事實上是更能

帶來快樂 

因為要兼顧兩者

而心力交瘁 

在職場上已感

厭倦，當一個

家庭主婦就好 

以妻母角色

的扮演來平

衡工作壓力 

怡 已 

未母 

妻母的扮演等

同於一種休息

狀態 

承受過大的壓

力，已經把自

我實現的動力

磨平，此時身

為妻母反而是

退守之地 

放棄工作遠離競

爭壓力 

再度投入工作 再出發 玫 已 

未母 

妻母的扮演當

成一種休息狀

態只是暫時 

職場還是有較

多的挑戰與實

現 

休息之後再出發 

種種花，種種

菜的悠閒生活 
 

恬淡度日就

好 

蘇 已 母 孩子長大之

後，就可以輕

鬆地過過悠閒

日子了 

一生奉獻，功

成身退 

養育子女的工作

告一段落，心態

上等同於退休 

 作作自己喜

歡的事 

甜 代理母 卸下重責大

任，可以過屬

於自己的生活 

功成身退 心態上等同於退

休 

投入公益事業

幫助更多的人 

回饋社會 芬 已母 以公益活動實

現自我 

妻母角色的昇

華 

拓展生活圈，無

止盡的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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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與分析-原生文化價值觀的
抽離與反省  

 
    就前述資料歸納結果可知，原生文化價值觀下的性別角色意識型

態，在異國情境下仍影響著台裔女性在美的家庭生活與母職倫理，本章

筆者嘗試進一步以家族主義的觀點，討論分析在異國的母職倫理，透過

代間價值觀的衝擊，成為原生文化價值觀下的性別角色意識鬆動的契

機： 

第一節 、移民女性第一代的原生文化價值觀 

壹、中國家族主義對女性妻母附屬地位之角色建構，所型塑文化價值觀 

 

    如本章文獻探討部分所述，從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女性的從

屬地位係來自父權社會對其所行使的權力。而中國父權社會，則是透過

家庭妻母角色的制約，對女性行使權力，家庭的存在，女性妻母角色的

制約亦因此存在。 

 

    從訪談文本的脈落可知，於移民初期，受訪者在美生活模式甚受家

庭觀念或連結關係所左右。論及中國社會的家庭，乃屬家族主義模式，

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依賴互助，家庭成員之個人的成就亦非獨立存在，

個人的榮耀常與整個家庭同時存在，甚至個人努力的成就動機來自榮耀

家庭。特別是父母，更常視子女的成就，是為人父母的終極目標。中國

家族主義社會所重視的孝道文化，子女對於父母辛勞最大的報答就是榮

耀父母，以及延續子孫。家庭，對中國社會的個人而言，與西方不同的

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連帶與凝聚力的要求，足以左右個人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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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家庭的另一個特色是以父子軸作為家族的傳承，而非如西方，

以夫妻軸作為家庭構成的主軸。由於父子軸的傳承特質，女性，在家庭

的地位，基本上是外於傳承軸的權力，而處於附屬的地位，以輔助先生，

教育下一代為主要的生活目標。中國社會的妻母角色，即在整體文化價

值觀體系的推力之下，透過家庭場域的社會化過程，型塑女性的個人價

值觀，而期望在成為妻母之後，達成輔助先生與照顧小孩的義務（文崇

一，民79）。亦即，中國家族主義是建構女性妻母角色及附屬地位之文化

價值觀的主要結構因素。 

     

貳、女性在婚姻中的附屬角色，使得女性習以家庭需求先於自我需求 

    家庭需求先於自我需求，使家庭成為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包袱 

 

    從前述訪談資料所得可知，女性在婚姻中的附屬角色，使得女性經

過社會變遷，雖有更多的機會走入職場，投入高等教育，在婚姻家庭中，

仍是主要的施予照顧者，職場工作負擔的增加，並不表示減少了家庭照

顧的責任。甚且，當工作負擔與家庭照顧責任無法兼顧時，女性也常以

選擇照顧家庭作為平衡兩難的策略，準此可見，就女性的個人價值觀而

言，滿足家庭成員需求的重要性，更甚於滿足職場工作的需求，或自我

實現的需求。 

 

    視家庭需求先於自我需求的價值觀，使得女性在面對兩者衝突時，

常因照顧家庭成員而放棄自我的需求。照顧家庭成員的必要性越高時，

女性因照顧家庭而放棄自我實現需求的可能性越高。家庭，也因此成為

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發展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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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移民初期以母文化價值觀，作為適應新環境的策略，由於美國社會

生活孤立的環境，而更固著於家庭需求的優先性 

 

    上述之文化價值觀透過社會化，所型塑出女性之個人價值觀，在生

涯選擇上以家庭需求為先。在移民之後，面對不同文化情境的生活，女

性受母文化所建構的妻母角色價值觀，便會成為適應新環境的策略。由

於美國社會生活孤立，家庭成員為了適應新文化，更需要被照顧，女性

因語言或工作技能的不足，更易於固著於家庭需求的優先性。甚且，在

海外的中國社會之中，集體社會取向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是屬於整體國

家層面的，因此也很自然地轉移至家庭及個人成就或利益上。 

 

    在美國異文化情境的生活，對身為妻母的女性而言，是孤立於家庭

場域的。空間的移動，並未改變母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反而會因為整

個家庭單位及成員，以先生為主，面對外在異文化的適應壓力，而更突

顯了母文化所建構之照顧家人，或女性從屬於家庭需求的迫切性。 

 

    移民之後的文化價值觀，是否能夠透過不同文化的交鋒，或自我文

化反省，而承襲或抽離原生文化價值觀，則端視其於移民初期之後，面

對異文化生活，所採取的生活方式，以及與異文化接觸的機會與模式而

定。其中的關鍵更在於，女性是否能夠抽離家庭場域，以一個獨立個體

來面對異文化情境的挑戰。 

 

第二節 移民之後文化價值觀的承襲與抽離 

壹、未能透過空間移動而從家庭場域中抽離，則難有機會調整自母文化中

所建構的家庭價值觀 

    如上述，在移民（或留學）初期，女性在孤立的家庭場域中，異國

生活只是原生社會的延伸，但是在沒有原生文化社會的網絡支持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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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更大的壓力。而由原生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若未能透過空間移動，

從家庭場域中抽離，而難有機會調整自母文化中所建構的家庭價值觀。 

    

    對本研究受訪的台裔女性而言，從家庭場域的抽離所產生之文化價

值觀的反省態度，較文化情境的抽離更為關鍵。自原生文化整體層次的

價值觀，至個體層次妻母角色的價值觀，是透過家族主義之家庭社會化

而建構得成。社會變遷得以改變了女性在公領域的地位，卻尚且難以轉

變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亦是因為中國家族主義對於妻母角色的要求與從

屬的地位，並未因此而轉變，仍在深層結構的潛意識中，影響中國女性

的態度與行為。準此，異文化情境之於台裔女性母文化妻母價值觀的改

變，先反省個體對於家族主義的價值觀是必要的，而反省女性對於家族

主義的看法，從家庭場域中抽離出來是必要的。 

 

    在美生涯，從家庭場域抽離出來的方式，一是婚後繼續求學或工作，

一是至美時，尚屬未婚，亦在求學階段。與原生文化情境不同的是，女

性有能力獨立工作於主流社會，必須在語言與工作、生活技能方面的能

力，達到可適用於美式社會職場的要求。為達此要求，女性本身的高等

教育程度可提供較好的機會。女性在婚後求學或在留學初期尚屬未婚，

則是以個體為單位，面對異文化主流社會的壓力，獨自面對異文化的衝

擊，而不單為照顧家人需求而存在。求學生涯乃屬短暫的抽離，完成學

業之後，仍繼續回到家庭的妻母角色，家庭連帶並不會因此而得以分割，

惟抽離家庭場域，獨自面對文化衝擊，可成為調整與反省原生文化價值

觀下生活模式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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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處於承襲同一套文化價值觀的華人社交圈之中，亦難有機會調整母

文化所建構的家庭價值觀 

     

     受訪者在移居美國一段時間之後，漸漸發展出外於家庭單位的社交

圈，不論是同學或同事的生活圈，多半以中國人為主。來自類似文化背

景的人容易聚在一起，相互照顧。基本上，仍延伸了中國式家庭倫理的

原則，產生「擬似」家人相互照顧的團體。就女性而言，在異文化的邊

緣情境下，更會以共同的家庭照顧需求，而結合為一個以照顧個別家庭

需求為導向的華人團體。惟處於承襲同一套文化價值觀的華人社交圈之

中，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呈「擬似」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則原生文化的

價值觀，在彼此的照顧之間得到強化，並未能使個體抽離家庭場域，而

有機會調整母文化所建構的家庭價值觀，社交圈的擴大，並未使個體抽

離家庭場域，而只是延伸家庭關係的互動。 

 

    自家庭場域抽離，在異國來說絕非易事，從華人社交圈中完全抽離

的可能性更低。因此，移民或留學美國之後的生活情境，仍是原生文化

價值體系的延伸，家庭主婦甚至學生，和當地主流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

往往是自成一格，與主流社會疏離。對女性而言，自原生文化所習得的

家庭價值觀，也未能有所改變，而繼續以家族主義對妻母角色的認知，

在異國，扮演母國社會價值觀下的妻母角色。 

 

    自成一格的華人社交圈對加強處於邊緣地位的華裔社團政經勢力有

所助益，對女性而言，也可作為彼此支持家庭的管道，但其中成員，因

承襲同一套文化價值觀，仍未脫本土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以母文化的價

值觀行事，成為日常生活很美國，但思想仍然很中國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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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內化的文化價值觀，使得女性本身在婚姻生活中的謙讓態度與

退讓策略，成為跨出原生價值觀的藩籬 

     

   除了上述客觀環境的因素，使得女性抽離家庭場域，獨立面對異文化

情境呈現種種壁壘之外，在主觀認知因素方面，女性個體本身，將原生

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內化為日常生活待人處事，教養子女等的信念。

家庭生活的從屬性，在婚姻關係中轉化為凡事「退讓」的策略，並且視

先生居家庭主導地位為當然。女性本身不去，或者無力抵抗妻母角色意

識的壓力，而是在意識的許可範圍內，想辦法讓自己好過一些，但是意

識的本質，與對女性權力的行使並未改變。而所謂讓自己好過一些的方

式，就是在心理上說服自己接受現狀，接受在婚姻中居於從屬地位的必

然性和重要性。準此，自我內化的文化價值觀，使得女性本身，在婚姻

生活中的謙讓態度與退讓策略，進一步成為跨出原生價值觀的藩籬。 

     

    如上述，中國家族主義對於女性妻母角色的建構，對於女性來說可

說是來自社會價值觀之結構性的制約。撼動結構並非個人的力量所能

為，惟在結構中的行動者，仍能藉由吸收新知等方式，強化自覺性的作

為，在社會價值觀結構的運作中，找尋適合自我發展的方式。舉例來說，

設若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堅持自我需求的重要性，仍可能改善家庭中從屬

的地位，而女性將文化價值觀自我內化成為個體的信念，並採取退讓策

略，其從屬地位則進一步被女性本身的態度所鞏固。不論女性採取退讓

策略是源自「自我說服而接受」或「不接受但無可奈何」（利翠珊，1999）

的心態，女性的退讓，遂成為異國生活情境下，跨出原生價值觀最主要

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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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原生本土家庭上一代所傳承的孝道文化，是文化價值觀中，牢不可

破的壓力，母職選擇因此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文化價值觀的要求 

 

    家族主義對於女性妻母角色的最大期待，其實是延續子孫，傳承家

族「父子軸」的權力。孝道是中國家族主義的根本之道，家庭成員之間

的凝聚，仍是以對父母的盡孝為核心。移居國外，面對異文化生活壓力，

女性難以抽離家庭場域，同時亦難以抽離本土原生家庭的期待。移居異

國之後，與本土家庭之間的連帶關係仍然存在，對上一代盡孝道的義務，

仍為移民第一代與本土上一代之間主要的連帶關係，延續子孫反而成為

實現孝道的方式之一。根據訪談結果，就受訪者之上一代的觀點而言，

家庭存在的目的，不僅在於夫妻彼此情感的結合，更在於營造孕育下一

代的環境。因此，女性婚後的主要義務，事實上是為夫家延續子孫。從

原生本土家庭上一代所傳承的孝道文化，基本上是家族主義的核心觀

念，對女性而言，也因此是自母文化所承襲的文化價值觀中，牢不可破

的壓力。準此，透過孝道文化，則再一次成為對女性行使妻母意識與權

力之機制，要求女性臣服於延續子孫的義務，對於沒有意願生養下一代

的女性而言，也因此承受了限制母職選擇自由的壓力。受訪之台裔女性

在異國的妻母角色，一方面因為異國環境的孤立，而難以抽離原有價值

觀體系，一方面又必須符應原生本土家庭的期許，準此，而形成更難以

跳脫原生文化價值觀對妻母角色制約的框架。 

    

    如上述，原生文化價值觀對於妻母角色的期待，因異國生活之主客

觀因素所形成的藩籬，以及與本土家庭連結的孝道文化，加上女性本身

內化的退讓策略，左右了台裔女性在異國的妻母角色扮演，而仍受原生

文化價值觀之家族主義，對女性意識型態的制約。母職選擇，因此不是

個人的選擇，而是文化價值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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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為家族的一員，不以照顧先生小孩為限，整個家族成員都在被照 

    顧的範圍之內 

   

    家庭倫理對女性妻母角色的意識建構，不僅止於照顧與先生所組成

的家庭之成員，亦廣義地包括整個家族的成員。由於後期移民的家族成

員，於移民初期往往需要在美親人照顧。而與本土家庭的連結關係，在

本土家人需要移民或留學時，在美的台裔女性所扮演的妻母角色，狹義

的妻母角色尚且不夠，且須扮演廣義的妻母角色，整個家族成員都在被

照顧之列。 

 

    台灣本土急遽的社會變遷，近年來轉型成工商業社會，家庭倫理在

都市化的社會中，漸漸失去重要性，有趣的是，在美國，華裔族群的邊

緣地位，反而強化了家庭倫理相互照應的需求：後期移民者，常會企盼

早期移民的親戚朋友扶持而盡快地適應當地生活。受訪之台裔女性在此

情況下，其家族主義中期待已婚女性作為照顧者的地位，因而再度浮現，

成為諸如小留學生的代理母職等的最佳人選。準此，台裔女性更面臨了

難以抽離家庭場域的困難，透過與本土家庭的連帶，更固著於原生文化

價值觀對於女性妻母角色的制約。 

 

陸、先生的態度成為允許婦女調整妻母角色意識型態可能管道 

    如上述，台裔女性即使到了異國，面對種種壁壘以及本土原生家庭

的照顧需求，而難以抽離家庭場域，跳脫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制約，女性

本身的退讓態度，更鞏固了母文化的妻母意識型態。此時，先生的態度

至為關鍵，先生的態度即可視為父權社會對女性態度的一種象徵，若先

生對待妻子以相互合作、平等尊重的心態，則代表父權採取對於女性有

所理解與體貼的態度，女性則可在建構自我地位的過程中，得以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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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正的平等對待。先生的態度，反而成為允許婦女調整妻母角色意識

型態可能管道，使女性得以藉由先生的平等對待與分擔，幫助妻子抽離

家庭場域的負擔。女性妻母意識的建構，乃以父權式的家庭倫理為基礎，

先生支持妻子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等於緩解了父權式對女性妻母角

色扮演的制約。 

     

柒、家族主義下的母職倫理，成為化解邊緣化情境的關鍵 

   受訪之台裔女性在美的生活，仍以原生文化價值觀作為母職角色的實

踐準則。弔詭的是，以家庭需求先於自我需求之照顧家人的態度，一方

面支持先生使其無後顧之憂，在充滿競爭的異文化中發展事業；一方面

符應夫家延續子孫的要求，並照顧小孩，甚且照顧整個本土原生家族之

成員，移民時所需要的協助。凡此種種，皆有助於緩解各家庭成員，處

於美國如此邊緣化情境的壓力。然而，就實踐母職角色的女性而言，則

是不斷地壓縮自我的需求，承擔照顧家人的壓力，並且因華人團體的生

活模式與本土家庭的連帶關係，難以跳脫、抽離家族主義所附加於身上

的制約與義務。準此，家族主義下的母職倫理，成為化解華人在美國邊

緣化情境的關鍵因素，而其代價則是身為妻母之女性本身的自我需求與

外於家庭的可能發展。 

 

 第三節 下一代教養態度中對文化價值觀的傳承與調整 

壹、反省母文化所建構之價值觀的適用性，綜合考量與原生文化不同的

社會脈絡而調整對子女的期望與價值觀的傳承 

 

    從受訪者訪談文本中對於教養態度的調整可知，第二代並不如第一

代受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制約，而是接受美式教育而成長，在社會化的過

程中，強調個體存在的自主性，家族主義的制約也難以取得第二代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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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第一代在美國生活一段時間，生活一直在原生價值觀體系之內的

模式，到第二代出生之後開始受到真正的衝擊。特別是女性，仍是教養

子女的主要負責人，雙重文化的交鋒，並不是從移居美國開始，而是從

子女在美國的成長過程中，面臨下一代在異文化情境的教養問題開始。 

 

    第二代無可避免地，必須完全投入美國文化社會脈絡之下，不再滿

足於生活在第一代自成一格的華人團體之中，他/她必須面對各種不同種

族的同儕、老師甚至工作夥伴，思維方式已與上一代中國式的思維迥然

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家族主義的觀點被個人主義所取代，諸如孝

道文化、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互助等的價值觀，對於第二代來說並不

如第一代重要。而第二代透過外在不同文化情境所習得的價值觀，帶回

家裡，才真正開始影響了第一代母親原生的文化價值觀，而間接地有所

改變，使其反省母文化所建構之價值觀在美國社會的適用性，亦因綜合

考量與原生文化不同的社會脈絡，而調整對子女的期望與價值觀的傳

承。同時，第一代母親也透過調整對子女的期望與價值觀的傳承，調整

自己的妻母角色，與生涯規劃。家族主義的價值觀，透過子女與外界文

化的接觸而鬆動，則可視為另一種抽離家庭場域，重新找回自我需求的

管道。 

 

貳、下一代教養態度中所呈現之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定位：族裔認同觀

決定代間價值觀傳遞的內涵與形式 

 

    在調整對子女期望與價值觀的傳承過程中，族裔認同是不可避免的

思考，因為在多元文化情境社會的脈絡之下，又是屬於邊緣地位的華裔

族群，完成自我定位之後，才能決定什麼樣的文化價值觀是必須保留或

傳遞給下一代的。隨著移民生活經驗的分歧，對於多元文化情境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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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定位，亦有所歧異。諸如極端我族認同、極端他族認同、雙重認同與

開放式認同（詳見第五章）等等不一而足。當第一代母親仍堅持中式文

化價值觀，較適合於下一代的成長，而採取極端我族認同時，對移民第

一代而言，經過異文化代間的文化衝擊之後，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價值仍

保留至第二代，原生文化價值觀則是傳承多於調整，反之亦然。 

 

    族裔認同觀是決定代間異文化價值觀傳遞的主要內在機制，但並不

是唯一的機制。價值觀的傳承是親子之間動態互動與學習的結果，親對

子的價值觀傳遞，亦會受到子對親價值觀的回饋。而在異國生活情境之

下，子對親的影響力，更甚於親對子的影響力。在此過程中，雙方都會

相互調適，即使採取極端我族認同觀的第一代母親，也會有一定程度對

於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反省。在這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主義的壁

壘正在親代權威減弱的情境之中，隨之減弱，對於下一代女兒之妻母角

色的期待，亦因家族主義的觀念減弱，而與原生文化價值觀有所不同。 

 
參、無法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價值觀，而站在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上，吸

取美國文化的優點，成為尋找雙文化優勢的平衡策略 

 

    代間文化價值觀的相互影響，對於第一代而言，已開始反省原生文

化價值觀受家族主義制約的內涵，但仍然無法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價值

觀，而站在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上，吸取美國文化的優點，成為尋找雙

文化優勢的平衡策略。而主要的考量，仍是為了下一代能在異國社會立

足為出發點。移民第一代雖已降低了身為父母的權威性，但仍不減對於

子女悉心照顧的態度。而在第一代經過代間價值觀交鋒與衝擊之後，仍

認為中國式的親子連帶，為異國生活最有利的教養態度。其中，必須要

有所改變的則是親子連帶的形式，不再是孝道的實踐，也不再是「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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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高」，或者「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等的概念，而是子女必須為自

己的生涯規劃負責，全方位的人格發展等等，取而代之。 

 

    準此，文化反省使得親子兩代之間的價值觀，皆處於中西文化的中

介點與融合點，但以不同的文化為認同基準。對親代來說，仍以中式的

教養態度為基礎，吸收中式文化觀中，所欠缺之美式文化的優點；對子

代來說，則是以美式教育所吸收的價值觀，融合於來自父母之中式教養

態度與親子連帶之中。就身為第一代母親而言，在代間價值觀傳承的互

動過程中，原生文化價值觀在其身上的建構，則開始進行解構的過程。

透過文化的衝擊後，中國父權社會對女性妻母角色意識與權力的行使，

也透過第一代對於第二代教養態度的調整，而鬆動了權力行使的立足點。 

     

肆、經跨文化洗禮與反省之台裔女性，調整對其女兒的妻母價值觀 

    如上述，中國父權對於女性妻母角色的制約，因代間價值觀傳遞而

有所鬆動之後，最明顯之價值觀的轉變，來自經跨文化洗禮與反省之台

裔女性，調整對其女兒的妻母角色價值觀。她們並不希望女兒未來的妻

母扮演，是如自己曾經採取的對策，更不希望自己曾經因為孝道文化而

有的延續子孫壓力，加諸於女兒的身上。重要的是「做自己」”be 

your-self”，不是為家人的需求或照顧先生、小孩而存在，也不再為了維

持婚姻的和諧，而對先生採取退讓策略，在婚姻生活中，應強調雙方同

等的重要性，享有母職選擇的自由，有屬於自我發展的空間等觀念。 

 

    家族主義的價值觀，因為美式文化的情境，透過兩代的互動與文化

反省之後，改變了原有的內涵與形式。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妻母的意識型

態已鬆動，但家人之間的連帶關係仍然存在，親代對子代的關懷與照顧

仍保有中國父母的特質。準此可知，異文化情境且邊緣式的文化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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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式家庭倫理的價值觀產生了萃取的過程。由於，當代社會中，美

式文化幾乎主導了全球性的文化價值，在美國的華人族群，其在代間價

值觀互動中所產生的融合結果，亦可作為全球化時代下，台灣本土代間

價值觀互動的參考。 

 

第四節 跳脫妻母角色後的生涯規劃 

壹、台裔女性在妻母之外的自我生涯規劃，是否為女性真正想要的發展 

    妻母角色意識型態雖經文化反省而得以鬆動，然而強調親子連帶的

家庭關係，使得妻母角色與台裔女性的生涯規劃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受

訪女性即使投入職場，仍是以妻母角色的實踐為主。因此，外於妻母角

色的生涯仍處於輔助妻母角色的地位，或宣洩家庭場域所產生壓力的管

道，妻母角色扮演的優先性，在本質上仍未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在美

國社會，種族與性別雙重的不利，使得曾經投入職場的台裔女性，在備

受壓力的場合工作，往往容易產生倦怠感。此時，妻母角色的扮演，反

而成為一個退守之地，可以從此得到休息。因此，家庭與職場的兩種角

色之間，對受訪台裔女性而言，亦可成為相互宣洩壓力的場域。惟其前

提在於家族主義妻母角色意識型態已有所鬆動，不再視女性為照顧家人

之優先任務者，甚且為了照顧家人而犧牲女性自我的需求。成為妻母，

也可能成為女性因照顧者的角色，而同時作為一種成長的過程。 

 

貳、成為妻母，也可使得女性因照顧者的角色，而同時成為一種成長 

    為母經驗對於女性而言，仍然是生涯規劃中的重要階段。雖然在為

母經驗中，可能充滿挫折與焦慮，但是在親子互動的過程中，仍可帶來

許多生活上的滿足與成就感。惟對於中國女性而言，中國式家庭倫理價

值觀下的妻母角色意識，視已婚女性以照顧家人需求先於自我需求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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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使投入職場仍須以照顧先生小孩為優先考量。特別是在異文化情

境之下，邊緣化的種族地位，更強化了妻母角色照顧家庭成員的必要性。

當透過第二代帶回家裡之異文化價值觀的衝擊，使得第一代母親調整原

生文化價值觀而有所改變，進而鬆動了父權社會對妻母角色意識的權力

時，則母職經驗仍可能帶來滿足與成就，成為一種成長的過程。 

   

  第五節、跨文化母職角色之代間價值觀嬗變歷程-代結論 

     綜合整理以上的論述，筆者歸結如圖 6.1。中國家族主義對女性妻

母附屬地位之角色建構，所型塑的文化價值觀，與西方女性不同，中國

父權社會是透過家庭妻母角色的制約，對女性行使權力，家庭的存在，

也使得女性因妻母角色的制約，而存在於中國女性角色意識之中。女性

在婚姻中的附屬角色，使得女性習以家庭需求先於自我需求，準此，家

庭成為女性成為獨立個體的包袱。台裔女性於移民初期，以母文化價值

觀，作為適應新環境的策略，由於美國社會生活孤立的環境，反而更固

著於家庭需求的優先性。在移民生活中，未能透過空間移動而從家庭場

域中抽離，則難有機會調整自母文化中所建構的家庭價值觀，異國生活

只是原生社會的延伸，但是在沒有原生文化社會的網絡支持下承擔更大

的壓力。另一方面，內化的文化價值觀，使得女性認同於本身的從屬地

位而採取謙讓態度與退讓策略，亦成為跨出家庭場域所建構之原生價值

觀的藩籬。女性不去（或者無力）抵抗意識型態的壓力，而是在意識的

許可範圍內，想辦法讓自己好過一些，然而，意識型態的本質與對女性

權力的行使並未改變，女性仍須承受無後為大的壓力。透過孝道文化，

作為對女性行使意識型態與權力的機制，要求女性臣服於延續子孫的義

務。準此，母職選擇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文化價值觀的要求。此時，

先生的態度反而成為關鍵，先生的態度代表中國父權社會的態度，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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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採取對於女性有所理解與體貼的態度，女性則可在建構自我地位的

過程中，享受被尊重與真正的平等對待。 

 

    受訪之台裔女性在移民中期之為母的過程中，因未抽離家庭場域而

仍延續原生文化價值觀。但在移民中/後期，面對與原生文化不同的社會

脈絡而調整對子女的期望與價值觀的傳承，而產生中西合璧的教養態

度，但仍無法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價值觀，而是站在中國文化的價值體

系上吸取美國文化的優點，成為尋找雙文化優勢的平衡策略。而經跨文

化洗禮與雙重文化衝擊而自我反省之台裔女性，則調整了對其女兒的妻

母價值觀，打破（鬆動）了中國家族主義在家庭場域妻母角色結構性的

制約，及對女性所行使的意識權力。另一方面，對下一代的族裔認同觀，

決定代間價值觀傳遞的內涵與形式。處於多元文化社會下的美國社會，

代間價值觀的傳遞，必須在確認自我種族定位之後，才決定了傳遞什麼

樣的價值觀給下一代。兩代間的價值觀傳遞，也在代間互動中各自尋求

中介點與融合點。自移民初期至後期，台裔女性在異國的自我生涯規劃

與妻母角色是不可分割，惟抽離了父權式的家族主義價值觀，成為妻母，

也使得女性因照顧者的角色，而同時成為一種成長的過程。  

   

     歸納上述，本文對於原生文化妻母角色價值觀對受訪台裔女性在

異國的生活影響之論述，回到本文所關注之研究問題，所提出的三大問

題：（1）當原生文化所建構的母職觀，遇上邊緣化地位的生活時，移民

女性所選擇的因應之道，在性別角色與邊緣文化之雙重邊緣化的不利地

位之下，是否可能因其所受之高等教育而有所改善？根據本文論述可

知，增進女性身為妻母的主體性，其所受的高等教育背景不一定能有所 

 

助益，受中國式家庭倫理價值觀的影響，先生的態度反而較女性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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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更為關鍵。 

(2) 因移民所產生之雙重文化衝擊下的重新思考，台裔移民女性是否能

擺脫原有社會對於母職意識型態所建構的包袱? 根據本文論述可歸納，

由於移民生活中仍不斷地重複原生文化的生活模式，角色意識的制約形

式仍未得以改變，而在透過代間的文化衝突，對於原生文化母職意識型

態的鬆動尚大於受訪女性本身的移民歷程。 

(3) 台裔移民女性對於下一代在跨文化社會的教育方式與教養態度對於

邊緣化地位的改變，是否可能產生助益？從本文中，對於下一代的地位

是否有所改變，尚屬未知。但可以從親代之族裔認同的觀點作為標竿，

來觀察下一代成長過程中的改變，並且了解接受不同程度文化價值觀的

下一代在異國情境下的生活模式與社會成就等。  
 

 

 

 

 

 

 

 

 

 

 

 

 

 

 

 

 

 

 

 

  圖6.1 文化價值觀的傳承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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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初期文化價值觀 
中國家庭倫理之原生文化性別意識 

↓ 

封閉的家庭場域，更強化了中國式家庭倫理之性別意識價值觀對於女性妻母角色的需求 

↓ 

移民中期一(配合婚姻)

之文化價值觀 

移民中期二(追求理想)之文化價

值觀 
中國家族倫理的性別意識，

並未在異國生活情境下得以

擺脫  

↓ 

女性本身在家庭生活中所採

取的退讓策略，地位從屬，

家族主義的觀念並未打破 

↓ 

社會生活以家庭為單位，生

活在華人社交圈中，不可能

與妻母角色分割，也難以吸

收異文化的觀念   

雖因短暫的抽離家庭場域，但在進入婚

姻之後仍受家族主義式的性別意識影

響 

↓ 

一旦進入婚姻，女性成為妻母角色，則

家庭就會被擺在個體與異文化之間，形

成一道柵欄 

↘↙ 

代間價值觀的傳遞與互動，改變了家庭場域的文化生態，及父權式家庭倫理的性別意識 

↓ 

移民中/後期的文化價

值觀 

移民中/後期的文化價值觀的

表現 
透過第二代，將美式觀念帶

進家庭生活中，家庭倫理性

別意識遂得以鬆動             

                                        

 

第一代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吸收美式

文化，作為調整後的教養觀 

 

第二代以美式文化為基礎，吸收中國

文化，作為調整後的族裔認同觀  

↓ 

兩代間皆以族裔認同觀為基準，尋找雙重文化的融合點與中介點，且兩者越驅接近。  

 

 

 

第六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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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研究限制    

     本文限於質性研究方法的特質，以及研究目的之範圍限制，關於

跨文化母職經驗的陳述，仍難以避免以下限制: 

1. 受訪者的個案數，受限於滾雪球過程中的可運用網絡關係，仍有某

些特質的台裔女性並未訪問到，例如50 歲年齡層的女性只有一位，

對於其他可能的50 歲左右之女性的生活或為母經驗了解有限。 

2. 由於受訪女性之年齡多數尚屬中年以前，子代年紀還小，代間價值

觀的衝突仍有限，或仍以親代權力為價值觀傳遞的主導人物，難以

進一步推論兩代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對於親代的母職觀念之鬆動歷程

或者鬆動的程度等等問題。 

3. 受訪個案的故事，各自獨立，雖然試圖以受訪者生命故事的詮釋予

以補充，以及試圖以年齡、工作與否、教育程度之分類進行比較，

但每一個個案彼此之間的起始動機、移民歷程等幾乎可以說是完全

不同的。故透過個案之間的「比較」，企圖找出原則性、歸納性的論

點，仍難以窮盡。 

4. 本文將為母經驗與教養態度視為一個整體來討論，亦即將兩者視為

彼此不斷交互循環影響的行為，並未明確予以區隔，致以母職概念

與代間教養概念之間的互動歷程，難以掌握。 

 

貳、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與論述，建議往後相關研究者可以繼續努力於以

下幾個面向： 

1. 自本研究結果可知，進入婚姻與否對於跨文化的生活適應，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建議往後研究者，不論量化或質化，可進一步考

慮婚姻生活的不同，或先生所持之不同的態度，甚至不同種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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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對於台裔女性異國情境生涯所造成影響的變化關係。 

2. 自本研究結果可知，受訪者在美的生活經驗仍受原生文化價值觀

左右，係處於一延伸性的華人社會之中，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

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討論受訪者是否可能在某種條件下，得以

擺脫原生文化價值觀的制約，或更順利地融入主流社會，並比較

兩類型之差異。 

3. 未來研究者，可選取親代移民更久，更多樣的個案，突顯親代與

下一代之間的衝突，探討價值觀衝突對於母職意識型態之鬆動歷

程彼此之間的變化關係。 

4.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女性，目的在於探討不同女性之間母職經驗

的不同，以探討性別不利地位的女性經驗。未來研究者，可同時

選取同一婚姻關係中的男性與女性作為個案，探討個案對於母職

與父職經驗，相互對照，比較兩者的差異，從而得知性別不同所

造成的價值觀是否有所不同。  

注釋： 

注一 跨文化（Moving Between Cultures） 

     本文所指之「跨文化」，為從一個原生文化移居到另一個異文化環境的過 

 程。 

注二 密集性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Hays 論及(1996) 密集性母職將其歸納為以下五大特質：(1) 以小孩為中心 

(Child-Centered) (2) 以專家意見為導向（Expert- Guided）(3) 情緒性負擔

(Emotionally Absorbing）(4) 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 (5) 昂貴支出

(Financially Exp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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